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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在社会交际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对外语学习的重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对于当代大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听力和阅读是进行英语交际的主要手段，掌握较强的英语阅读能力和听力能力是完全必要和必需的。



美国学者Krashen在他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中提出，发展外语能力主要依靠两种途径：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语言学习指有意识地学习外语的知识（包括语法、规则、语音、词汇知识），而语言习得类似儿童习得母语的过程，通常是在大量语言信息的刺激下，通过语言的自然交际获得的。Krashen认为习得比学习更重要。只有经过语言习得这一环节，学习者才能真正摆脱母语的羁绊，自由地运用第二语言表达思想，进行交际。长期以来，英语听力教学局限于在课堂上不断重复地听，一味地认为多听多练就能提高听力能力，忽视了听力和其他技能的相互关系。如何设法提高学生的听力理解水平，使之与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相适应成了众多专家学者探讨的热点。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论及各能力的培养时，有意将读、听放在说、写、译之前，主要说明读、听在英语学习中的重要地位。读、听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们都是学习英语的“输入”阶段，只有通过读和听才能接触到大量的语言材料。根据Krashen的输入假说，提供大量足够的可理解语言的输入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学生通过读和听等输入方式，接受大量语言材料的输入，就可促进语言的习得。读和听统一在输入这一环节。阅读和听力的关系就好比树与叶，根深才能叶茂。没有一定的词汇量、语言知识和文化背景知识，即使听清了音也会不知其意。只有基础知识扎实了，才能较好地理解所听材料。因此听和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阅读与听力虽然所涉及的语式不同，但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语言信息解码与意义再构建的过程，都属于接受性和理解性的语言使用过程。是一种由速度、记忆、判断、概括与理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综合能力，所遵循的思维方式基本一致。在听力理解过程中，听者运用听觉感知知识，对语言材料进行解码并做出种种推断；换言之，在辨音的基础上，运用认知效应对该语言材料做各种解释、判断，达到理解。从较高层次上看，听者为了理解语篇意义，更需依赖认知效应进行理解。这是由于在篇章层次上，意义的产生往往是听者对语义的再创造过程。



这一过程中，语言形式所起的作用往往只是触发听者运用已有的背景知识，对语言材料进行意义上的构建，其中包括利用语用文化方面的知识预先判断，推测说话者的意图。显然，听者的认知过程和认知效应，以及掌握的背景知识，对听力理解非常重要。而在阅读理解过程中，读者使用种种认知手段，依赖认知效应和背景知识，在对书面语进行辨认的基础上做出判断和理解。由于阅读理解过程和听力理解过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读者会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地操纵和运用认知过程以及判断理解过程，并且不断地提高和完善这种能力，这对听力理解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众所周知，阅读的过程是增加词汇量和熟悉掌握句法结构的过程，更重要的是，阅读能增加和丰富背景文化知识。背景文化知识有助于人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有助于掌握说话者要表达的要旨。这样，背景文化知识越充足，语言知识及词汇量越丰富，听力理解也就越容易。



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扩大，对提高学生听懂英语，并且能用英语交流信息的能力也不能有丝毫的忽视。所以，阅读和听力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阅读和听力之间相互关联，密不可分。阅读是听力的基础。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加强听力的训练对听力的提高有着直接的、重大的影响。听力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阅读的速度和效率。






本书拟从听力与阅读有机结合的角度论述英语教学中，听力教学和阅读教学的相互渗透作用，以弥补现今听力和阅读教学上的不足为目的，结合国内外的第二语言听力教学和阅读教学的理论、经验，提出了一套有效地进行英语不同文本的听力和阅读的具体方法。它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指导，以策略、内容、听力和阅读相结合的教学综合方法为具体操作模式进行的立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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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英语听力






















第一章   听力概述









“听”是四大语言技能（听、说、读、写）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根据第二语言习得理论，语言输入是语言习得最基本的条件，没有语言输入就不会有语言习得。听力作为一种输入型技能在学生的语言习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美国外语教学法专家里弗斯（W.Rivers）和坦珀利（M.S.Temperly）（1970）的统计，人们所获取的信息中，75%来自于听和说，其中听占45%，说占30%，其余25%来自读和写。然而，大量研究却表明，令许多第二语言习得者感到烦恼的是，听力理解是一种最难掌握且需花费大量时间练习的技巧。所以，研究如何提高第二语言习得者的听力认知能力就成了人们一直探讨的话题。

第一节 英语听力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英语的使用也越来越频繁，口头交流的机会与日俱增，声音信息的资料越来越丰富。这就要求英语学习者必须掌握听说技能。语言的功能是交际，而“听”是人们获得信息的重要手段，是提高语言交际能力的中心环节。卡尔·
 韦弗（Carl Weaver）曾说听是交际活动的核心。听力是学习英语的基础和动力源泉，是表达功能的前提。由此可见，培养听力在语言学习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英语听力，狭义地讲，指了解说话者所传递的信息和意图的能力；广义地讲，则是指捕捉、处理口头信息，并做出反应的能力。英语学习中的四项基本技能是“听”“说”“读”和“写”。而“听”是排在第一位的。因此外语教学尤其注重听力的培养。在20世纪40年代，听力之父 James Brown 认为：听力是主动感知声音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听者的语言背景、知识能力、信息输入，或声音符号之间相互作用的心理过程。20世纪60年代中期，Rivers，Newmark，Diller，Belasco等率先认识到听力理解的重要性。Rivers（1981）认为，“说本身并不构成交际，除非所说的话被另一个人理解，因此要达到交际的目的，对言语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Newmark和Diller（1964）强调需要系统地发展听力理解并不是从听是说的基础出发，而是从它本身是一种技能出发。




第二节 英语听力研究角度

一、 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听力

20 世纪60年代，Chomsky 定义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注重形式，这种形式包括语言系统知识内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系统知识，反映到听力教学上就是把重点放在语言、单词和句子等上面。70年代功能语言学兴起，以Haliday为代表的一批功能语言学家强调对语言的语篇功能和施为功能的研究，同时Hymes等社会语言学家开始考虑使用语言语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语言的使用是一个动态交际过程，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概念。此时听力教学开始注重语言的社会功能。80年代，Canale及Swain 提出“交际能力模式（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model）”。90年代，Bachman 提出了交际能力观点，并提出了交际策略（communicative strategy）的运用（孔燕平等，2001）。反映到听力教学上，自然就是注重准确理解听力内容的语言的社会交际含义，总结以上理论，我们可以把听力过程理解为以下相应的过程。

（一）单词识别

语流中的单词识别是口语理解的基础。在单词识别中听者的两个主要任务是确认单词并激活有关词义的知识。识别单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正如Cutler（1997）所说，在听一个连续的语句时，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线索可以界定单词，单词识别在听力中常常是最有争议的过程。另外，如果一个听者识别出了一个单词，但他对这个词的基本意思一无所知，那么整个识别过程也会被推翻，他必须求助于理解的补偿机制。在话语中对单词的误解或不理解，是否是由于对单词界线的错误辨认还是对单词意义的基本知识的不了解，这些都是语言理解混乱的主要来源。假设一个听者的词汇知识十分丰富，那么他在单词意义识别的过程中也同时有其他因素的识别过程参与进来：




（1）单词的识别是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感知到的声音与单词相似性知识之间的互动实现的。

（2）话语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识别单词要达到两个目的：确定即将听到的单词的音节；对所要识别的单词提供句法或语义方面的限制。

（3）单词识别可通过单词的首音或词的重音多种线索来实现。

（4）一个单词的识别就是通过分析其声学结构来进行排除，只剩下一个可能，也就确认了最有可能相关的词。

在话语中，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单词识别的每个独立的过程中，都可能产生错误的识别。但是，在口语理解中即使没有辨别出所有的词，通常我们也能成功地继续下去，因为听者可以通过其他信息去理解它。因为一个人正常的说话频率是每两到三秒说八个词，单词识别在口语理解中必须非常快。要达到这个速度，听者在单词识别中，可以使用其他多种信息，以一种可能的方式整合所有信息以识别单词。

（二）运用语法规则

语言过程需要将输入的语言映射到语法模式上。在语言的理解过程中，有很多交际的冗余，而这种映射在理解中也是多余的。事实上，从功能角度看，由于听者的听力过程资源的有限性，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交流，所以没有必要去理解语言表达的形式。但只有在极慢的语速下，听者才能完全将听到的语句中的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弄清楚。在正常的语速下，听者只需要利用一些语法线索来达到听懂的目的，主要用的语法线索包括词序、主谓一致、时态一致、词的曲折形式等。此外为了达到理解的目的，也可选择使用一些语用线索及语义线索来帮助理解。




二、从语用学角度分析听力

（一） 推断说话人意图

正如人们所见，听者能注意到不同的语言层次。听者不仅能理解听到的“语言”，而且能够联系语境来理解话语内在含义。语境意义包括社会环境（social status）和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说话人的意图在语境中得以应用。这里我们将阐述语用学中的语境意义对理解所起的作用。

语用学强调在语境中使用语言，同样也适用于听力理解。人们通常在真实背景中使用语言，因此话语意义产生于真实的场景中。从语用角度看，听的过程是一种交际意向的完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听者需要在在场者和译者之间转换身份（Verchueren，1999）。只有在语境中，听者才会根据他所掌握的语言资源——音位学、形态学、句法学和词汇知识来进行听力内容激活。听者和说话人为了在特定的语境中交流，应遵守合作和协调原则，来达到相互交流的目的。但必须注意到这种合作是不完善的，无法保证合作一定成功，双方能互相推断彼此的意图。

有四个语用概念有助于听力的理解：指别（deixis）、意图（intensition）、策略应用（strategic use）、 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meaning）。

1．指别

交际中使用的语言是在真实的情景中发生的。听者和说话人会随着交际的进行而不断改变他们的所指——时间（那时，现在，今天……）、地点（那里，这里，回来……）、对象（那个，它，那些……）、人称（他，她，我们，他们……）等等。这些要素只能在话语产生的情景中才会被理解，指别这一概念有助于在语境中进行听力活动。




Hymes（
 1964）列举具有语境特征的因素







	
说话者（说话者或话语的作者）

听者（有意获取话语信息的人）

观众（无意中听到话语的人）





	
话题（大家谈论的内容）





	
场景（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





	
代码（话语的语言特征）





	
途径（通过何种方式进行交际——演讲、写作、图像等）





	
活动（影响双方进行交际的社会准则）





	
信息形式（演讲活动的对话种类）





	
关键点（事件的评估）





	
目的（事件最终要达到的结果）













  Table1：Hymes 1964

Hymes的这份列表可帮助交际活动的关注者用来描述会话参与者的语言浅层意思。从听者角度看，Lewis（1972 ）列出一份更实用的列表（如下表）。这份列表目录包括了帮助听者破解话语含义的所有相关因素。










	
听者


	
举例





	
可能世界


	
说明当前正在发生的和可能发生情景的状态，例如：我们目前的情况非常严峻，不可能迅速有好转。





	
时间


	
为了解释话语含义而使用状语和时态，例如：我下周将会去看你。





	
地点


	
描述指别话语，例如：我找到它了，它在这儿。





	
说话人


	
描述所指人称代词，例如：请把它给我。





	
观众


	
描述话语的指向，例如：这是你的作业，请完成。





	
所指对象


	
描述所指对象，例如：是右边的房间。





	
说过的话语


	
描述谈论过的要素，例如：我跟你提过的那个家伙……





	
布置任务


	
描述顺序，例如：第二个选择更好。






















2．意图

Berlo（1960）认为，交际的目的通常是“故意影响交际中的对方”。因此，处于某种语境的言语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进行理解：客观真实性和说话者的意图。说话者试图在每一次的讲话中都能对听者产生影响。

Austin（1962）是第一个在言语中区分“表达功能（constatives）”和“施为功能（performatives）”的人。表达功能是就演讲行为“客观真实性”这一方面来说的。例如，“我昨天寄了一封信”这句话可以被认为是真话或几乎是真话或是假话。有真假之分的句子为表述句。其功能在于断言或陈述事实和描述状态、报道事态，所表述内容是可以验证的，即或是真实，或是谬误；有适当不适当之分的句子为施为句，它们不具有报道、描述和表述的功能，却具有实施某些行为的功能。施为句的话语都是不能验证的，它们无所谓真实或谬误。

Austin用了四个例句来说明这类话语：

（1） I do（用于结婚仪式过程中）；

（2）I name this ship Elizabeth（用于船的命名仪式中，当说话人把香槟酒朝船尾扔去时）；

（3）I give and bequeath my watch to my brother（用于遗嘱中）；

（4）I bet you six pence it will rain tomorrow（用于打赌）。在特定的情况下，
 特定的人说这些话实际上构成了某些行为的实施。换言之，说话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是在做陈述或描述，而是在完成某一动作，如结婚、命名、遗赠、打赌。

3．策略应用

Grice认为，在人们的交际过程中，对话双方似乎在有意无意地遵循着某一原则，以求有效地配合从而完成交际任务。因此，格赖斯（H.P.Grice）提出了会话中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 简称CP）。以下是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s）的具体内容：

（1）量的准则（The Maxim of Quantity）：所说的话应该满足交际所需的信息量；所说的话不应超出交际所需的信息量；

（2）质的标准（The Maxim of Quality）：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3）关联的标准（The Maxim of Relation）：说话要相关；

（4）表达方式的标准（The Maxim of Manner）：说话要清楚、明了，避免晦涩、歧义，要简练而井井有条。

然而，说话者也可以通过忽略这些标准来使其所说的话有细微的差别。事实上，在某些特殊的语境中，尤其是那些说话者和对话者之间存在较量的语境中，双方就不推崇合作原则，说话者会故意忽略交谈的合作原则（McCornack，1997）。说话者通过这样做以感觉获得特别的战术性的优势：

（1）通过忽略量的标准，说话者可以避免对话者对其主张的反驳；

（2）通过忽略质的标准，说话者无须为其主张提供充足的论据，就可以获得权威的认可；

（3）通过忽略关联的标准，说话者可以让其对话者跑题；

（4）通过忽略表达方式的标准，说话者可创造模棱两可的语境，并将这种不确切的语意转化成为理想的结果。

尽管忽略交谈原则的方法可用于欺骗或竞争的目的，对合作原则的忽略更多的是为了保住颜面，使交谈更为融洽。Thomas（1995）是这样陈述这些典型的故意忽略原则的：

（1）忽略规则（Flouting a maxim）。

故意不提供信息或提供错误信息的行为。这通常是因为两者都想要忽略标准而起的冲突或是为了保住颜面。以下来自于Thomas（1995：66）的例子，（B通过给出不充足的信息来忽略交谈标准。）




	
A：他好吗？

B：她似乎很喜欢他。













（2）违反规则（Violating a maxim）。

故意提供错误信息，通常是为了颜面（避免被嘲笑）。［B无意间把自己锁在房子外面了。现在是冬天的午夜，她几乎没穿什么衣服。A沿着街走过来。Thomas（1995：63）］







	
A：你想要一件衣服吗？

B：不，我就是想不穿衣服站在这寒冷的风中。













同样地，一个说话者也可以因为运用讽刺传达和字面意义恰恰相反的意思而违反规则。




	
A：Alics让我在城里迷了路，我不得不乘出租车回来。

B：哇，他真是一个“好”朋友啊！













正如Sperber和 Wilson（1986）指出的，像这样的情景，听话者必须使用已经提供的信息（“天很冷，你却没有穿衣服”或“你必须乘出租车”）来证实说话者违反了真实的原则并且暗示出说话者希望创造一个特殊的交互意思（在这里，很可能是：“当然，我想要一件衣服。为什么问我这样愚蠢的问题！”）

（3）不遵守规则（Inferring a maxim）。

一个说话者可能因为无意识的欺骗或为了保住颜面而忽略了规则。不遵守规则通常是由于人的语言能力缺乏，像小孩或者是非母语的听话者，或者是暂时性的语言不足，例如紧张、醉酒，或是兴奋而引起的。




	
爸爸：（对他五岁的孩子）Tom，过来。这是我的老板，David。

老板：嗨，Tom。

孩子：我爸爸说你是他所有老板中最奇怪的人。





（一个母语是英语的木匠，问母语不是英语的K）

木匠：我不知道你想用什么样的木头打柜子。

K：是的，我想用木头打柜子。

摘自：Rost：2005：64













（4）放弃规则（Suspending or opting out of a maxim）。

也许是因为政治、法律、文化或道德等因素，故意不给出最贴切的、最被期望的回答。







	
A：总理先生，面对这些控告，您没有考虑过辞职吗？

B：我无话可说。





A：我们什么时候能一起喝一杯？

B：我必须得走了。

摘自：Rost：2005：45













4．会话含义

尽管语言的形式包括某种程度的“潜在意义”，但交谈意义或是交互意义来自于上下文的联系。在交际中，背景知识（也就是所谓的常识、常见的背景或是相互都知道的知识）这种不用表达出来的信息，必须由听者自己还原出来。

在对话中的意义表达是相互的，是通过说话者和听话者共同建立的。这种发生在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自然属性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信息都存在于相互接受的意义当中。这种交互结构产生于交互行为，实现于顺序系统。这种顺序包括①得到发言席位的方法（自选和他选）； ②中断和重叠；③倒叙；④插入片段；⑤补充。

有效的听力过程是听者积极参与并和说话者的交流。听者必须注意细节、说话者的意图、暗示的含义和所应用的策略。此外，有效的听力还将包括社交合作，因为社交中会有意义的监控和协商。

（二）求助于社会框架

语言是被说话者用来表达一定的目的的，并且说话者还希望听者能对他的语言做出有意义的回答和反应。所以，要理解真正的语言需要依靠“上下文”：即不同的说话者、目的、背景、相关联的事（Malinowski，1923）。根据语言的这一特点，语言被赋予了它发生的上下文的情景和文化的功能。

Stanley Fish（1994）认为：所有的语言理解都是通过说话者所属的“解释社区（interpretive community）”来过滤的。“解释社区”指的是任何一个分享相同的语境和经验的组织或群体。在任何一个复杂的情景理解中，如政治辩论，听者都是对事件中应用的语言或行为抱有预期猜想的。Lakoff（1988）指出与听者抱有同样预期的人，可以明白所讲的内容，而没有预期的人则不能理解所讲的内容。对大多数事件的理解，尤其是那些复杂的社会性重大事件，我们总是受各种各样语境中的角色的影响。




在个人层面，一对一交流的氛围更容易相互理解。而这种交流经常发生在影响说话者和听者行为的社会框架中。互动交流的社会框架包含紧密相连的两个方面：活动框架（即说话者和听者参与的活动）和参与框架（即每个人在活动中扮演角色的行为）。事实上，从语用学角度分析，好的对话处理就是用上下文来使活动框架和参与框架自然建立协调性。

一旦社会框架建立，所有的交谈行为都在特殊的语境中被翻译。因此，听话者对话语的释义大部分取决于他在互动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尽管活动框架范围很广泛，参与框架却可以被分为 “高级知识”（K+）、“中级知识”（K=）、“低级知识”（K-）。参与框架的决定与高级知识和低级知识的决定相同，包括社会等级、社会地位和社会级别的观念。Carrier（1999）注意到社会自然地位可以从现存的社会习俗中预测出来。例如，在常识上，医生被认为比病人更高级。地位的自然定位可预测性则相对小一些，因为它是由两个交谈者在各自特定的语境中共同建立的。

对话者怎样识别他在交谈中相对他人的地位，即他们希望怎样建立参与框架，将很大程度地决定于他们怎样和对方交流。不仅参与框架会影响说什么，不说什么，它还会影响两者的有效介入。在互动中一方面的有效介入会提高或是降低紧张和自信，所以互动中需要有意义的参与动机，而开放和自我展示的方法也会起到影响。对于听话者，更多的有效介入可以通过和说话者更好的联系来提升相互之间的了解。相反的，少的有效介入则带来更少的联系，更少的理解，也使对方不愿意去发现或弥补任何误会。曾有学者就从中国英语学习者的紧张和他们听力的表现的关联性实验中发现了这一现象。Abiero将“紧张”（她称为“接收者的恐惧”）和差的听力表现联系在一起，认为“接收者的恐惧”或许确实由某些社会因素，例如角色和地位的不同，以及对话者对这些角色的认知不同而引发的。

对听者的社会角色和地位的认识的研究基于“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 ，即陌生人在交际的过程中会产生焦虑和不确定的情绪，对此交际双方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的理论。（Gudykunst，1995）。这个理论坚持认为：①对话中另一方态度和感觉的不确定和紧张是影响交际的基本因素；②不确定栖息于有效交际，其预测信息查询的数量和开放的数量取决于不确定等级数。很有趣的是，Carrier（1999）提出了社会地位会影响听力理解这个假说，他认为意义协商的机会很可能因为社会性质不对称而被限制，例如，大学生和教授之间的对话。Carrier的这个假说无疑支持了Gudykunst 的不确定性管理理论。




不确定性最初的意义是没有清晰地认识到一个人的会话情景地位对互动的影响。在拥有相同背景的交谈中双方的同等地位被认为是有效交际的起点。这种理论的中心预测是指当平等地位受到怀疑，或者当一方为了提高自身地位而忽略另一方时，交流就很勉强，或者是无效的。

（三）听者的反应

尽管听者在语言分析中总是被忽略，但他却是一个微妙但重要的角色，他和说话者共同建立语意。通过检查语段中听者的回答，我们可以看见，听者怎样影响对话，怎样获取信息，有时，澄清甚至是创造意思。

话语分析作为语用学的一部分，对于分析语言的构建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话语分析是一个双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言学概念提供了理论依据，然后通过数据检测，相反，数据检测也给理解和修改提供了依据（Tusi，1994）。为了理解听力，话语分析的贡献就显现在怎样通过说话者和听者建立真正的时态来检查这段对话。

对话可以被看成是由一系列的自发行为组成的，例如询问。一个说话者在对话中创造了一个行为，听者可以理解这个行为或是忽略这个行为。另一种听者的回答是信息反馈，所谓信息反馈就是指当两个人说话时，听者迅速做出短暂的回答或是紧接着说话者说。这些信息也包括一些短暂的言语回答（如“是的”“好的”），短暂的半言语回答（如“啊”“嗯”），以及笑声和动作（如点头）。带有意义的，具有不同文化的，处在亚文化群中的信息反馈，对于表现大量的听者的观点很重要：信息的接收，之后的信息阅读，按顺序回答和共鸣。

信息反馈经常会发生在各种语言和背景的对话中。Maynard（1997）指出日语非正式的对话中每25秒钟就会出现一次清晰的信息反馈。她定义这种在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互动为“互舞（interactional dance）”。当信息反馈拒绝给予或被打断时，说话者通常会主动修补对话。




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说话者说话时可能同时实施三种行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其中言后行为指的是对对话的回答，无论是听话者还是说话者都可以根据前一个语句来做出反应。言后行为可以是：认可（endorsements积极评价），让步（concession消极评价），或者是承认（acknowledgements中立评价）。无论是接受还是挑战说话者的言语行为，无论是给出反馈信息还是实施某种话后行为，都是对话中必需的行为。对听话者反应的预测是人们在学习第一或第二外语时获得的一种能力（Vandergift，1999）。在专业领域中（例如，医生—病人，经理—雇员，调节员—客户），对听者的回答的注意力已经大大提高，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对于不同问题的评价，分析和怎样对待听者的回答的重要性。越来越多地训练“回答性听力”已经成为许多专业课程的一部分。

（四） 听者合作

在交际理论中，听力被认为是所有参与者自发地发送或接受信息的交易过程的一部分。在交际交易中，听者通过非言语回答和周期性言语回答持续地“说”。说话者自发地听那些非言语回答和言语的信息，并且加上他的交际行为、态度等。然后，听力就变成自己或其他人观点的交际互动过程。从这方面来讲，听力的目的不是原来的理解信息，而是和对话者建立相互联系，并互相达到目的。这些目的或许是和在语段中信息的理解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也可以和说话者在“关系系统”中的判断有关。

因此，听力可以被认为是人类行为理论的一部分。系统理论是认为互动充满活力的行为理论之一，在互动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看成是称述或未称述交谈的目的。每一个人的行为，无论是言语还是非言语的行为，都反映了交际系统中的“交际陈述”。系统中的“交际陈述”——是一个较大的组织——可以由检查在互动中的交际形式来决定。因为在系统中，听力也是行为的一部分，听力过程将会影响已分配的或是已确定的目标。




各种交际组织的目标当然是各种各样的，在对话中也是可以互相变化的。例如，一个组织可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补救问题，如投诉的服务。另一个，或许有一个指定的目标——实现共鸣，例如在劝告对话中，其目的是最终帮助客户解决个别问题。在这两个例子中的任何一个，寻求帮助的系统理论是检查和评估他们参与或实现的既定目标的一种方法。

在任何一个有目的的或者目标性的交际中，参与者的成功或失败都取决于很多因素。

（1）对彼此情况的了解；

（2）有清晰的目标；

（3）他们的观点和对对方需求的敏感度；

（4）他们选择的战术；

（5）他们实现他们选择的能力；

（6）他们实现他们目标的能力；

（7）他们反馈信息的能力。

最后两个因素在有效交际中是很重要的，以至于他们已经变成了交际理论中听力概念的基石。听力记录了交际中的前进过程，提供了对一个人看法的反馈信息。它不仅包括监听和信息反馈，还包括回答。听力的回答对于整体判断听力行为是否成功至关重要。从这方面看听力包括四个方面：①感觉（在信息中交谈）；②解释（达到一定程度的理解）；③评价（判断，给出证据，和说话者达到一定程度的认可）；④回答（非言语信息反馈来表示明白和言语贡献，例如问问题和意译）。

“回答”阶段之所以很重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能直接反映出参与者是否听明白。第二，指出说话者必须和哪些听力信息合作，其目的是监控目标的实现和听力过程中策略的采用。简而言之，为了达到交际的目的，就要求听力具有有效性，有效性的实现包括听者的反馈和回答。

从系统理论看有效听力需要对交谈中的交际形式进行评估。这种评估的各种各样的模式已经被运用到各种目的和目标当中去了。这种形式的一个例子来自于Rinvolucri（1981）的TRUAX—Caekhuff的心理疗法模式。

第一层：听者不能集中注意力，导致说话者想要传递的信息本身就不重要了；




第二层：听者降低交谈的影响；

第三层：听者似乎和说话者在目的上达到统一；

第四层：听者理解说话者观点比他们表达的更深一层。

因为目标方位和交际的主张假设了一个优先的深层次的交谈。这些因素也经常被认为是“标准”。标准就是行为或态度的具体形式，或是一段对话是否成功的信号。

三、从第二语言习得角度分析听力

1．理解性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

众所周知，输入在第二语言习得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学习者被要求的输入数量和形式仍未被明确地描述出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所涉及的因素现在已建立。建立在输入调整和信息理解之间关系的研究上，Krashen（1982）认为理解输入是语言学习的必要条件。在他的“输入假设”中，Krashen 认为学习者的语言发展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要学习略高于自己现有知识（i+1）的语言内容。Kranshen认为在输入转化成吸收的过程当中，“理解”是十分必要的，并且理解新语言的能力可以通过学习者对语言的调整理解实现，这对学习者共享的语境知识也有促进作用。

Swain（1985）已经广泛地研究了加拿大法语浸入式学习模式中的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学生，在这个模式中，学生接受目的语的指导。结果发现很多学生取得了接近以法语为母语的听力分数，但是对于法语语法和词汇的有效控制方面却很“僵化”。

在这项研究的基础上，Swain 提出了“理解性输出假设”，这个理论承认听力的娴熟程度能通过了解语义来获得，这使听者不必努力去处理全部的不熟悉结构（句法和词汇）。她建议这一理论是造新句子的尝试，而不是理解新句子，那更可能要求学习者形成关于第二语言句法和词汇的新假设，并且将这些新假设在真正的听力者身上试验出来。

对于在第二语言习得中关于输入的角色的大多数声明，普遍的出发点表现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必须有持续发展的有意义的输入。对于学习者来说，有意义的当然会随着时间的改变和需要，转向学习者的兴趣和需要，并且越来越接近一个既能够理解而且也越来越接近目的语本土使用者的标准的水平。




2．音系和词汇处理

几乎每个人都能够熟练地掌握母语，那么在人们学习第二语言时也能够熟练地使用它。在第二语言习得中各种各样成功的原因都是外部因素，例如听和使用第二语言的机会；内部原因，例如第二语言说话者使用语言的动机和态度。

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衡量成功与否在于他们是否使用听力作为习得的一种方式（Vandergrift，1996；1998）。成功的习得者可能发现听自然地说出的语言是可控制的，并且最终学着以“自然的速度”听，即使他们没有完全理解。Ervin和Osgood所做的反应时间实验揭示了双语者怎样在他们的第二语言中快速认识单词的不同。他们的结论是较好的听力者是协调双语者，协调双语者指那些以一种综合的形式组织他们的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词汇的人。结果是在他们的第一语言或第二语言中通过口语输入时，他们对于单词的识别速度会稍低一点。另一方面，复合双语者明显的有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词汇的不同的存储，并且在第二语言中他们识别单词会更慢。

很多协调双语者是那些在很小的时候就习得第二语言，在同样的环境中他们还学习第一语言的人。每种语言不同的习得环境将导致两种语言代码之间的一种更实用的区别，并且在第二语言中降低听力进程。明显地，早期的双语经历在使用者的心理上会影响第二语言的神经心理组织，并且会影响使用者在第二语言中的认知功能。早期的双语经历看起来也会决定认知的和语义的组织，在这一组织形式中这两种语言会或多或少相互依赖。很明显，当一个使用者的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之间相互依赖，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会减少困难，降低压力并更快一些。

复合双语制，作为成年人习得第二语言的情况来说，是概念重新调动的一个例子。在这一过程中概念框架已经被完全地发展（例如第一语言中的心理词汇），并且这一过程在一些其他经验或理解的领域中处于常规使用，将会在新的领域中首次被使用。第二语言词汇学习的情况下，成年人必须重新调动巨大数量的单词和概念的语义知识到第一语言使用的新领域。这要求具有新的第二语言代码语义知识的一个不同的“标签”。第二语言中的词汇的处理是一种方式，通过它第二语言使用者将会使用用以完成理解需要的概念知识。这一点在双语话语加工领域和从第一语言到第二语言的认知转移相关时尤其重要。在话语理解力方面一些影响因素有：语音质量、韵律模式、停顿、进度和输入速度。所有这些因素影响输入的理解。当它被大致接受为在记忆中存在一个普遍的对于语义的或者“真实世界”信息的储存（或者单独编码），这一信息被用在第一或者第二语言的话语理解中，看起来存在一个单独的对语言的语音信息储存（或者双重编码）。对于语言理解（背景知识和现实世界的人，地点和行为相联系）语义知识通过听到的语言的语音标签来进入，并且具有第二语言语音编码的能力会是上文所说语言速度的基础。




一种第二语言语音编码的使用在单词识别实验（在心理语言学文学中常常被叫作“单词识别”）的情境下被广泛研究。在第二语言中语音能力的实质是对词汇分割策略的领会使用。每种语言对于听力都有自己“独到的策略”，这些策略能被第一语言的孩子很容易地习得，但是仅能被第二语言学习者部分地习得。例如在英语中，第二语言学习者必须想到使用一种公制的分割策略，这一策略允许他们假设“每个重音节是一个新的实词的开始”。因为英语是一种重音合拍语言，音峰是分割过程的重要标识。假设如下，在一个人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例如荷兰语和英语）之间存在的节律分割策略的相似性将导致积极的转移，使第二语言的听力理解更简单。

词汇分割是在话语流中组织语言的过程。因为在话语编码中对于单词障碍存在很少的可靠的标志，甚至一个流利的听者也可能需要一秒钟或者两秒钟来识别话语流中的单词。

错误分析的研究直接集中于语音编码和揭示第二语言听力者面临的单词识别困难的种类。为了给进入的语言解码，第二语言听力者必须处理一种由于相似性而可理解的变异的语音质量，韵律模式用来区分非重读单词和输入的不同速度。所有这些因素影响真实时间里的话语理解能力，即使听者可能知道所用的所有单词。

话语理解力和单词识别力是听力中的“自下而上过程”：它们给理解提供资料。如果听者不能识别所有这些自下而上的提示，这些提示是为了在真实的时间中加工话语，他或者她将会更单独地依赖“自上而下的过程”：语义期望和推论。




3．句法的加工

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之间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在第二语言听力发展期间，尤其是对于成年学习者来说，学着去听的过程（也就是说，学着去理解口语信息）和听着去学的过程（就是说，通过听去学语言中的句子和词汇）不相同。语言学习者、教师和研究者都知道，在信息层面上并不是所有被理解的信息都有助于学习者对于语言的理解。换句话说，如Corder所注意到的并不是所有的输入都能变成吸收。

基于Corder的呼吁来研究第二语言语法系统的发展或者“跨语言”现象，就涉及输入与吸收二者的区分。如果听是语言习得的主要途径，那么这一区分就是至关重要的。Van Patten（1996）认为，二语习得过程分为四个步骤：输入、吸收、发展和输出。在输入过程中，将只有一种非常小的输入子集（subset）变成影响学习者第二语言习得的吸收成分。当输入子集变成吸收成分时，学习者就会重组原有的知识，这就是知识增长的过程。

第二语言的信息加工模型包括Van Patten的输入加工模型，Bates和MacWhinney的竞争模型，Meisel、Clahsen和Pienemann的多维模型，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加工的认知能力。学习者必须在口语输入中发觉新的形式。“发觉”是主要的认知过程，这一过程使得信息条在可获得的输入中得到一步加工。为了察觉它的特殊形式（例如主谓一致），学习者必须提前了解其大致的形式。第二语言听力存在的关键问题是：学习者通常没能注意信息的内容（词项）和语法形式（Van Patten1990；1996）。众所周知，第二语言听者一次只能够注意到很少的语言学信息，并且在正常的加工束缚下，要察觉到任何新的语言学信息是不可能的。对于学习者来说，为了提高其句法加工能力，学习者需要察觉输入中的新形式和进入语法建立模型的方式。输入加工和语法建立之间的关系是输入加工决定资料主体，语法建立是通向资料主体的必由之路， “加工指示”可以帮助学习者发觉口语输入的新形式。

注意到存在于真实时间里的听力和最终产生的话语之间的联系是很重要的。当应用语言学家指称语法加工和语言习得时，事实上，他们经常不指称话语解释。例如，Pienemann的加工能力理论（1999）建立在愿意原则的基础上：尽管某些语法假设被积累了并且通过话语理解（语言学知识的源头）被测试了，但学习者不可能创立那些它不能加工的语法/结构的假设。在Pienemann的理论中，特别指出学习者通过加工话语结果中的信息，习得才真正地被测试出来。




4．学习环境影响第二语言听力

第二语言教育中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大多数成年学习者承认学习一门外语在四个主要的技能领域的任何一个中从来没有达到语言使用的很高的熟练程度。这里确实存在很多的影响因素：认知因素（智力，语言天赋，语言学习策略），情感因素（语言态度，动机，语言渴望）（Ellis，1994），环境因素（可得到的机会和资源，时间和指示时间，教学方法），遗传因素（语言习得的关键时期）。所有这些因素毫无疑问地促成了语言学习者的成功或者失败，但存在于既定的社团或者文化中的社会因素也影响着语言学习者的成功，因为个体语言学习者被这些盛行的社会准则强烈地影响着。

很多人从事研究或者学习第二语言，目的是想扩大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或者想要一种新的学习挑战，有时也为了执业的目的。研究这些“成功的故事”变成了描写“成功的学习者”的简介，变成了最佳学习环境和有效教学方式的基础。

当然，有一些学习环境能清楚地预示着成功的高概率，还有一些预示着成功的低概率。众多第二语言学习者所达到的成功的种类和程度表明：学习一种语言的短暂知识或者一种毫无交际能力的语言的学术知识，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学习语言的环境、对被学习的语言的社会洞察能力和这一群体中成功的学习者的简介。

第三节 认知风格和听力

认知风格（cognitive style）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术语，指人类对信息和经验进行组织和加工时所表现出来的一贯和持久的倾向和特征，反映出认知结构的个体心理差异，是个体在感知、记忆和思维中显示出的独特智力功能和个性类型，代表着人类普遍的认知活动。




《牛津词典》对认知风格的定义是：风格与某人所从事的具体事件相对，特指做事的方法，与个性、动机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包含一切有利于人类判断和解决问题的特征，认知风格的认知与情感两个范畴对外语教学有着重要影响。   

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发现认知风格的种类繁多，Ausubel等人研究发现人类的认知风格至少有18种； Hill列出的认知风格多达29种，涉及动机、交际、文化、情感、认知、智力等各个方面；Brown研究了认知风格与外语学习之间的直接关系，认知风格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与影响开始受到重视。外语学习者的认知风格差异和表现方式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此外，认知风格介于认知与情感两者之间，严格地说不属于认知范畴（Hill，1972）。

一、场独立型与场依赖型（Field Dependence ＆ Field Independence）

1．场独立与场依赖型特点

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场认知风格是到目前为止研究最多、最成熟的理论模型。场认知风格是美国心理学家Witkin & Goodenough（1981）等人在30余年的知觉活动实验研究基础上，通过镶嵌图形（Embedded Figures Test，也叫隐蔽图形）测试，提出的一种场依存性人格维度构想理论，主要内容为场独立和场依存。先让受试者熟记一个形状简单的图形，然后再将图形换成一个复杂的，此时，简单和复杂形状的图形同时存在于受试者脑中，如果受试者能不受复杂图形的干扰将简单图形分离开来，我们说该人的认知风格属于场独立型，反之则为场依存型。所谓“场”即周围环境，对人类知觉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Witkin（1977）认为：“当呈现一个具有支配作用的场的时候，比较独立的个体倾向于克服场组织或重新构建它，而场依存的个体倾向于依附给定的场的组织。”

“场”（field）原为物理学的一个概念，心理学中的这个术语原指“视觉场”，在这里的意思类似于语境或背景。认知心理学中“场”的概念指一种感知，或者更抽象一点说，特指看待某个特定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和情感。心理学家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人类在认知活动中表现出对外界参照的依赖程度和信息处理方式的差异，表现出两种认知风格：场独立和场依赖。要判断一个人的认知风格是场独立型的还是场依赖型的，可以通过心理实验进行分辨。在实验时，关键是看实验对象是否能够将注意力的中心从背景中分离出来，所谓“场独立型认知风格”是指在充满干扰项的视觉场中具备分辨出某个具体相关项的能力。




场独立型者通常以分析的眼光看待问题，能将背景中某个具体相关项分辨出来，倾向于依据内在参照确定个人行为。对抽象的理论和原则感兴趣，知觉比较稳固，不易由于背景的变化而改变，比较自主，能独立对信息进行重组。

场依赖者则完全相反，倾向于依赖整个场，对隐含在场中的相关项不容易分辨，他的感知受到整个场的左右，难以分辨出嵌含在场中的具体部分。场依赖者通常以整体或全局的眼光去看问题，将整个场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对整个场都能看得较为清楚，其行为具有社会倾向性，表现出善于交际的能力和喜爱集体学习环境，比较依赖于学习材料的预先组织，需要明确的指导和讲授。

场独立或场依赖是人类认知风格中一种较为稳定的心理特征。场独立决定着人的分析能力，对语言理解和注意力没有多大影响，是测定智力的三个主要标准之一 。有关研究资料表明，从生理上讲，儿童随着不断长大成熟，其场独立特征也不断增强；此外，男性要比女性显示出更多的场独立特征。从情感角度讲，具有场独立者独立精神和竞争意识较强，而且充满自信；场依赖者则比较善于交际，将自我融入社会群体之中，更加关心和体察他人的感情和想法。

2．场独立型/场依赖型与听力的关系

一些语言学家认为场独立的学生更善于外语学习（Witkin，1971）。这是因为场独立型认知风格的学习者往往惯于在英语编码中灵活有效地采取合理有效的认知策略，他们强于辨析和理解细节信息与整体主旨间的关系，并具备较强的认知推理和分析能力，更善于应对与处理错综复杂的学习任务。但另一方面，在自然环境和面对面的交际中，场依赖型的学生能够综观问题或事物的全局和全貌及其普遍性，从而可以避免看问题时产生片面性和偶然性。由于具有较强的移情倾向和善于交际的特点，因而这类学生在外语教学中表现为口语表达、交际和归纳能力强，同时擅长听力理解和阅读理解（Tucker，1976），因此有些语言学家认为场依赖型认知风格更有利于学好外语（Witkin，1971）。




另外，成人与儿童外语学习者在认知风格上的差异也较大，儿童的认知风格大多为场依赖型，成人因为在学习语言时更多地运用“监察和学习策略”因而多为场独立型（Krashen，1977）。

我们认为场独立与场依赖型认知风格各有利弊，场独立的不利方面是过分场独立倾向会导致认知上出现“坐井观天”（tunnel vision）现象，从而只见部分，不见整体，看不清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联系，即我们常说的“只见树，不见林”。场依赖的不利方面是忽视细节，不够准确。场独立型学习者善于用分析的方式看待和解决问题，逻辑思维倾向突出；而场依赖型学习者则善于以整体方式看待问题，抓问题的普遍性，显然，二者在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采用上存在较大差异。

在听力理解过程中，不同认知方式的学生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认知差异。

（1）对文章结构的把握。

场独立的学习者能注意到文章高位信息之间的联系，进而把握文章的结构，他们能运用“自下而上”的认知方式，按顺序把单词、词组等接收到的信息输入脑中，再同脑中已经存在的信息进行整合，从而完成听力活动过程；而场依赖型学生采用“自上而下”的认知方式，把握低层信息，根据脑中已有的句法和语义知识，运用社会和文化背景知识预测，并在听力过程中得以修订和认证。

（2）对听力内容的把握。

场独立型学生在听力过程中，通常根据自己所制定的内部标准进行判断、分析，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干扰；而场依赖型学生在做出判断时则更加依赖于听前的信息提供，倾向以外部的参照物作为判断的基础和出发点，易受周围环境的干扰和制约。




（3）对听力方式的把握。

听力过程属“流水式”过程，听完便不再进行回放。场独立型学习者在听时善于把握文章的主旨，把握文章结构、条理，但却容易忽视文章的细节；而场依赖型学生习惯于从接收到的词、句入手，进行逐一辨认，对文章细节把握较好，但思维不连贯，不能从整体上把握文章，在做题之前会产生依赖于教师的倾向，期望教师提供相关背景资料，对听力的内容进行解析。

二、审慎型与冲动型（Reflectivity＆Impulsivity）

1．审慎型与冲动型的特点

审慎与冲动是人类的两种性格倾向，在认知的范畴内是一对学习风格。冲动型认知风格凭直觉获取信息，对待问题采取快速和冲动的方式加以解决，大胆地猜测答案，往往容易根据显著的特征和现象迅速做出判断或结论；而审慎型认知风格的特点是获取信息具有系统性，处理问题和做出决定时显得谨慎和缓慢，要权衡利弊，考虑到问题的各个方面和可能造成的所有不利因素，经过反复思考后最终得出解决办法，在寻求答案时注重准确性。

2．审慎型与冲动型与听力的关系

审慎型和冲动型认知风格的学生在听力理解能力上存在不同。一些心理语言研究探讨了审慎与冲动型认知风格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成人外语学习中的听力理解能力问题。结果发现审慎型的学生逻辑推理能力较强，对问题喜欢钻研，通常在需要推理能力的学习场合下占有明显的优势，在听力理解中比冲动型所犯的错误要少，理解的准确性较高，但听力理解速度较慢（Doron，1973）；而冲动型学生通常听力理解速度较快，但错误率较高，准确性较低。冲动型的学生通常要比审慎型学生发言踊跃，回答问题积极，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因此也就更容易犯错误。教师也应该给予审慎型学生更多的耐心和思考时间。

但也有人（Goodman，1970）认为冲动型学生也有独特的优势，其冲动型的快速理解风格也不一定就会阻碍听力理解的准确性，他们最终同样能够掌握听力理解这项“心理语言猜测技能”。  




审慎型和冲动型认知风格的学生在听力学习成绩和测验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冲动型在整个听力学习过程的各个阶段呈现出快速小幅度跳跃上升的特点，在各阶段的稳定周期较短，因而常常出现起伏，进步较快，但不明显；审慎型学生则在每个具体阶段稳定的周期相对较长，但阶段之间跳跃的幅度较大，因而进步较慢，但比较明显。

两种认知风格各有优势，审慎型认知风格能促进语言的准确性，而冲动型则有利于流利性。正确性与流利性问题是长期困扰外语教学界的一对矛盾，过分强调正确性势必造成外语教学中有错必纠的现象，不利于交际能力的培养；过分强调流利性，对错误视而不见，又不利于正确语言结构和习惯的建立，似乎二者并重最理想。

三、左右脑分工（Left ＆ Right Brain Functioning）

1．左右脑分工的特点

左右脑半球分工与优势的问题一直是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研究和关注的焦点，随着儿童大脑的发育成熟，大脑半球的功能产生分工，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左半脑负责数理逻辑、分析思维和线性信息处理，右半脑负责视觉、触觉和听觉，具有加工整体、综合情感信息的能力。人脑左右半球各有不同的优势，在外语学习中，如果将左脑占有优势的学生同右脑占优势的学生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下列不同的特征，正确理解大脑功能与外语教学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2．左右脑分工与听力的关系

应该将左右半脑优势看成是一种认知风格，左右半脑分工与外语听力学习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的外语学习个体和出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其左右脑的功能是不相同的。左半脑占优势的学生在学外语时对演绎式的教学方法容易接受和适应，学习有计划性，抽象思维、准确性、分类和组织能力强，对具体语言现象掌握好，善于学习单词；右半脑占优势的学生对归纳式的课堂教学方法容易接受（Krashen，Selinger，and Hartnett 1974），概括能力强，善于运用形象思维，爱用比喻和充满感情色彩的艺术语言。左右脑分工与场独立和场依赖认知风格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两对风格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研究得出的结论相互适用。




研究发现初学者在自然环境中学习外语时，主要用大脑左半球处理和接受信息，进入高级阶段后，多用右半球。这种倾向向我们揭示，外语学习者在语言学习的初级阶段是以整体的方式吸收语言，随着水平的不断提高，感性的学习方式逐渐被逻辑推理和分析等理性吸收语言的方式所取代。在听力教学中，低年级教学一定要贯彻循序渐进的原则，要精讲多练，认真分析，做到讲细讲透，帮助学生打好基础。到了高年级阶段，学生已具有一定的语感和语言积累，自己可以独立航行在语言的海洋中，学习和感受新的语言现象（文秋芳，1996），应开设多种形式的听力训练，让学生充分感受语言，最终达到吸收语言的目的。

四、含混容忍度（Tolerance of Ambiguity）

1．含混容忍度的特点

含混容忍度是一种认知风格，指认知上容忍与自己认识系统和知识体系相反的观点和建议的程度。有些人能够容忍和接受同自己观点相矛盾的思想、事件和事实，并对此持相对“开明”的态度；有些人则心胸狭窄，固执己见，期望所有观点都符合自己的认知结构，对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观点一律采取反对的态度。含混容忍程度高有利也有弊。能够容忍含混现象的人具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思想和情感都不会受到含混现象的困扰。外语学习中会碰到大量含混信息，例如：外语单词与母语不同，语言规则不同，而且同一种语言的规则本身还有大量的例外，跨文化差异等，要学好外语，就必须能容忍含混现象。另一方面，对含混过度容忍会对一切事物变得麻木不仁，认知结构不能对有用信息进行有效组织和吸收，而是断章取义，不加理解地死记硬背。含混容忍度是影响外语教学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外语学习本身充满了各种含混现象，适度容忍含混现象有利于外语学习，容忍度相对较高的学生外语学习成绩较好（Naiman，1978）。




2．含混容忍度与听力的关系

含混容忍度的高低决定了听力学习的策略。在听力学习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各种各样的含混现象，应该以何种态度去对待？是刨根问底，弄个水落石出，还是坦然面对，适度容忍？这就要把握一个“度”。对学习中遇到的某个问题认真钻研，争取弄懂，有助于理解和思考，但过分地纠缠不休，钻牛角尖，会陷入教条和偏执，变得头脑僵化，心胸狭窄，结果是束缚自己的手脚，难以接受新事物。另一方面，坦然地对待和适度容忍外语听力学习中遇到的各种含混现象，大胆前进，尝试新思想，有些过去不理解的问题会在后来的研究和学习中迎刃而解。但过度容忍含混现象，对任何问题都不认真思考和研究，含糊其辞，会导致不求甚解。

在外语听力学习中，教师和学生都要纠正一个错误观念：认为容忍含混现象就是学习不踏实的表现。实际的情况是，中国学生对含混现象的容忍度常常都不够高，特别是初学者，一碰到生词就查字典，阅读和听力中碰到一个不懂的词组或句子就停下来反复思考或查阅，直到弄懂为止，这样做的结果是影响了速度和对其他内容的理解和吸收。实际上，语言学习的最好策略之一就是“猜测”，而“猜测”实际上是要求学者具有一定的含混容忍度。






















第二章 英语听力理解过程






第一节 听力的本质


一、听力理解的实质

听力的定义多种多样，简单地说，听力就是将有声语言在大脑中转变为意义并接受信息的过程。表面上看，这一过程的确很简单，因此至今仍有相当一些人认为听力是一个简单、被动接受信息的过程。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这十分复杂，许多问题语言学界尚无定论。听的过程的开端是由讲话人将信息用有声语言传出，在传递过程中作为传递媒介的声音受到来自多方的干扰；在过程的末端，听者运用他所掌握的各种语言知识和技能积极地识别有声语言、理解意义并接受信息。自始至终，听者必须专心致志，一丝不苟。从表面上看，听者鼓着耳机一动也不动地听。因此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听力是一种被动而又省力的活动，其实完全不然。听悟理解是一项高度复杂的智力活动，整个过程主要在大脑中进行。当人们看到听者“无所事事”的时候，岂不知他的大脑正在飞快、繁忙地工作着：辨别声音—组合意义—接受信息—储存记忆—预测下文。整个活动的难度在某些方面甚至高于说、读和写。在写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有较充裕的时间考虑，并可以避开不热悉的生词。

1．听力理解是语言加工的过程

听力理解是人脑有意识、积极主动地对所听到的语言进行加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听话者根据一定情景中的信息所提供的线索和已掌握的社会、文化与语言知识，采取多种策略达到理解的目的。应该说，学界对于听力理解实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时至今日，听力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才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在早期的外语教学中，人们对听力的认识仅停留在它与语音、口语和写作的关系上，听力仍被视为被动的“接受性技能”。这一时期的外语教学研究，未能从人脑的认知过程和语言的交际功能中揭示听力理解的实质，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提高语言学习者的听力水平。70年代后，随着信息加工理论的逐渐盛行，有关听力理解的研究开始由“外”转“内”。人们试图通过交际双方外部的言语互动，来弄清楚信息是如何被人脑处理的，从而在信息传递和接受的各个环节中去探究影响听力理解的重要因素。




2．听力理解是一个复杂的信息加工过程

迄今为止，尽管有大量的研究，但是对听力理解的实质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以往听力理解过程被人们视为被动接受听觉信息的过程；因此许多人往往将其误认为是一种被动的学习过程。但近几年研究成果显示，听力理解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心理认知过程。这一认识基于心理语言学、语义学、信息论、语用学、语段分析和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根据认知心理学，语言理解就是借助语言材料构建意义的过程，那么听力理解就是借助语音材料构建意义的过程。它是由外界的语音输入信息与人们已有的内部认知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从信息论角度而言，章兼中（1997）教授认为，听力理解的信息交流过程是通过说者积极主动地编码和听者积极主动译码而传递信息的一种交际过程。说话者预测在大脑中有信息需要传递，然后通过大脑中枢神经系统利用语言进行编码组织信息，传递客观世界的知识和信息。这种信息主要是通过话语形式的媒介作用来传递，听者主要通过耳听话语进行译码，理解客观世界的知识和信息，并通过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吸收信息并做出反应。大量研究表明，听力理解的心理过程是可分的。林挺（1993）认为听力理解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语言阶段（the linguistic stage）、理解阶段（the cognitive stage）、总体认知阶段（the metacongitive stage）；舒运祥（1999）将听力理解划分为语音识别、句子理解、语段理解三个方面。Rivers（1968）将辨认（identification）和选择（selection）看作听力理解的两个层面，进而他又将听力理解发展为以下四个阶段：辨认；辨认和无须记忆的选择；辨认和依靠短时记忆的选择；辨认和依靠长时记忆的选择。Richards（1983）认为听力理解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找出句子的命题（proposition）；确定说话者的说话意图和激活有关的知识。不论以上学者对听力理解过程持怎样的看法，他们都是站在自己研究的角度提出的观点，都有其可行性。




3．听力理解是一种交际活动

此活动中交际双方对两种知识——语言知识和非语言知识分别运用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处理信息方式，并不断比较、校正两者的处理结果。当两种处理方式的结果相互吻合时，即输入的语言信息与原有世界知识相符合，交际听力理解便成功实现了。语言知识包括音系、词汇、句法、篇章、功能和社会语言知识。听者利用他们从语篇的语言特点中获取语篇的意义，信息处理从最小的意义单位开始，逐步向上扩展到更大的意义单位，并将最终所获取的信息存储入自己的知识系统。非语言知识包括关于交际情景、交际时间的情景知识，话题的主题知识以及关于当前语篇的情景语境和语言语境的语境知识。听者利用它们预期语篇内容、目的和结构，推断隐含意义、预测下文，并推测通过语言处理未能成功获取的部分信息，从而引导对语篇的语言处理。同时，听者把所理解的语境表征与自己过去经历过的类似场合、话题范围相联系，激活有关这类情景的知识，则有助于听者预测语篇的内容、结构、功能，进而自上而下地知道语篇理解过程中各个层次的信息处理。作为社交活动的重要方式，听者听取话语总是带有一定的目的性。根据信息的相关性、重要性，甚至是接到的指令，听者有目的地选择语篇中的特定信息。另外，听力理解对信息处理的自动化要求更高，听者比读者更依赖于自上而下的基于非语言知识的信息处理。

二、听力微技能特点

H.D.Brown（1994）从 Richards等人的论著中归纳出了 17 种听力理解微技能。主要包括预测和取舍能力、听音辨音（如语言同化、浊化现象）的识别能力、选择最重要的信息点的能力、捕捉关键词的能力、判断大意的分析和归纳能力、内在含意的推测能力和连贯记忆的能力，等等。由于听力材料是以声音形式存在的，具有转瞬即逝的特点，相对于阅读材料，各种微技能的实践对教学双方可能更困难一些。就听力交际而言，理解有声语言的交际过程是一种猜测、预期、推断、想象等技能相互作用的过程。换言之，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就是由这些微技能组成的。因此，在教学中应特别侧重学习如下微技能训练。




1．猜词的技能

听音时，学生应把注意力集中在整体内容上，而不是某个生词的词义，根据上下文，运用语法知识、构词知识、逻辑推理或经验常识推测词义，从而达到理解所听材料的目的。

2．捕捉关键词的技能

听音时，要抓住关键词，捕捉重要信息。根据不同文体抓关键信息，无论听对话还是听讲座，抓关键词是第一步。错过了关键词就意味着迷失了听的方向，就抓不到听力材料的核心信息了。抓住了关键词，接下来就是围绕关键词，抓能够说明与解释关键词的具体信息。可见，关键词对于听力理解是十分重要的。听者的注意力准确地定位在关键信息上，这样不至于注意每一个细节，使思绪游离于关键信息之外，甚至是整个听力材料之外，最终只获得局部的清晰而丢掉了整体的意义把握。

3．预期下文内容的技能

听力预期就是根据有限的书面材料来预测将要听到的内容，根据已听到的内容来预测尚未听到的内容。听力理解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做出预测并验正预测的过程。

（1）从备选项推测问题，拿到书面材料。

（2）根据主题句进行预测。听音中抓住主题句便可知道全文的内容，通常把听力材料的开头和结尾的主题句综合起来，就可以得到整篇文章的梗概。

（3）根据信息词进行预测。信息词是人们在交流中用来构架语句间、语段和语篇的脉络，以帮助他人理解或抓住说话者思路的逻辑关系衔接词。这些词可用来表达列举、增补、转折、对比、序列、解释、因果、归纳、结论和各种语义的衔接关系。




第二节 听力理解的心理认知过程

Lynch（2011）认为，听力理解过程非常复杂，它会受到源于听者本身的内部因素的干扰，也会受到说者、文本、语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且，“听力”是一个很难触及的领域，不易观察和考量，听者看似正确的反应也并不足以保证真正的理解。Abbot等（1981）则认为，外语的听力理解过程与母语的听力理解过程有相似之处。他们认为，听力理解包括感知、解码、预测与选择等过程。总之，听力理解是通过听觉器官和大脑的认知活动，并运用语音、词汇、语法和各种非语言知识，把感知到的声音转化为信息的过程。

一、Kenneth的五成分

Kenneth（1976）认为听力理解由五个成分构成，并且在顺序上，后一个成分总是依赖于前一个成分，即辨音（discrimination）、信息感知（perception of message）、听觉记忆（auditory memory）、信息解码（decoding message）、运用所学语言使用或储存信息（use or store message）。

辨音包括辨别各种语音、语调和音质等，这也是听力理解的第一步。信息感知指的是学生在具备了辨音能力之后有意识地感知语流中的语音组合，从而获取句子意义的阶段。听觉记忆指的是将所感知到的听觉信息能够在被理解之前在大脑中保存一定的时间。信息解码指的是理解或获取信息的过程。在经过以上四个阶段之后，学生就可以运用所学语言将信息表达出来或储存在长期记忆中。

二、记忆信息三级加工模型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认知心理学派和应用语言学家的研究使人们对听力理解过程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Atkinson & Shiffrin（王甦、汪安圣，1992）的记忆信息三级加工模型，其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这一加工模型因为包含了从感觉记忆到长时记忆的完整过程，也被看作一般人的信息加工流程图。随后，Gagneetal（1993）完善了Atkinson & Shiffrin的模型，并将它运用于指导学校教学（苏远连，2003）。




心理学家们按先后顺序将记忆分为感官记忆（sensory memory）、短期记忆（short-term memory）和长期记忆（long-term memory）三个阶段。感官记忆是指个人通过视、听、味、嗅等感官得到的，为时不到一秒钟的记忆。短期记忆又称为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是指对经过短期记忆处理过的信息进行存储和继续处理的记忆阶段，一般也只能维持二十秒左右。经过短期记忆处理的信息可能出现两种结果，或者停止处理，被大脑丢弃或遗忘，或者进入长期记忆。长期记忆又叫作永久记忆（permanent memory），与前两种记忆不同的是它在时间和容量上都是无限的。它包括一个人记住以前经历的全部。这三个记忆阶段相互作用的结果便是学习者对所听信息的理解。在听力理解的过程中，记忆的三个阶段既相对独立又紧密相连，既分工又合作，共同完成理解的任务。

三、心理语言学图式三模式

图式理论认为，人们在理解、吸收输入信息的时候，需要将输入信息与已知信息联系起来。对输入信息的解码、编码都依赖人脑中已存在的信息图式，输入信息必须与这些图式相匹配，才能完成信息处理的系列过程。图式理论强调“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信息处理方式。前者是指由输入信息激活人脑中最底层的具体图式，然后逐步聚合并结束于高层次的图式，即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其间，听者较注重语言信息，即单词、句子等具体图式的听辨和运用。后者则突出由高层次的图式（即长期记忆中存留的背景知识）来预测、筛选、吸收或同化输入信息，即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其间，听者较注重运用大脑中已有的抽象概念或背景知识来分析处理新输入的信息。因此，学习者要想获得较好的听力，往往必须同时运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这两种方法。




Chaudron和Richards（1986）就认为，在听力理解的过程中，听者运用两种方式对输入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即“由上而下”的加工和“由下而上”交互模型的加工。“由上而下”指听者运用其背景知识对语言进行理解，“由下而上”指听者运用语言知识对所听到的语言信号由低层向高层进行处理，最后达到听懂材料意思的目的。

心理语言学区分三种听力（和阅读）理解模式，即“自下而上”（bottom-up）模式、“自上而下”（top-down）模式和互动（interactive）模式。

1．自下而上理论

自下而上的理论强调学生把听到的信息作为理解内容的依据。理解的过程从接受信息开始经过声音—单词—分句—全句的过程，直到理解全部的内容。根据这一观点，听力理解被看成一种解码（decoding）的过程。其步骤如下。

（1）输入声音辨别熟悉的词语单元。

（2）将语流分割成有意义的单元。

（3）利用语音线索确定一句话的信息中心。

（4）利用语法知识将输入的信息组合成语义单元。

我们知道，在听力理解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类信息，一类是直接从字母或单词的听觉完形中得到的听觉信息，另一类是由听者对单词或词组在头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提供的高级信息。前者称之为听觉信息，后者称为非听觉信息，它包括人们关于语言的知识，关于研究对象的知识及怎样运用听力技巧的知识等。很显然，自下而上的理论虽然容纳了听觉信息和非听觉信息的作用，但它本质上是由一系列自下而上的加工依次进行的转换作用构成的，任何低一级的输入信息，都转换到高一级的水平，并在此得到加工，而任何低水平的信息加工都不受高水平加工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两种信息的相互作用，这一模式虽然可以解释听力理解过程中的某些现象，但只用它来解释听力理解过程中的许多现象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自下而上模式指利用语音、词语和句子本身的知识以及对语言因素的分析来进行听力理解，即从语音、单词、句子到整个语篇的意义；前者是听者运用词汇、句法和语法等语言知识来进行听力理解，即从单词、句子到整个语篇的意义，它强调语言知识在听力理解中的作用，是正确理解的基础。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大脑中的句子都是一点一点堆积起来的，从声音到词语，从词语到词组，从词组再到一个完整的句子。这一模式忽视了听话者的背景知识在听力理解中的作用。




2．自上而下理论

针对上文情况，心理语言学家们提出了自上而下的模式。该理论认为人们在听力理解过程中通常是利用语言和有关经验知识对所听内容进行加工。所以听力理解过程也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即听者在预期的基础上，对那些从知觉中选择出来的、最少的语言现象进行加工，形成暂时的预期和判定。这种暂时的预期和判定在继续进行的听的过程中得到证实、拒绝和进一步提炼。由此可见，听力理解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猜测游戏”（psychological guessing game），它包括了思想和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效的听力理解并非精确地分辨和认知所有的文字成分，而是选择最少的线索以产生有效的猜测的一种技能。自上而下的理论强调利用背景知识来理解要听的内容，背景知识的种类繁多，可能是对所听内容主题的了解，上下文背景知识，也可能是“图式”（schema）形式储存在大脑中的长期记忆。

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特定场景的知识组成的。一旦出现这一场景，人脑中就会出现与其相关的种种内容，如一提到商场，我们就会反应出熙熙攘攘的人流，琳琅满目的商品，热情周到的服务员等内容。这些背景知识应用于听力理解的过程便是自上而下的过程。听的过程中具体听到的内容则被用来证实预先的猜测，并找到特殊的细节。自上而下的过程通常包括：

（1）设定一个特殊的场景，比如逛商场、打电话、吃饭等。

（2）设定特殊场景下的人物、地点、谈论对象等。

（3）推测因果关系。

（4）预期结果。

（5）推断语篇的主题。




（6）推断事件之间的前后联系。

（7）推测具体细节。

（8）从听到的具体内容中证实前面的推测，得到证实的予以肯定，得不到证实的予以否定并开始新一轮的预测。

自上而下模式指的是利用“已有知识和整体预期”（Morley，1997）及其他背景知识对接收到的信息（词语、句子等）进行分析处理。这一模式强调听话者的已有知识、预设、经验和认知图式在听力理解中的作用。

自上而下的模式认为听者根据输入的声音信号，积极地重组说话者的话语以理解其中的含义。在这一模式下，听者借助对听力所发生的类似的场景及环境的先前认识，帮助他们去理解所听到的内容。这种类似场景及环境既包括了对该话题现有的知识，说话者同这个场景的关系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有先前发生的相关事情。其实每一份听力材料在我们脑海里都是一幅新的“画面”，当我们接触到这幅新“画面”时，会在脑海当中搜寻一些尽可能和其匹配的类似“画面”以帮助我们理解新的内容。这些类似的画面就是在大脑中存储的被激活的图示（schema），图式的激活同语篇理解有着重要的联系。图式被激活得越多，听者的大脑在听的过程中会变得越活跃；听者对输入话题的相关知识掌握得越多，越能理解说话者的意图。这种自上而下处理模式的构筑，有助于听者从一个更高的视角把握听力材料的框架。

“自上而下”方式与“自下而上”方式相结合。听力理解过程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参与语言交际的过程。首先，学生在听的过程中就听到的音、词、句，而采取由低级到高级的逐步扩展方式对语言进行解码活动，从材料中获取文字信息。然后运用头脑中已被激活的图式知识和经验在听的过程中积极地对材料进行预测和语义处理，并在处理过程中对自己的预测进行否定、证实或完善，直到最终完成对所听材料的理解。许多学者就图式对听力理解的影响做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受试学生在听一篇短文的过程中，始终运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信息处理模式。一般来说，在听的开始阶段，多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来接收和处理信息。随着听力语篇的展开，学生开始将语篇中的信息与头脑中的相关图式进行连接，继而对新输入的信息进行编码、解码和认知推理，从而提取出有关的信息——“自上而下”的听辨模式。可见，这两种信息处理方式是相依相存、互为补充的。综上所述，自上而下模式和自下而上模式共同影响着听力理解。听力绝不是一个逐字逐句翻译的过程，而是把从细节着手和“开放”的预测、重组相结合，在适当时机下激活自上而下模式，同时配合自下而上填补细节上的信息，保证听力的理解。如果强调其中一种模式而忽视另一种，这是极端的做法。这两种模式的共同作用及每种模式在听力学习者的不同阶段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于二语听力来说是十分重要和值得关注的。




3．互动理论

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理论中，加工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独立的，听觉信息和非听觉信息不存在相互作用的问题，信息的传递是单方面的。这样就引出了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仅靠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理论是无法解决的。由此相互作用的理论便应运而生。相互作用的理论认为听力理解过程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加工相互作用的过程。它是听觉信息（即声音）和非听觉信息（图式知识）的汇总。在听力理解过程中，大脑一方面对听觉得到的信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进行加工，依次经过语音、单词、词组、句子、篇章，最后达到理解。另一方面，信息加工也由高级阶段到低级阶段进行加工。即听者根据已有的图式知识，对听觉得到的信息立即进行假设，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经过一系列的分析，对假设进行肯定或否定。这样，每一阶段的知识分析不仅来自更高一级的分析，也有赖于低一级的知识分析。当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信息加工相吻合时，便产生了正确的理解。否则，假设便会被否定并产生新的假设，直至两种信息加工相吻合。

Maley（1989）等在对中等程度的英语学习者的研究中发现，听力好的学习者似乎更注意较大的板块，只有在理解中断时才将注意力转移到个别词上来。互动模式把听力理解看作是大脑长期记忆中的背景知识，与听力材料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这一模式的优点在于它把听力理解看作是一个信息处理的过程。也就是说，外语学习者在听力理解的过程中不但要运用语音、词汇和句法知识，而且还要能动地借助大脑中相关的背景知识，对短时记忆中的听力材料进行信息处理和加工，从而在背景知识和听力材料的互动过程中理解意义。相互作用的理论实质上假定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信息的综合加工，它能用来说明前两种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大量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前，听力理解过程被看作是一个被动接受信息的过程。信息理论的发展使人们对听力理解过程的本质有了新的了解。受西方学界言语理解理论的影响，国内学者（黄建玲，2004；刘莉丽等，2007）对听力理解过程的解释主要是从认知心理学、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角度进行论述，涉及信息加工模式理论、记忆理论和图式理论。听力理解过程的认知模式依据以下两者的结合：心理学对记忆信息加工流程图（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以及Anderson（1985）的听力理解过程三阶段模式（感知——声音被转变成词语表征、分析——词语表征被转变成意义表征和运用——理解者将信息的意义加以运用）。听力理解不是一个单纯的被动接收信息的过程，而是听者积极地对声学信号进行分辨、筛选、组合、记忆、释义、储存、预测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这两种基本的信息处理模式交互作用，前者利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语言知识进行听力理解；后者是利用已有的背景知识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强调听者的已有知识、预设、经验和认知（即图式）在听力理解中的作用。记忆力在听力理解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从信息加工的观点看，记忆是人脑对外界输入的信息进行编码、储存和提取的过程，它分为瞬时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它们交互作用，相互影响，三者的和谐性与连续性直接影响听力理解的质量。短时记忆的容量有限，主要对句子的表层形式进行储存。由表层结构建立起意义后，则让位给长时记忆。因此如何把短时记忆中的信息成功地转移到长时记忆中是语言技能训练的关键。

四、Anderson的三阶段

语言理解是根据声音（文字）建立话语的意义，即了解说话者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和意图。心理语言学家认为听力理解是根据声音来建立意义，理解的过程就是意义建立的过程。听力理解不仅要求听者具有一定的辨音能力，而且要求具有从连续听力材料中捕捉信息的能力，包括分析归纳能力、综合判断能力以及预测期待能力，这是几个不同能力交互作用的心理过程；这也是一个语言与思维相互作用的过程，并且是一个综合各种技能以及糅合各种内化了的知识于一体的复杂过程。




Anderson（1985）对听力理解过程的划分更为简练，力图将“图式理论”中的两种信息处理方式加以整合，系统性更强。Anderson将听力理解过程分为三个相互依存的阶段：感知阶段、分析阶段和运用阶段。

1．感知阶段

在感知阶段，听话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听力材料本身——声音信息上，并将所听到的语音信息暂时储存在短时记忆（回声记忆）中。回声记忆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其储存量很小。接收到了声音符号，听者就将其储存到感觉记忆。信息在此停留时间是很短的，几乎不超过4秒，而且新的信息几乎立刻就取代了旧信息。所以，当声音信息尚在回声记忆中，最初的语码分析已经开始，即对听到的语音信息进行检索分析。对于语音的感知不仅是那些单个的音素与单词，也是对一系列语流中语音信息的感知。人脑在这一阶段，选择性注意的是那些与当前任务有关的或重要的信息，比如声音提示（停顿、重音、语调）、关键词等。这些语言提示可以帮助人们划分和解释意义。

2．切分阶段

听话者运用词法、句法等规则，将短时记忆中的语音信息切分成单词、句子、段落乃至语篇等多个层次进行分析和解读，将语音信号建构成对应的意思，以确定其意义。听者可通过重新组句的方式而将其简化，并保持意思不变。这样原先的语音信息便转化成意思，并储存在大脑的短时记忆中。

在解析阶段，词语和信息被用来建构文本意义。听力理解的基本单位是命题。相对简单的命题通过解析可以被筛选出来，而原始的单词序列会因此形成一个以意义为基础的表象，并被保存在短时记忆中。当注意到某事物的存在时，它就可以说是保存在短时记忆里了。短时记忆是加工信息的工作间，保存在这个工作间的信息时间也不长，约10～20秒，而且短时记忆的容量有限，在7±2个单位之间，这个单位叫组块。人的不同的认知经验，影响到同一材料的组块也可能是不同的。例如，“中介语研究”5个字对不懂中介语的人来说是五个组块，对了解中介语的人来说是两个组块（中介语、研究），对研究二语习得的专家来说，则只是一个组块。由此看来，组块能减少短时记忆中的刺激单位，而增加每个单位所包含的信息量，这样就可以在短时记忆的容量范围内增加信息，有利于完成当前的听力任务。




3．运用阶段

在运用阶段，听话者借助于那些按一定结构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已有知识（语言知识和背景知识），将新信息与已知信息联系起来，而已知信息是以命题或图式方式而非原话的形式储存在长期记忆中，使它们与储存在短时记忆中的新信息相结合，从而对听力材料做出正确的理解。

听力理解的这三个阶段相互联系，有重叠性和循环性。在听力理解过程中，有时，它们从一个阶段转换到另一个阶段，又回到先前的阶段，进行再循环，呈现出一定的次序性；有时，又相互重合，同时进行。从记忆深度着眼于听力理解，不难看出，听力理解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编码和解码，单向输入和接受的信息传递过程，理解也不仅是对语言表层信息的识别。对新信息的编、解码依赖于人脑中已有的信息图式或背景知识，并与听力目的相关，只有当输入信息与背景知识相匹配时，才能完成信息的接收、解码、重组到储存这一系列信息加工过程。也就是说，信息传递本身并不能保证有效知识建构，听力理解不是语言表层信息的刻录，而是新信息与听者原有的知识经验或背景知识双向相互作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贯穿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信息处理方式。

“图式理论”和“听力三阶段论”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分别就听力理解的心理过程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O’
 Malley、Chamot和Küpper（1989）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所做的“有声思维”研究证实，学生在听力理解过程中运用大脑的活动过程与Anderson描述的理解过程相一致。他们还发现，学习者在这三个不同阶段对策略的选择具有倾向性。也就是说，学习者在听力理解的不同阶段运用了相应的策略，且各不相同。通过注意（此时学习者可以运用“集中注意”“选择性注意”等策略），听者可以从大量的信息中选择跟当前任务有关的或者是重要的信息，并将其输送到短时记忆。这时如果能运用“做笔记”“建立视觉形象”等策略，可以延长信息停留的时间和增加记忆的容量。同时，听者对于语音信息的分析和解读，也离不开“推测”和“自我监控”等策略的使用。最后，听者将听到的信息与长时记忆里的信息联系起来以理解和预测新信息。这种联系的建立也需要通过运用策略（如“联想”策略等）来取得。




总而言之，听力理解过程是一个积极建构意义的过程，策略的运用对信息的筛选、处理、记忆、储存和提取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听的过程不是单纯的语言信息的解码过程，而是一种解码过程与意义构建过程的结合。

不同的研究者对听力理解的过程有不同的看法，但概括起来，听力理解的过程有三个主要特点：

（1）听力理解是一个积极的过程。在听力理解过程中，听话者并不是消极地或被动地运用听觉来接收信息，而是通过调动大脑中的已有知识进行能动的认知推理，来理解说话者所传达的信息和意图。因此，听力理解是听话者积极主动地参与语言交际的过程。

（2）听力理解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意义并不是现成地存在于语言材料之中的，不同的听话者对于同一个单词或句子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说话者为了语言表达的经济性，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任何细节都表达出来。因此，在听力理解过程中，听话者需要根据语言材料所提供的线索以及自己的社会经历和背景知识创造性地建构意义。

（3）听力理解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作为语言交际的一个重要方面，听力理解涉及说话者和听话者双方。从某种意义上讲，听力理解是交际双方在相互作用中磋商意义的过程。特别是在面对面的语言交际中，说话者可以通过听话者的面部表情和姿态来判断听话者是否理解自己的意义，并以此来调整自己的语言。同样，听话者可以用语言的或非语言的手段来表明自己是否理解了说话者的意义或者直接与说话者进行意义的磋商。






















第三章 英语听力理论研究发展









听力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一种认知活动，是人类汲取知识的主要手段和认识周围世界的途径之一，是掌握外语的重要途径。由于历史的原因，英语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了一种国际用语，成为在国际交往中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重要的工具。二战后的国际交往中，80%以上用的是英语，而目前世界上把英语作为外语学习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把英语作为本族语的人数。在英语作为外语的学习中，无论是从学习过程还是从学习目的来说，英语听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听力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许多语言学家的重视。

第一节 20世纪50年代的听说法

对听力教学的研究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人们对听力的理解仅仅局限在其与语音、口语和写作的关系上。在20世纪50年代，较为流行的是听说法，它建立在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大家认为听说法更深刻地揭示了听力与语音之间的关系。它给听者提供了更多的练习机会去提高听力水平。例如，音素和简单句的辨认。同时，它也强调了多做听力练习对口语训练的重要性。它的缺点在于没有从认知的过程与交际的功能上去揭示听力的本质，而是从语言结构的阐述去分析听力。

结构主义语言学与听说法。结构语言学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他认为语言学应该研究语言的系统，而语言系统是由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构成的，研究系统就是研究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他的观点是：“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语言是一种“独立的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构的各个成分存在于话语的分布与对立中，并在其中获取意义。在他的影响下，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相继产生。




乔姆斯基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深化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把语言看成由语音、词汇或词组、句子等一系列单位组成。相应的语言知识也由这一层层的语言单位组成，语言技能也可分解为听、说、读、写、译。因此，学习语言就意味着掌握从音位到句子的语言基本单位以及它们的组合规则。以此作为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产生了一种对教学界影响深远的外语教学法——听说法。

根据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是言语，不是文字”“语言是结构模式的体系”的理论，听说法以语言形式为纲，认为外语教学应关注的是语言的形式和结构，把掌握语言结构作为外语学习的主要目的。听力是从元音和辅音的识别——单词、句子和篇章的把握——理解句子的意义——通过对句子意义的理解来把握整个篇章的意义。在当时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下，语言学习也被深深地打上了“刺激—反应”模式的烙印，语言能力的获得和发展被看作是对行为的反复操作的结果。 

这种理论最大的优点是为听者奠定了坚实的听觉基础。但听说法过分重视机械性训练，忽视语言规则的指导作用，过分重视语言的结构形式，忽视语言的内容和意义，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现象，听者能够听清楚说话者的每一句话，但在大脑中仅仅有语言形式的存在，却无法把它转换成有实际意义的内容，最终无法了解说话者的内容。

第二节 20世纪60年代的认知法

20世纪60年代，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国际的交往和竞争都需要高级外语人才，听说法已不能满足这种新的发展形式，认知法便在美国诞生了。其语言理论基础是50年代产生的心理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是研究语言活动中的心理过程的学科，它涉及人类个体如何掌握和运用语言系统，如何在实际交往中使语言系统发挥作用，以及为了掌握和运用这个系统应具有什么知识和能力。他主要探讨人类大脑理解、习得、使用语言的认知过程。心理语言学有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行为主义的研究方向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在50年代，心理语言学主要受行为主义心理学和描写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当时的心理语言学家用行为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心理现象。他们认为言语行为和人的其他行为一样，也是对刺激的反应，是联想的形成、实现和改变，是借强化而获得的。这样，心理语言学的理论基本上是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在言语活动中的具体表现。




以George A. Miller（1956）为代表的心理学家把生成转换语法运用到心理语言的研究中，认为人们掌握的不是语言的个别成分，如音素、词和句子，而是一套规则系统。因此，言语活动不是对刺激的反应，而是由规则产生和控制的行为，它具有创造性。他们还认为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不是人类各种语言的不同结构，而是存在于各种语言底层的普遍规则，研究这些普遍规则如何转化为某一种特殊的语言。

认知法是作为听说法对立面产生的。“认知”方式是心理学中的一个术语，它用来描绘不同的人在观察、组织、分析以及回忆信息、经验等方面的不同的习惯性倾向。认知法企图用“认知—符号”学习理论，代替听说法的“刺激—反应”学习理论。认知法反对语言是“结构模式”的理论，反对进行反复的机械操作练习。它主张语言是受规则支配的创造性活动，语言的习惯是掌握规则，而不是形成习惯。它强调理解在听力中的作用，认为通过语言知觉形成语言表象后，进行语言理解的第一件事就是理解词的意义。在找到这些信息之前，词对读者或听者来说实际上并无意义，对句、段、篇的理解也不起作用。一个词前后的词，它所在的句子、语段，这个词的上下文语境，都会影响人们对这个词的意义的提取，以及影响到听力和阅读的速度。

认知法把语言学习看作是智力活动。认知法提出任何语言里的句子都是无穷无尽的，人不可能学到每一个句子，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却能听懂从未学过或见过的句子，这就是智力或语法在起作用；认知法强调发挥智力的作用，要求掌握语言的运用规律，强调有意义的操练活动。认知法的优点是有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在理解语言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操练，而不仅仅把语言当作一种形式上的东西。但是认知法对语音语调要求不严格，而且只注意到对篇章的理解，没有意识到背景等因素对理解的影响。





第三节 20世纪70年代的交际法和信息加工论


一、20世纪70年代的交际法

70年代以来，随着功能主义语言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注重对语言的社会功能的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由Halliday等创立。功能主义语言学以人文主义思想为基础，主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语言，把语言看作一个社会符号系统。在语言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上，更强调与语言的实际运用相关的语言特殊性，语言的性质决定于语言在人类交际中所完成的功能。

根据功能主义语言学的观点，语言是一个由多种表达手段构成的为特定交际目的服务的功能系统。这个系统是动态的，它包括交际功能、思维功能、情意功能、文化功能等。其中，交际功能是语言的基本功能，是语言的本质属性所在。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把学习者培养成具有交际能力的语言使用者。

功能法（交际法）是全世界影响较大的外语教学法流派。功能法是以语言功能项目为纲，培养交际能力。功能法认为语言是人们交际的工具，人们用语言表达意念和情态。功能法主张听力不要像语法翻译那样，以语法为纲，也不要像听说法那样以结构为纲，而要以语言的表意功能为纲，听力不是只让听者去听清某一个音，听懂某一个单词或句子，而是应该培养准确理解说话者的意图和有效地进行语言交际的能力。

交际法的特点是将语言的结构与功能结合起来进行交际。句子的意义有时要受到语篇宏观结构的制约，对单个句子的理解并不能说明听话者已经理解了整个语篇，听话者需要根据上下一系列句子来理解整个语篇，并且要运用语音、词汇和句法知识，能动地借助大脑中相关的背景知识，对短时记忆中的听力材料进行信息处理和加工，从而在背景知识和听力材料的互动过程中理解意义。功能法最大的优点是让听者从整体上把握语篇，运用背景知识结合上下文理解说话者的意图，达到较好的交际目的，而不是把精力花费在单个语音、句子上。但这种方法以功能为主，打乱了语法本身的系统，使语言形态和结构难以和功能项目协调一致。




二、20世纪70年代的信息加工论

到了20世纪70年代，信息加工理论开始盛行。其理论核心认为交际是接受和传递信息的方法。“听”是信息传递与加工过程中对语言信号与意义的接收、保存与处理。然而，有三个方面被忽略了。首先是口语交际的重要性；其次，信息源的重要性；最后一点，是听者对信息的加工与理解。

心理语言学通常认为听力理解的信息加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模式。“自下而上”模式是利用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以及对语言音素的分析来进行听力理解，即从语音、单词、句子到整个语篇的意义，它强调语言知识在听力理解中的作用，是正确理解的基础。“自上而下”模式是利用已有的背景知识对接收到的信息（词语、句子等）进行分析处理。

这一模式强调听者的已有知识、预设、经验和认知在听解中的作用。现在大量实验证明，正确而高效的听解不是自始至终的单一的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的信息加工，而是两种模式相互作用的结果：即在理解字面意义的基础上，利用原有的世界知识或背景知识加工构建信息。也就是说，听力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听者利用已储存的世界知识进行推测或利用已有信息进行加工、提取信息。因此分析信息的储存加工、提取有利于听者从深层语义上认识听力理解，提高听力学习。

不少语言学家对语言理解中信息的储存加工产生了浓厚兴趣，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假设与理论，其中，被普遍采用的是30年代初由英国著名心理学家F.C.Barlett在其《记忆》中提出的“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所谓图式，是人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的网络，是我们感知世界的内在结构。人们在理解、吸收输入信息的时候，需要将输入的信息与已知信息及背景知识联系起来。对新输入信息的解码、编码都依赖于人脑中的信息图式，输入的信息必须与这些图式相匹配，才能完成信息处理的系统过程，即从信息的接受、解码、重组到储存。




图式有四大特征（Howard，1987）：

（1）图式有具体示例。当一个图式在现实世界找到具体样本时，它便被激活、图式化。

（2）图式可相互嵌入。即一个图式可以由几个图式组成，也可以是另一个图式的一部分。

（3）图式可以在所有抽象层面上表征知识。如可以有“正义”“科学”等抽象图式，也可以有“车轮”“车胎”等具体图式。

（4）图式对感知世界和语言理解有巨大影响。

第四节 20世纪80年代Krashen 可理解性输入

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应用语言学家S.D.Krashen提出了第二语言习得的“监控模式”（The Monitor Theory）。他认为语言的习得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语言的输入”和“可理解性”是语言习得的前提，例如婴儿在学会说话前都要经历一段大量听取语言素材的时期，即“沉默期”，若无这段时期，就不可能习得语言。之后，Krashen又提出了“可理解性输入”。关于语言输入的本质，他认为语言学习者会使用他们已经获得的信息去研究并吸收新知识。这就是所谓的可理解性输入。同时他声称，人们只有在完全理解语言的意义后才能去使用语言。可在那个时期，人们对在听力过程中的心理过程及影响它的因素等认识仍然较模糊。

二语习得理论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也最具争议的二语习得理论之一。该理论主要由五条关于第二语言的假设构成：①习得与学习的假设（acquisition and learning hypothesis）；②自然习得顺序假设（natural acquisition order hypothesis）；③监控假设（monitor hypothesis）；④输入假设（input hypothesis）；⑤情感过滤假设（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这些假设对重视语法结构学习的传统外语教学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其中习得/学习假设、监控假设和输入假设区分了语言习得（acquisition）和语言学习learning 两种语言发展形势，强调自然习得与语言的理解性输入；重语言意义，轻语言形式。而第五大假设，即情感过滤假设认为，学习者的情感因素介入了语言的习得过程，它们起着对语言输入进行过滤的作用。




这五大假说中“输入假设”是Krashen二语习得理论的核心部分，他对第二语言的习得有着创造性的见解。他认为：输入假说也许是当今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Krashen 1982），因为它回答了语言学习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怎样习得语言，尤其是外语。Krashen输入假说的特点是强调输入必须是可理解的、有趣的、不以语法为大纲的、必须是大量的。在听力理解中遵循这些特点，把它们应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可取得很好的效果。

Krashen认为只有获得足够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才能习得语言，也就是说可理解性语言输入是人们习得语言的唯一途径。可理解性的输入就是指输入的语言略高于学习者现有的语言水平，用公式表示为i+1，其中i表示学习者现有的语言水平，1表示略高于学习者现有水平的输入语言。输入的语言太难，远远超出学习者的现有水平（即i+2），他就会无法理解；输入的语言太易，低于或者接近学习者现有的语言水平即（i -1或i+0），他就没有进步的余地。

（1）遵循可理解特点（comprehensible）  。

学习者可借助已掌握的知识和语境等理解语言输入，可以通过语言输入的调整（input modification），获得新的语言结构。不可理解的语言输入对学习者只是噪音，浪费时间而毫无用处。但可理解并等同于非常容易，因为这将无法起到激发学习者兴趣和动机的作用。

Krashen认为为了使语言习得者从一个阶段进入到另一个更高的阶段，所提供的语言输入中必须包括一部分下一阶段的语言结构，即在每一个学习阶段都应当有新的内容加入。这个可理解特点与孔子的“因材施教”理论十分相似。二者都认同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和个体差异。

（2）遵循输入是有趣的或相关的特点（interesting or relevant）。

这是指输入在内容和输入形式能吸引学习者持续地学习，学习者能够轻松愉快地进行学习。Krashen认为语言的输入要有趣而且有关联。既有趣又有关联是说要使语言输入对语言的习得有利，必须对它的意义进行加工，输入的语言材料越有趣，越有关联，学习者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轻松地习得语言。




（3）遵循语言输入必须有足够的量的特点（insufficient quantity）。

学习者通过理解性输入达到一定的语言能力时，话语能力就自然产生，但它不是教会的，这里有个循序渐进、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4）遵循非语法程序安排特点（not grammatically sequenced）。

按语法程序安排的教学是不足的也是不必要的。遵循非语法程序安排是指语言输入要足够让习得者的水平提高。Krashen的输入假说强调词汇而不强调语法，听力材料的足够的量足够使他们的英语水平在原来“i”的基础上提高“1”。




（Krashen，1982）认为可理解性输入对语言习得来说是必要的，但不是足够的。在二语习得过程中，情感对语言的输入起着过滤的作用，像一个过滤器一样控制习得者输入和吸收语言量，而语言输入只有通过过滤器才能到达语言习得机制并为大脑所吸收内化。Krashen
 的情感过滤假设是指情感因素与二语言习得的关系。Krashen
 认为影响二语习得的情感变量主要有以下三类：学习者的动机、自信心和焦虑感。这些情感变量直接影响着学习者第二语言的习得。学习者焦虑感强、学习动机不足、缺乏自信心，对语言输入产生很强的过滤作用，不会主动获取更多的语言输入，并使其难以进入语言习得机制（即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从而妨碍语言的习得；相反，学习者焦虑感弱、学习动机强烈，又有自信心，其情感过滤的作用则很弱，可以获取更多的语言输入，并易于进入语言习得机制，从而加强语言的习得。

不可否认，Krashen
 的输入理论有其自身显而易见的特点，许多语言学家对他的理论都进行了批判，但他的输入假说理论对我而言十分可行，在输入假说理论的指导下我们的英语教学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然在教学中要辩证地应用这一理论，不能墨守成规地照搬、照抄。

第五节 20世纪90年代的图式理论

图式理论是认知心理学家用来解释心理过程的一种理论。图式（Schema）最早由哲学家Kant（1781）提出，他认为一个人在接受新信息、新概念、新思想时，只有把它们同他脑海里固有的知识联系起来才能产生意义；英国心理学家F.C.Bartlett提出，图式是人们所有知识的总和，是学习者记忆中的已有信息对新信息发生作用的过程。以后经J.Piaget等人发展成了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图式理论。




其实，图式理论真正受到重视还是近十年的事。认知心理学的兴起带动了心理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等相邻学科的交叉研究，从而使科学家对人类的认知心理过程有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深刻的认识。图式理论认为图式是链接概念和物体的纽带。图式是指一个人过去的知识在大脑中的存储，是大脑对过去知识经验的总结，是学习者利用储存在大脑的旧信息对新输入信息处理加工的过程。学习者存储在脑海中的旧信息对他们新知识新信息的吸收和应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外语学习者知识、经验的积累，视野的开阔，他的图式越来越丰富，不断给其习得新知识提供信息联系、参考。所以学习者应该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接触新知识，激活自己头脑中储存的知识，使得新知识更容易被理解和吸收，并和原有的图式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图式，不断丰富头脑中储存的图式。

美国人工智能专家鲁梅哈特（Rumelhart）在完善图式理论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把图式称为以等级层次形式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一组“相互作用的知识结构”或“构成认知能力的建造砌块”。换言之，图式是一种贮存于大脑的抽象的包含空档（slot）的知识结构，它的每一个组成成分构成一个空档。当图式的空档被具体信息填充，图式便具体实现了。人们头脑中储存着各种各样的图式。例如，使用筷子的图式，旅行登机的图式，使用微波炉的图式，等等。图式理论的主要论点是，人们在理解新事物的时候，需要将新事物与已知的概念、过去的经历，即背景知识联系起来。图式理论的发展和图式的广泛应用使学者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对语言理解的传统看法。已有的研究逐步揭示出语言理解是一个输入信息和人们头脑中的世界知识，即现存知识产生共鸣的动态交互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接受信息时的一种认知心理机制实现的。

图式理论认为，人们对新信息的理解是根据自己已知信息、经验对新信息进行选取、预见、验证、肯定或修正的思维过程。图式理论强调两种信息处理方式，即“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方式是一种由低层向高层对语言进行解码活动的加工方式。其过程为输入的信息激活最具体、最低层的图式，逐渐聚合成较高层次的图式，并结束于高层次或较大的图式，即由字词解码而最终获取信息的过程。而“自上而下”认为，上一层的信息有可能会影响下一层的加工处理。它突出对整体结构的识别，强调利用大脑中已有的抽象概念或知识来分析、处理新信息，是一个预测、检验和证实的过程。事实上，听者对所听材料的理解是其语言知识和图式知识相互作用的结果。当语言的激活点能正确激活相关图式，且被激活图式与直接语境所传达内容相符时，解码就非常容易。




专家们开始尝试通过这种理论来解释听力过程的实质。他们认为说话者和听话者都具有建构语言的机制，对信息的加工不是人与外界知识简单的匹配，而是一个根据已有的知识框架主动建构新知识的过程，是说话者与听话者互相理解与合作的过程。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语言学界对听力过程作了具体、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其中以Anderson提出的感知、分析和运用的三阶段模式和Brown的辨认信息（identify information）、搜索记忆（search existing memory）、新信息备案（file new information）和使用新信息（use new information）四阶段模式影响较大。另外，还有Mary Underwood提出的听前、听中和听后的三个过程。

根据图式理论，听者的听力理解能力和理解程度由三种图式决定：即语言图式、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

1．语言图式

语言图式是听力理解的基础，它主要是指语言知识，即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的知识。在语音方面，它包括失去爆破、连读、重读、弱读、同化等；在词汇方面包括单词拼写、读音、语义、用法等；在语法方面，它包括时态、语态、词句衔接等。听者如不能自如运用这些知识，理解对话、短文时就会遇到障碍。正如Carrel（1988）认为的：“对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要想激活有关图式，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语言能力。”

2．内容图式

内容图式涉及语篇的内容和主题，指对语言所表达的内容，所谈话题的概念，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信息。它是文章的内容范畴、主题，因此又叫主题图式或背景知识。要理解信息，Johnson（1982）认为，熟悉话题并拥有文章主题的背景知识比掌握词汇知识更重要，因为“一种语言并不是语句、语法和词汇的简单组合，它还在各个层面上体现着一种民族文化”。




3．形式图式

形式图式指听者在篇章、修辞等方面所具备的知识。语篇在类别、话题、目的等方面不同，其结构也就不同。因为要表达的主题、命题和其他信息的链接方式各不相同，就形成了语篇的“结构图式”。听者如果了解篇章结构方面的形式图式知识，那么对听力内容的预测及对话语主要内容的把握就会比较容易。

不同类型的图式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学习者对语言的认知越丰富，头脑中建立的图式就越多，接受新信息就越容易、越快捷，理解也就越准确，语言能力就会得到全面的提高和增强。

从认知角度看听力理解，我们不难看出，听力理解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编码和解码，单向输入和接收的信息传递过程，理解也不仅是对语言表层信息的了解。对新信息的编码和解码依赖人脑中已有的信息图式或背景知识，并与听力目的相关，只有当输入信息与背景知识相匹配时，才能完成信息的接收、解码、重组到储存这一系列加工过程。心理学试验证明图式在听力理解和记忆的提取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图式对于听力理解的加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图式为解释篇章的内容提供参照和向导。图式表征的是抽象的知识，图式中的每一个知识部分都可以由不同的样本来填充。当一个图式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具体样本时，它便被激活了。在信息的听取过程中，篇章中的内容与听者头脑中的知识图式交汇融合，构成新的、更为具体的图式，从而完成理解过程。

（2）图式有助于听者考虑语境，排除歧义，准确判断。图式理论认为人们头脑中关于世界的知识是以图式的形式存在的。由图式导致推论是自动产生的。这种推理是指从无数普遍概念的不同样本的线索和经验中推论出认为适合的图式。




（3）图式有助于听者对上下文的预测。图式预测作用指图式允许通过不完整信息进行推理。一个图式的空档通常可以被许多具体的样本填充，但一个图式的变量不会都出现在文本材料中，那些没有出现的变量称为缺省值。当图式的各个成分没有出现在文本或话语中时，听者可以指派缺省值，这种缺省的价值，就是我们对于尚未观察到的变量最初的猜测。给图式的一些空档填充缺省值，也可以说图式已被激活。所以，人们在听具体的对话或短文时，所听材料可激活读者头脑中相关的知识图式，而这种图式一旦被激活，就有助于听者预测所听材料下一步可能出现的内容。比如，如果肯定某一物体是洗衣机，那么我们就知道它一定有开关，即使实际上材料中并没有听到“开关”一词。因为我们记忆中有洗衣机的图式，所以能够做出这种假设。因此，图式能够帮助我们预测输入信息中尚未观察到的或者不完整的部分。

参照心理语言学所揭示的一般听力认知心理表征，语言的语音音波通过耳膜经听觉神经传到大脑，形成语音图式，再与记忆中的信息相联系、比较、分析和推理达到自觉的理解。

Rumelhart（1980）对读者为什么不能理解一篇文章提出了三种可能性：

第一，读者未具备适当的图式。在此情况下，读者根本无法理解文章表达的意思。

第二，读者或许具备适当的图式，只是文章未能提供充分的线索，不能使读者的图式发生作用。因此，读者依然不能读懂文章。反之，如果文章提供合适的线索，读者对文章的理解便得到保证。

第三，读者对文章会予以始终如一的解释，但未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在此情况下，读者“读懂”了文章，但误解了作者的意思。所以，听者头脑中已存在的图式是决定听力理解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六节 21世纪 Flavell的元认知理论

其实，听力理解过程中信息的储存、加工及提取还只是影响听力理解效果的一个方面。听力理解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认知心理过程，要达到较好的效果，还得由听者个体采用适当的元认知策略。




元认知是指认知主体关于自己认知过程、认知结果及相关活动的知识，既包括对当前正在进行的认知过程和自我认知能力以及两者相互作用的认知，也包括对这些过程的积极监控和调节（Flavell，1976）。元认知由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体验两大要素组成。

元认知知识指认知主体的知识和信念中对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果产生影响的有关因素和变量，包括三类：

（1）主体知识，即认知主体关于自己和他人作为认知过程处理者的看法。

（2）任务知识，即关于认知任务的性质、要求以及目的的知识，包括人们对认知活动的内容、目的和要求的认知，对认知材料的性质、特点、熟悉度、难度，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完成认知任务需要什么样的特别经历等的认识。

（3）策略知识，即认知主体所掌握的完成某种认知活动应该采用何种策略才能达到目的的知识（Flavell，1979）。元认知体验指伴随认知活动而产生的有意识的认知体验和情感体验，对此Flavell没有做进一步分析。

Wenden（1987）从语言学角度完善了Flavell的元认知知识理论，她认为：

（1）主体知识是学习者所获得的关于促进和阻碍学习的人的因素方面的常识。具体到听力理解活动，主体知识可以指听者对于自己的语言功底、语音知识、听力能力以及听力过程的认识，对听力动机、听力目的以及自己在听力中能获得何种进步的看法。

（2）任务知识包括学习者关于任务目的，以及任务如何服务于语言学习需要的看法，学习者关于任务分类过程和任务要求的知识。在听力理解中，任务知识指学习者了解听力任务的目的、听力理解在语言学习中的优势、听力能力对于语言能力的促进作用和反馈作用、听力任务的要求和其他具体语言技能要求的区别。听者还要明白成功完成一项听力任务应该具备的知识和技巧，比如预测、记笔记、联想和推理等。

（3）策略知识指知道策略是什么，明白策略的有效性以及什么时候、如何使用策略的常识。事实上，从逻辑上看它应该隶属于任务知识。但是，按照Flavell（1976）的观点，Wenden（1998）把它另外列出，因为它在学习过程中有着独特的作用。在听力理解中，策略知识就是听者所掌握的什么时候该运用何种听力技能或策略，来完成听力任务以及这些听力技能或策略如何影响听力理解的知识。




Goh（1997）是最早对听力元认知意识进行研究的研究者。他将观察到的学生在听力理解过程中的元认知意识分成三类：主体知识、任务知识和策略知识。

1．主体知识

（1）听力认知过程：停下来搜寻单词意思、在脑海中拼写单词、将单词翻译成母语、重新构建所听单词意思、想象所有听到的单词。

（2）听力过程中的问题：记笔记或看电影字幕干扰听力过程，不能区分要点，不能辨别在读写时知道的次要发音，理解单个单词却不知道整个听力材料的意思，偶尔开小差错过了对听力材料其余部分的理解，在考虑词或者回忆词的意义时错过了下面的内容，记不住刚听过的词或者短语，不能将语流分解成意群或句群，将某个词错听成另外一个发音相似的词。

（3）听力理解障碍：词汇或专业术语贫乏、语音知识欠缺（如单词重音、连读等）、特殊的口音、习惯表达、不熟悉一些语言结构、记忆力不好、语速过快。

（4）听力能力提高的障碍：学习者的个性、社会环境。

2．任务知识

（1）影响听力理解的因素：语音变化（如连读、重音等）、不熟悉的词汇、不同的语言变体和地方口音、语速、输入类型（如自然会话、对话和新闻广播等）、话题兴趣和听力目的、已有知识和体验、外界因素（如噪音、疲劳等）、精神状态（如紧张、焦虑等）、过去的经历、句子长度和结构等。

（2）提高听力的有用输入：新闻广播（具有连续性和重复性）、英文歌曲（趣味性和娱乐性）、BBC全球广播播音（多样性）、语言学习节目（信息性）、视频节目（可观性和提供上下文线索）。

（3）二语听力的本质：与母语听力具有相似性，与母语听力具有差别性，依赖其他语言技巧，需要积极去听。

3．策略知识

（1）有助于理解和回忆的策略：使用可视线索（如画面、幻灯片和身势语等），从标题等激活文本知识，对不熟悉的词置之不理，记笔记，识别会话标志词，识别语音语调特征，猜测或推测意义，注意重复，想象话语背景或说话者，使用已有知识解释，要求说话者重复等。




（2）提高听力水平的策略：经常与口语好者交谈，听英语的不同变体和地方口音，听各种材料，扩大词汇量，提高具体听力技巧，听不同的语音输入，熟悉单词发音和了解语音变化，听感兴趣的材料，利用电影字幕核对理解。

（3）并非总是有效的策略：推测和猜测单词和词组的意义，运用已有的知识，要求说话者重复，读电影字幕等。

元认知策略是西方许多认知心理学家根据学习认知心理过程提出的三大学习策略之一。作为三大学习策略的核心，元认知策略指的是学习者调整学习进程的行为，是一种高层次的执行性技巧，可以计划、规范、监测、指导学习进程（O’
 Malley，Chamot，1990）。研究表明，更多使用元认知策略的听者更懂得分析听力材料的题目要求，做出合适的预计，调节理解过程，评价其使用方法的有效性（O’
 Malley，Chamot，1990；Vandergrif，1999）。然而，以前有关听力理解的研究大多忽视通过提高学习者在听力理解过程中的自觉意识来发展其使用元认知策略的能力。实际上，听力理解的成功与否跟学习者能否主动并适当地使用认知策略来不断重构意义直接相关。因此，听力理解无疑受到元认知策略的调控，并具体表现为计划、监控、评估三个过程。

（1）计划过程。在认知活动的计划阶段，要求学习者对即将听到的材料有一定的预测。学习者在听一段材料之前，可能会听到它的题目，假设听到的题目为“Our Aging Society”，听者可根据题目尽可能地做出预测和计划。比如，老年人问题的突出表现在哪里、其根源在何处、如何解决，等等。为了配合学习者能够做出较好的预测，教师可在听力理解前将某些关键词写出来，并给学习者提供一些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资料。比如，空巢老人现象等。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学习者最大限度地获得丰富的背景知识，进而对将要听到的材料做出充分预测。因此，在避免了听者背景知识缺失的同时，又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新词汇记忆中一直存在的费时、低效的问题。

（2）认知监控。对认知活动的监控，是元认知作用的重要体现。一方面，元认知监控导致元认知知识的重组，并具体表现为学习者作为个体在认知活动中发现目标、策略、元认知体验与任务之间的关系，然后将这些发现内化到当前的元认知知识系统中；另一方面，元认知知识可以帮助学习者从潜意识体会元认知体验之过程，以及元认知体验对于认知行为发展的意义等。元认知监控理论运用在教学中，就是要学习者能不断监视学习过程，并适时地调整计划，选用恰当的方法，以保证任务的有效完成。比如，学习者在听力理解过程中，要监控自己是否按照预测的思路从宏观上来捕捉听力信息而无须拘泥于个别单词等。




（3）评估策略。评估策略可谓是听力理解的“总指挥部”，它通过对材料的难度、预定目标的实现情况进行评估，回顾自己的进步并找出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评估策略决定了听力策略的优劣，并要求监控策略在实施过程中去粗取精；同时，通过对材料的难度评估，来反思自己对材料重点难点、预定目标的实现情况的预测是否得当；如果不当，应做哪些调整等。比如，在老龄问题这一语篇中，就要评估自己是否按照老年人问题的突出表现在哪里、其根源在何处、如何解决等一系列问题这一思路来进行理解。否则，就很可能将这一听力语篇当作讲述老年人的生活经历，这样便难以反映该语篇所要表现之深意：社会应该关注老龄问题。

这三种策略在听力理解过程中相融相通，共同构成听力理解的策略系统。对元认知策略在听力理解研究中的重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在听力理解中积极做出与听力语篇相关的预测，并在此预测计划过程中调动相关已有知识图式，为在听力理解中给语言知识激活这些图式知识奠定基础。同时，监控与评估策略的使用可最大限度地保障学习者寻求语言知识与图式知识跟听力语篇内容之间的最佳关联，从而实现听力的正确理解。因此，元认知策略的使用更有助于听力理解过程中信息的储存、加工与提取。

在中国，对听力的研究是在1979年之后。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开始分析听力理解在语言习得中的重要性。很多专家从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去研究听力。①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图式理论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在于人们接受和理解新事物的方法是和已有的知识背景相联系的。我们把图式理论运用到听力理解中是为了强调背景知识的重要性。拥有丰富背景知识的人将会在听力过程中得到更多的信息。②从心理语言学角度。记忆是影响听力的关键。主要讨论记忆与听力理解之间的关系，阐述了短时记忆与听力的内在联系。③从语用学的角度来讲，主要研究了在具体的听力环境中如何去关注语境。尤其是在不同的交际场景中怎样理解和使用语言。语用推理是语用学的中心内容。事实上，听力本身就是一个在语境中做出推理判断的过程。
























第四章 影响听力的主要因素









听力理解是听者积极运用语言知识和非语言知识，对所听信息进行吸收和处理，正确理解说话者旨在表达的意义，并获得对话语的整体理解的过程。因此影响听力理解的因素分为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语言因素中包括对语音、词汇、短语、基本语法、习语等基本功的掌握。如果基本功欠缺，听力理解很容易出现困难。而非语言因素则包括听者的个人状态如注意力、记忆力、所处语境、听力内容本身的质量，及听者对英语国家相关背景知识的了解程度。

语言知识的启动采取“自下而上”的加工方式，对非语言知识的启动起制约作用；非语言知识的使用采取“自上而下”的加工方式，对理解所听材料起辅助作用。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下列因素都会对听力理解能力的获得产生影响：词汇量、句法、语义、语篇模式、英语/课堂方言、背景知识、话题熟悉程度、视听材料、文化差异、联想与推理能力、记忆力、学习动机、学习策略。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结为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

第一节 语言因素

语言知识主要指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知识。语言知识是听力理解的物质基础。语音语调不正确，词汇量少，语法结构复杂是语言因素中的主要障碍。

一、语音障碍




存在语音障碍的学生在听力理解过程中，首先遇到的困难是不能准确地辨别英语单词的音素，即使听力材料在阅读中属于浅显读物，也往往因其不能准确辨别某些音素而造成听力理解障碍。例如，有些学生零声母［w］与唇齿音［v］不分、齿龈后摩擦音［r］和舌侧音［l］不分、破擦音［t］［d］不分、齿龈摩擦音［s］［z］不分、鼻韵母［m］［n］混淆。学生不能掌握单音素发音方法和辨识单词，听到对话流中的辅音连缀、不完全爆破、连读、同化、句子重音等语流现象时便会混沌模糊，既无法辨识、判断，也无法进行推理、记忆。如out of［aut v］，there is［riz］连读，would you［wud u］，Give it up［givi t p］。

1．同化（assimilation）

所谓音的“同化”是指甲音受相邻的乙音影响，而在发音部位或方法上做出局部调整，或甲乙两音相互影响而成为丙音的一种现象。之所以发生音的同化，是由于甲乙两音接连出现时，要发音者在发完甲音之后，马上按乙音的要求来改变发音部位和方法是有困难的。为了发音上的方便，或简化发音动作，或调整发音部位，或合二为一，这就产生了语音上的同化现象。语音发生同化时，容易使学生误以为听到了新单词，或把几个单词听成一个单词，从而造成听力理解的暂时中断，以致影响该句的理解。因此，教师应注意指导学生了解和掌握音的同化发音规律，指导学生多听多练，适应音的同化现象。如元音或浊辅音后的-s浊化为［z］，peoples、boys、pens、Sundays等；清辅音后的-d清化为［t］，washed、looked、watched等。  

2．不完全爆破（incomplete plosion）

爆破音是指发音器官在口腔中形成阻碍，然后气流冲破阻碍而发出的音。这些音有6个，即/p/，/b/，/t/，/d/，/k/和/g/。但在某些情况下，发爆破音时，气流不必冲破阻碍，而只是发音器官在口腔中形成阻碍，并稍做停顿（也就是说，做好要发出这个爆破音的准备，但不要发出音来），这样的发音过程叫作“不完全爆破”。不完全爆破的“吞音”，往往使学生在英语听力理解过程中产生费解与误解，学生容易将甲单词误听为乙单词，或者根本没听明白。例如：两个爆破音相邻时的不完全爆破，“Stop，please”“Tom has a bad cold today”；爆破音与破擦音或摩擦音相邻时的不完全爆破，“subject outside”“I’
 m not sure”；爆破音与鼻音相邻时的不完全爆破，“kindness”“Good night”“I don’
 t know”；爆破音与边音相邻时的不完全爆破，“friendly”“Take it lightly”“The room has good light”。




3．连读（liaison）

语速快带来的另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连读。“连读”是指在同一个意群中，相邻两个单词之间有时前一个词的词尾和后一个词的词首连起来读的现象。连读是说话或朗读时随着语流速度的加快自然产生的，而且往往一带而过，这也是学生听力理解中感到较为困难的地方，词与词连读时，语速变快，学生的反应一时难以跟上，致使对该句理解不完整，甚至漏过下一句。因此，在平时的听说训练中，老师必须注意指导学生多听多读多练，多注意连读处，从而使学生在听音遇到连读时，不至于因不知所措和心慌意乱导致误听或漏听。例如：相邻辅音与元音之间的连读，“I’
 ll be back in half an hour”“Take it away”；前一个词以字母r或re结尾，后一个词以元音开头，这两个词往往连读，中间加一个［r］音，“Take care of the babies”“I bought a pair of trousers”；如果前一个词以元音结尾，后一个词以元音开头，这两个词也往往连读，“We must try again”“They are deeply interested in it”。

二、语调障碍

语调（intonation）是连贯言语里声音音调变化所造成的旋律模式。语调绝不是由说话者随心所欲、任意使用的，而是某个言语共同体（speech community）约定俗成、根深蒂固且几乎是标准化了的一些模式。人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在英语里都可以根据所要表达的意思和感情色彩形成特定的语调模式（intonation pattern）。说话者可以使用不同的语调来向听者表明话语的含义以及他的态度、情感和情绪，或者表达某种言外之意。

如“Good morning”，说这句话的语调不同，说话者的感情色彩也不同：

Good morning 高降调——正常的问候，热情而富有感情；

Good morning 低降调——漫不经心的问候，感情冷淡；

Good morning 低升调——敷衍了事的问候，有时人们只说Mornin；




Good morning 升降调——带有责备口气的问候，暗示着要对方做出必要的解释，可能是因为他（她）迟到了，或是因为他（她）前一天晚上做错了什么事；

Good morning 降升调——愉快、亲切的问候，有时还带有惊叹的口气。

正如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R.Kingdon所指出的那样：语调是语言的灵魂。学生只有学会识别各种语调才能听懂讲话者的意思，做到准确理解。

三、词汇障碍

词汇是语言的细胞，是语言基本功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词汇人们谈论较多的是词汇量。其实“词汇量”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因为其没有对词的掌握提出明确的标准。首先，我们应当分清“听力词汇”“阅读词汇”“写作词汇”等概念，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听力词汇”是指一个人在正常英语口语中所能听出、理解的全部词汇，而“阅读词汇”是指在阅读中所能理解的全部词汇。以上几种词汇有一定的关联，但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个阅读词汇量大的人在听力中生词连篇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要提高听力必须注意扩大听力词汇。其次，词汇的掌握不仅有量的指标，而且有质的要求：对一个词不但要掌握其拼写、意义、用法，还应知晓其标准读音、变体读音、常用搭配及音形相似的词的区别。

词汇知识与二语听力理解之间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相关研究表明，对材料不同熟练程度的二语学习者而言，词汇量、词汇深度知识与听力理解能力之间的关系显著；

（2）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词汇量及词汇深度知识能够显著预测二语听力理解水平；

（3）对于不同性质的听力篇章，词汇认知量至少要达到 95%以上才能较好地理解。

词汇是所有英语知识的基础，也是一切训练的基础。因此词汇量的大小在一个侧面决定了听力理解的程度。如果学生词汇量小，碰到生疏的词，就会造成听力障碍、读音障碍。有些学生对读音重视不够，没有掌握单词的准确发音，尤其是对语音相同或相近的词，不能辨听一些易混淆的音素。有些学生即使掌握了单词的准确发音，但遇到连读、弱读、爆破等朗读技巧时，又束手无策。理解方面的困难也是学生的一大难题。学生觉得词都听懂了，但不知所云。




四、语速障碍

语速（speech rate）影响听力理解是必然的。过快学生来不及反应，过慢又会造成心理上的厌倦感。研究发现，对于听力中下水平的学习者来说，在语速为每分钟127个词时其理解的正确率达到最高。

速度快是正常英语口语的一大特点。据里弗斯引用的数字，正常英语口语的平均速度在160~220字/分；快速口语达220字/分以上。速度快会使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停顿和间隙减少，甚至完全消失，从而影响人们的理解。这就给听者区分语音及意义单位造成一定困难，因为他必须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出反应。例如：在下面两句中，在快速的语流中，听者没有捕捉到或错误理解了句子中的意义单位。

误：You approach in a different way than I do.

正：You approach it in a different way than I do.

误：He accused Foreign Ministry Lodz of oppressing the country.

正：He accused Foreign Military law rulers of oppressing the country.

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途径是增加对自然英语口语的接触，逐步熟悉和适应英语的快节奏。

第二节 非语言因素

非语言因素主要指背景知识、记忆力、注意力、焦虑和综合思维能力等因素。英语听力也受这些非语言因素的影响。




一、背景知识

1．背景知识和图式

背景知识是听力理解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从语言教学的角度来看，背景知识是指一个人已有的整体知识以及有关某一个专题的专有知识。也指汉英语言知识、英美文化习俗，等等，这些信息以信息、图式等形式储存在人们大脑中。

早在1781年，法国哲学家Kant就认为：新的信息、新的概念、新的思想，只有与个人已有的整体知识建立了联系时才具有意义。Anderson（1977）重述了这种观点，他说：“每一次理解都需借助于一个人已有的知识。”他把听者先有的知识称之为图式，并由此而创立了“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

这种理论认为人们在理解、吸收、输入信息时，需要将输入信息与已知信息即背景知识联系起来，任何语篇，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本身都不载有任何意义。语篇只是为听者或读者提供一个引导，指示他应如何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去获取或理解意义。只有当听者把自己已有的知识与语篇提供的语言信息联系起来之后，理解才能实现。这种听者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被称之为背景知识，结构化的背景知识储存在大脑中，即“先验图式”（Schemata）。“先验图式”可以比作一个庞大的档案系统，它把个人的知识经验分门别类储存在大脑中。大脑接收到一个新的信息后，便会设立一个新的文件夹（或先验图式），或把新的信息送入先验图式中。

例如，当我们听到“tree”一词时，大脑里就会出现“树”的先验图式。这幅先验图式包括：各种各样的树，树的大小、树的形状、树的名称，我们有关树的各种经验等。又如听到“square”这一词时，马上会联想到天安门广场或城楼、大会堂、纪念碑等，这些图示就是理解“square”具体概念的背景知识。当然这些先验图式在大脑里的出现在许多场合是潜意识的，并不为听者所感觉到，所听的内容跟听者的先验图式越吻合，听力理解就越容易；反之则越困难。假如能为一个语言水平和听力水平低下的学生提供有关的背景知识，他也能使用较好的方法提高听力理解能力，因此可以说听力理解是所听到的内容和听者的背景知识相互作用的结果。




背景知识包括西方社会的风土人情、社会文化、语言习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准则、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制度。在实际交往中，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及语言习惯去理解别人所说的话，许多信息的获得并不完全依赖于词语结构，而是依赖于大脑中的原有信息，一定的语境，双方的默契程度。

2．背景知识对听力的影响

（1）背景知识可以增强学生的听力信心。某些学生英语听力理解能力差，很大程度上是对听力产生焦虑感，对自己的听力理解能力缺乏信心。而背景知识可以消除听者的焦虑，增强其信心和预测能力，从而提高其对材料的理解。因为通过背景知识的导入，可以避免学生过度注重语言知识而造成听力材料支离破碎的情况，有助于学生预测听力材料，克服心理焦虑，既提高听力速度与质量，又能长期有效地提高听力理解能力。

（2）背景知识可以有效避免歧义理解。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之间既存在普遍性又有差异性。这里所提到的差异性，会影响到听力理解的准确性。根据有关学者分析和研究，英汉两种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数字范畴、颜色偏向、日常生活与社会习俗、比喻性词语问题等方面。例如，在颜色偏向方面，“black tea”是红茶，而不是黑茶；“green-eyed”是红眼病，而不是绿眼病；再如，英语里的称谓比较笼统，如“uncle”一词可对应汉语里的“伯伯”“叔叔”“姨父”等，如若学生不理解这种文化背景差异，听到“uncle”一词时，就很难理解它到底指的是谁。因此，掌握一定的背景知识，如语言习惯、风土人情等，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避免对词汇产生歧义理解，而且可以正确地理解听力材料，提高英语听力理解能力。

（3）背景知识可以减少学生对母语的依赖程度。有关调查显示，完全依赖母语策略有碍英语学习的进步。在听力教学中减少对母语的依赖程度，用英语进行思维、学习，有助于锻炼英语听力理解能力。在听力理解中，由于母语文化的干扰，学生往往很难跟上英美人说话的速度及充分理解他们的语言，从而导致听力水平低下。因此，在听力教学中以多种形式进行大量的背景知识渗透，用文化语言观去指导英语教学，增强学生的背景知识习得，有助于克服母语迁移心理，养成用英语思维的习惯。通过大量的背景知识输入，有助于丰富语言材料积累，才能使学生对英语听力材料的理解达到自动化的程度，减少乃至摆脱母语的负面影响，从而提高英语听力理解能力。




二、记忆力

美国语言学家Judi提出的HURIE模式对于研究影响听力的理解因素提供了理论支撑。该模式认为，在有效的听力理解中，听者被要求积极参与整个的听力过程，即听到信息—听懂信息—记住信息—理解信息—评估信息—对信息做出反应。从心理学角度看，听力理解与记忆的三个阶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心理学家认为，记忆是一种自觉的过程，是存储信息的心理能量。

不可否认，听力理解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记忆、注意、策略、图式、动机、焦虑等。在这些因素中，记忆是听力理解的基础，信息首先由感觉记忆编码，然后经短时记忆存储及工作记忆加工，与长时记忆中的信息建立联系，从而建构和表征意义。因此，听力研究需要短时记忆、工作记忆及长时记忆中的词汇知识、语法知识、图式等因素进行考查。作为长时记忆中陈述性知识的一部分，词汇知识更是听力研究考查的重点。

随机字母短时记忆、产出性词汇知识及词汇量对二语听力理解作用显著。字母短时记忆容量决定了单位时间内听觉信息的存储量，是二语听力理解成功的前提。语音信息在短时记忆中存储时间较短，如果得不到工作记忆中语音的复述，信息就会被清除。由于容量较小，短时记忆通常会成为二语学习者听力理解过程中的“瓶颈”（陈吉棠 2002）。

（1）短时记忆。短时记忆主要是对句子表层形式的储存，因而保存的时间很短。一旦由表层结构建立起意义后，它就让位给长时记忆。因此，语言技能训练过程的关键在于能把短时记忆中的信息成功地转移到长时记忆中去。

（2）工作记忆。作为二语听力理解过程中的一个潜变量，工作记忆的作用不容忽视。工作记忆不仅负责对语音流进行切分以辨认单词；同时负责与长时记忆中的信息建立联系。当信息不确定时，工作记忆自动进行自上而下的加工，对信息进行判断或推理；工作记忆中的情景缓冲器负责对情景信息进行加工整合；视空间模板则对语篇中的空间信息进行解码；中央执行同时负责各个子系统的监控和协调。虽然在统计意义上没有达到显著水平，但作为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之间的信息中转站，工作记忆起着信息维持和加工、监控和调节的积极作用。词汇广度知识是二语听力理解的基础，词汇意义在长时记忆中得以激活，通过整合形成命题，从而建构语篇意义。足够大的词汇量使得单词音义自动通达成为可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工作记忆的加工负荷。产出性词汇知识，影响着语义判断、词汇拼写等精细加工活动。总之，短时记忆、工作记忆和词汇知识在二语听力理解加工中各司其职、环环相扣，构成了二语听力理解的动态加工过程。任何一个因素的短板都会导致理解的不成功。




（3）长时记忆。长时记忆在很大程度上与强度和频率有关。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强度不仅仅指在训练过程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它还包括呈现的生动程度、识记内容的长远重要性、识记材料在学习者身上唤起的情感深度和在头脑中产生联想的认识广度等。频率是指识记内容呈现的次数。一般来说，对识记内容接触的次数越多，记忆就越牢固。可见，在语言技能课堂上，教师要采取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把授课内容与学生的切身经历结合起来，引起他们感情上的共鸣。对于新呈现的知识要以各种方式让他们多去接触。

三、注意力

根据心理学原理，注意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活动，是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注意的指向是指心理活动选择了某一事物而离开另一些事物。如当我们倾心注意教师讲课的时候，周围环境中发生的一切便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正是注意的指向性，使人们有可能精细地加工周围环境中对自己有意义的信息，从而更清晰地反映事物的特性和属性。注意的功能之一是选择功能，选择有意义的、符合需要的与当前活动相一致的有关刺激，避开与它无关的刺激，也表现为对刺激对象的选择。由于注意的选择性，人的心理活动才能正确地指向和反映客观事物。

具体到语言学习中，注意是有效学习的条件，否则语言形式就不可能进入人的认知过程中。听力理解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心理语言活动过程。听者从对目标语言的语音辨别开始到对说话者话语的完全理解，要历经许多过程，面对大量信息。这些信息包括语音、语义、语法、句意、篇章、文化背景等诸方面信息。在众多信息中，并不是每个信息都有助于听力理解。如何从中获取有助于听者对话语能完全理解的信息，就成了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这一问题涉及听者在听力理解整个过程中注意力的指向，也就是，听者的注意力究竟应该重点指向哪些信息？要研究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听力理解的实质。




我们认为，听者对听觉信息的处理过程从个体心理角度而言应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低端（low-order）层面；二是高端（high-order）层面。在每个层面，听者的注意力都有所指向，但每个层面注意力的指向又有所不同。

1．低端层面注意力——目标语言的语音、句法及语义

低端层面注意力主要指向辨认目标语言的语音、句法及语义的某些特点。心理学研究认为，人们对字词的识别涉及三个方面：音、形和义。听者在获得说话者传递的信息时，首先获得的是音，然后大脑快速地从认知结构——图式中寻找与音相对应的词形及词义。例如，当听者听到［dog］这个音素时，脑海中会闪现dog一词的形和义，通过这种方式听者就建立了音、形、义之间的统一关系，从而对所传递的信息有了概括性的认知。

钱冠连教授（1990）将其称作“音感召唤”。他认为内在音响印象受到外在语言刺激作用时，音响印象将相应的概念召唤出来形成语音和语义的结合，这个过程叫音感召唤。缺少了音感召唤，语言活动便不能产生。缺少音感积累，语言习得和语言学习便不能实现。音感召唤是由听到读，由听到说，由听到写，由阅读到写的媒体。所以，对音素的破译是理解词义和句子的基础。在听力过程中，如果听者注意力在音素方面指向稍有疏忽，便会产生音素错位。如下列两句“What’
 s on the menu tonight？” 和 “They often dig manure into the soil.”在两句中，“menu”和“manure”读音较近，听者如不注意分辨，往往会造成对句意啼笑皆非的理解。另外，听者在语音辨认中，对语调的注意也是十分必要的。不同的语调表达了说话者不同的交际目的。如“Yes”一词用升调和用降调表达了不同的含义。对句子不同单词的重读也可以表达说话者不同交际目的、不同感情色彩或情绪。




所以，听者个人对语音、语调知识（如语流中的音素、略读、连读、重音）的注意，有利于获取说话者的真正含义。否则，听者只能接受噪音，而不是信息。句子理解是听者对低端层面信息处理的又一必须注意的方面。句子的理解过程是多种相互联系的心理活动的复杂结合。句子理解以语音识别为基础，通过对字词的语音进行编码以达到对字义的确切把握。在语音识别的基础上，要达到对句子的理解还必须进行句法分析。句法分析依靠的是语言知识。听者依据一定的句法关系，建立句子的结构，构造相应的命题，从而找到句子的意义。

Aitchison就通过句法分析理解句子意义提出了四种基本假定：

（1）Every sentence consists of one or more sentences，and each sentence normally includes a noun-phrase followed by a verb，optionally followed by an-other noun-phrase.

（2）In a noun-phrase-verb-noun-phrase sequence，the first noun is usually the actor and the second is the object.

（3）When a complex sentence is composed of a main clause and one or more subordinate clauses，the main clause usually comes first.

（4）Sentences usually make sense.

基于这四种假定，Aitchison以句子“Sebastain discovered that the garrilla had escaped”为例，说明听者是如何根据句法达到对句子的破译的。

他认为听者处于准备接受信息状态时，大脑会出现一个综合以上四种假定的关系图。当听到“Sebastian discovered”时，马上会判断这两个词的词序是否符合他头脑中的关系图。如果符合，他会继续扩大这个关系图。他会判断“discovered”应接名词或从句。“that”的出现，使他排除了接名词的可能性。最后当他听到“the garrilla had escaped”时，他可以判断句子符合他最终的关系图，“discovered”后应接从句。这个例子说明了听者是如何根据句法获得信息的。要完全理解句子含义，除了句法分析外，听者还必须将注意力指向语义分析，以确定说话者的真实意图。在语义分析过程中，听者大致上遵从“现实”和“合作”的原则，即听者常相信说话者是从现实出发传递语言信息的，他所理解的话语总是与具体的人、物、环境、时间、地点联系在一起。而且听者与说话者互相合作，这样才便于进行语言交流，剔除歧义，对下文做出预测，最终达到对话语的理解。




P.R.Warren等人曾用实验证明了句法和语义在识别语音时的调节作用。他们选用两个句子：“It was found*eel was on the axle”和“It was found*eel was on the table”这两句话的差别仅在句末的句词上，句子中星号*表示咳嗽声。研究发现，当被试听到“axle”时，他便把*处知觉为“wheel”；当听到带有“table”的句子时，他便把*处知觉为“meal”。

显然，被试表现出的是综合性的语音分析能力，即根据语义和句子结构的知识，去判断失去的语音。在听力理解的低端层面，如果读者的注意力指向不明，也就是说，其注意力仅仅指向于单词的词义而忽略了词与词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语境中词的确切词性，这对于非英语本族人，特别在其英语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很容易把理解过程变成检查是否懂得所听到的每一个单词，这就会出现听懂每一个单词但不理解说话者意思的现象。然而，大量的研究又表明，外语初学者由于对所学外语不熟悉，因此在听的时候，把所有注意力都指向辨认单词语音、词义等，根本没有余力将一些语言材料保存在短时记忆中做进一步的认知加工。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只有当学习者对语言成分的辨认熟悉到无须花费什么精力，即到了自动化（automacity）的程度时，才有余力对听到的语言材料进行进一步注意、加工，并做出反应。这时听者就要进入理解的高端层面，其注意力相应的也要指向更高的层面。

2．高端层面注意力——推测、理解说话者的说话意图

高端层面注意力指推测、理解说话者的说话意图，并对其进行筛选。跨越了听力理解的低端信息处理层面，听力理解就要转向高端层面。在高端层面，听者需要通过理解说话者的意图来捕捉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进而扩大听者的听觉渠道。听者会带着这样的问题“What does the speaker mean？”为了能理解说话者的意图，一方面听者要动用他所有的知识——语言知识和现实生活的知识，运用图式法达到对说话者话语的推测和理解；另一方面，听者选择需要的内容，从而达到对文章的总体认知。

图式法，是心理学家F.C.Bartlett根据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提出的一种理论。Bartlett（1932）认为图式是对过去经验的反应，或对过去经验的积极组织。当我们在阅读或听一篇文章时，一方面是从字、词、句、段等语言形式上进行字面破译，另一方面是在理解字面内容的基础，使新输入的信息与原有的世界知识结合并重建新的信息。所以图式是认知构架，它使信息有条不紊地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缺少有关图式，句子的意思就无法连贯，也就难以完成对信息的选择加工。例如，当读者听到一个有实义的词时，他就会联想到这个词有关的种种意思。如“teacher”一词，听者听到这个词就会联想到“students”“class”“classroom”等词，甚至还会联想到“English”“Chinese”“maths”等词，因此，听者在运用图式法时，一方面要将注意力指向说话者传递新信息，另一方面，又必须将注意力指向认知构架图式，只有二者密切结合，才能对信息预测并构建新的信息构架。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听者的长期记忆中没有足够使他可以发挥预测能力的图式，他就无法提取出来，对原文的理解也就不透彻了。




听力理解过程中，听者运用图式法有助于理解说话者的话语。有人将这种信息处理方法称为“自上而下法”（knowledge-driven system）或“自下而上法”（data-driven system）。这两种方法的不同之处是“自上而下法”是听者依据自己原有的知识（prior knowledge）对所听的信息进行推断或假设，然后根据信息不断向下推进，以达到对自己的预测或假设的确认。“自下而上法”则是指把听力材料当作语料意思的信息来源听，是听者对收到的有关语料如声音、音词、短词和句子进行分析，从而将意思弄懂。对听者来说，从这两种方法中获得的信息和理解同等重要，假如听者不能运用“自上而下法”，有关话语可能听不懂。单独使用“自下而上法”，不能给理解提供足够基础。所以，离开任何一种都不可能获得听者所期待的效果。

当听者解决了“What does the speaker mean？”这一问题后，其注意力就要指向对获得信息的筛选。他需要对所理解的内容采取一定的策略进行有意识的筛选（selection），捕捉自己真正所需要的信息。因此，这一阶段注意力应集中于听者要把听到的并且保存在短时记忆中的信息加以分析、筛选和整理，然后存入长期记忆中，为听觉渠道积累知识。可见，筛选在整个听力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但研究发现以下因素往往又影响筛选的进程：刺激物的重要性；与听者有关的过去体验；听者情绪状态。所以，为了提高筛选进程的质量，听者应有明确的目的，即他要从目标听力材料中获得什么。有了目的，他就会加倍地注意同这一目的有关的信息，然后再做筛选，另外听者的常识、经验和经历在这一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情感因素

国内外很多学者如Scovel、Horwitz、Ausubeletal对焦虑下了不同的定义。综合起来，我们认为：“焦虑”（anxiety）是内外刺激对个体的自尊心产生威胁而引起的一种情绪体验，同时伴有不安、恐惧、忧虑、害怕等心理状态。焦虑作为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理现象，常包括三种不同层面的症状表现：①生理层面：包含颤抖、心悸、冒汗、头昏、呼吸困难等身体的症状；②情绪层面：包含紧张、不安、压力感等主观不适的感觉；③认知层面：包含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疏解压力的功能降低、社会功能减退或丧失等。

从不同角度可以对焦虑进行不同分类：Spielberger（1983）等根据焦虑的根源将其分成性格焦虑、状态焦虑和特定情景焦虑；Ellis （1994）根据焦虑程度将其分为低度焦虑、中度焦虑和高度焦虑；Macintyre和Gardner（1989）把焦虑分为一般焦虑和交际焦虑；Scovel（1975）就其产生的影响将其分为促进性焦虑和妨碍性焦虑。

外语学习焦虑是由于语言课堂的独特性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焦虑情绪。目前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交际畏惧、考试焦虑和负评价恐惧是外语焦虑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对学习者的外语学习有消极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研究者开始规定焦虑的具体类型并且设计测量焦虑的工具，针对不同类型的焦虑设计出相应的测量工具，专门的语言学习焦虑研究引起重视。80年代以后，二语习得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焦虑被认为是最关键的心理变量之一，而语言焦虑是语言学习所特有的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90年代以后的研究侧重于回顾语言学习焦虑的文献和研究：比较语言焦虑与母语和外语加工过程的关系；检验焦虑是否影响词汇学习的不同认知阶段；将视角探入认知过程，从输入、加工和输出三个阶段中看焦虑对语言学习的影响；验证一般外语学习焦虑和具体的外语学习焦虑，如阅读焦虑、写作焦虑的相关性以及外语学习焦虑的稳定性；探讨处理语言焦虑的情感策略等。




外语焦虑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口语焦虑、听力焦虑、阅读焦虑和写作焦虑。听力焦虑指的是外语学习者在听力课堂上、聆听理解过程中，由于担心自己不能听懂或者担心得到负面评价而产生的紧张、不安、担心、畏惧等情绪，这些情绪可能导致聆听理解过程的中断及聆听理解效果的下降。对于听力焦虑，国内外研究者通过采用访谈、使用Horwitz等人的外语课堂焦虑量表、MacIntyre和Gardner的信息输入和处理焦虑表，或自行设计的英语听力课焦虑感量表等研究方法分别研究了听力焦虑与听力成绩之间的相关性，按不同维度划分的焦虑类型与听力理解之间的相关性，听力焦虑与听力内容、题型之间的相关性等。研究者普遍认为，在听、说、读、写四项技能中，“说”产生的焦虑最高，其次是“听”和“读”，最后是“写”。

但是由于“听”的特殊性，“听力焦虑”与其他焦虑相比有其特殊性。Vogely（1998）强调聆听是二语习得的基础，因为它提供了加工所必需的原始材料。外语学习中的听力焦虑值得我们深入研究。Vogely发现输入的特点、外语聆听理解的过程、教学因素及个体因素是引起听者焦虑的主要因素。Kim（2000）使用四种听力材料和四种考试形式对引起听力焦虑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研究。结果证明听力材料的说话速度、发音、声调、声学条件、听力课文的长度和词汇的难度水平是学习者听力焦虑的原因。Arnold（2000）对西班牙Sevlie大学的两个实验组的160个高级水平的学生进行了听力考试焦虑研究。实验证明“想象式放松训练”对提高考试焦虑的学生的听力考试成绩非常有用。这些训练包括让考生在考试前集中精神，做深呼吸，想象自己呼出了所有的紧张和不安，以此让内心平静下来。

焦虑对聆听理解既有副作用也有促进作用。学习者的促进性焦虑与障碍性焦虑呈负相关。另外，听力焦虑与听者的动机、兴趣、自我评价及自估焦虑水平有一定的相关性。听者的焦虑水平与其采取的听力焦虑应对策略具有相关性。

心理学家已经证明，当人的情绪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时，易产生恐惧心理，从而使表现受到影响。英语听力理解的过程也是一个较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如果学生在听的过程中，对所听材料感兴趣，目的明确，信心十足，其理解的正确率就高。反之，会限制学生对所听内容的理解。另外，环境对学生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相同的听力材料，学生在平常的课堂上做练习和在语音室做测试的心理准备和情绪是不同的，甚至在安静的环境和嘈杂的环境中进行听力练习对学生的心理都有不同的影响。由于不少学生不懂得调试自己的心理，稳定情绪，从而造成听力理解上的困难。




五、综合思维逻辑能力

缺乏综合思维逻辑能力是造成听力障碍的又一因素。在进行听力练习时，学生们往往习惯于听懂了单词才理解句子，听懂了句子才理解篇章，常常只会根据一个孤立的单词主观臆断其意思，而很少根据已有的知识和上下文语境来对问题进行推测，也根本不考虑语境、情景和知识因素。他们不会运用逻辑推理、概括归纳和综合分析能力进行全面理解，缺乏有效的逻辑思维推理机能。因此一遇到各种语言或非语言知识方面的障碍，比如一个关键词不认识，不熟悉材料中某一话题或者不了解某一语法结构时学生就不知所措了。






















第五章 英语听力策略培养





第一节 学习策略概念

一、学习策略研究现状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许多西方学者对二语/外语学习者进行了听力学习策略研究，并得出结论：策略训练应成为听力课程的一部分。学习策略是学习者个人用以理解、学习或保持新信息的特殊思想或行为，它分为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和社会/情感策略三类（O’
 Malley & Chamot，1990）。国内学者对听力策略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基本依循这一轨迹：介绍国外学习策略理论和研究方法并验证上述理论；借鉴上述研究方法探究中国学生听力策略使用情况和特点；探索适合中国学生的听力学习策略和策略培训方法。

对学习策略的界定，一直以来在研究者中存在较大的分歧，百家争鸣，各执一说，学习策略作为一种专业术语，是在美国心理学家J. S. Bruner针对学校只重视知识教学，而忽略学生智力发展与学习方法指导的弊端，于1956 年提出“认识策略”后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的。但至今对“学习策略”的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学习策略是内隐的学习规则

Duffy（1982）认为，学习策略是内隐的学习规则系统。

2．学习策略是学习的信息加工活动过程

Jones & Amiran & Katims（1985）认为，学习策略是被用于编码、分析和提取信息的智力活动或思维步骤； Rigney（1978）认为，学习策略是学生用于获取、保存与提取知识和作业的各种操作的程序；Danserean（1985）认为，学习策略是能够促进知识的获得和储存，以及信息利用的一系列过程或步骤；Kail&Bisan（1982）认为，学习策略是一系列学习活动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学习条件；Mayer（1987）认为，学习策略是学习者有目的的影响自我信息加工的活动。 




3．学习策略是具体的学习方法技能

Gagne（1979）认为，学习策略是学习者用来调节自己内部注意、记忆、思维等过程的技能；Nisbet & Shueksmith（1986）认为，学习策略是选择、整合、应用学习技巧的一套操作程序。

4．学习策略是学习方法和学习监控的结合

Weinstein（1985）认为，学习策略是学习方法和学习调控的统一体；Sternberg（1983）认为，学习策略是由执行的技能和非执行的技能整合而成的。其中前者指学习的调控技能，后者指一般的学法技能。   

可以看出，第一、二种观点突出了学习策略的内隐性特点，而第三种观点突出了学习策略的外显性特点，第四种观点则包含了这两方面的特点。实际上学习策略是外显性和内隐性的统一。虽然内隐的学习规则系统、学习调控是内部意向活动，但操作的学习方法技巧的执行过程却是外显的。

学习策略的研究现在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研究者已经不是停留在对学习策略的描述，而是开始用结构模型来说明学习策略的结构。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模型有下面几种。

（1）学习策略系统总体结构。这是我国学者蒯超英建立的有关学习策略的结构模型，包括学习方法、调节和控制、元认知三个方面。元认知是核心，方法是基础，调控是中介。它是一个循环系统，每一次循环后都会对主体的元认知产生影响并使其发生变化，元认知就是在这样的学习中不断得到完善的。

（2）Danserean学习策略系统。学习策略系统包括基本策略、支持策略、理解—保持、恢复—应用、目标确定与规划、心绪调控、检查与诊断等支系统。丹塞伦认为认知活动在学习活动中扮演关键角色，起主导作用，同时它需要其他策略来支持，在这个结构模型中可以看出，循环后主体认知得到了完善。




（3）Mackeachie （1990）等人的学习策略分类。该分类系统包括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资源管理策略等方面。Mackeachie对学习策略结构的划分比较详细，让人能清楚地知道有哪些学习策略，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策略的教学和训练。但是，他的结构模型是平面的，看不到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作用，仍然处于静态，缺少动态的演示。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学习策略是指学习者在学习活动中有效学习的规则、方法、技巧及调控方式。它既可以是内隐的规则系统也可以是外显的操作程序和步骤，具有层次性和整体性的统一，灵活性与稳定性的统一，外显性和内隐性的统一。

二、学习策略的定义   

学习策略是指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学习情境进行有效学习的学习方法技巧，及其整个学习活动的心理调控过程。这里的方法技巧是指记忆、理解、编码、提取信息的方法技巧，心理调控过程不仅包括元认知对学习活动的调控，还包括学习时间的管理，以及学习的态度、动机等非智力因素对学习活动的调控。这些都是有效学习的必要条件。因此从结构上讲，学习策略应是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和情感策略的有机结合。认知策略主要是指对认知信息的加工策略，如选择要点；元认知策略是对信息的监控，如自我测验；情感策略辅助学生维持良好的学习心理状态，如保持动机、集中注意力、处理焦虑、有效地管理和使用时间等。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很多语言教学研究者从多角度以及不同的侧重点给学习策略下过定义。这些定义中相对较全面且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是Rod Ellis（1994）在对前人的定义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的八条特点。

（1）学习策略是一般方法，又是学习者语言学习过程中运用的特定手段和技巧；

（2）学习策略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学习者运用策略解决特定的学习问题；




（3）如果学习者注意并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思维过程，他们通常能够意识到自己使用的策略以及策略的构成情况；

（4）学习策略包括语言行为（如询问物体的名称）和非语言行为（如指向一物体以被告知该物体名称）；

（5）语言策略在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中都可使用；

（6）有些策略是行为表现，故易于直接观察，而有些策略是心理活动，不便于直接观察；

（7）学习策略主要通过向学习者提供可处理的第二语言信息间接地促进语言学习，有些策略也可直接促进语言学习（如针对特定词汇或语法规则的记忆策略）；

（8）由于学习者有不同的学习任务以及策略喜好，策略使用有很大差异。

以上八条特点既体现了学习策略在认知层面的应用，也涵盖了行为层面的具体操作，同时涉及学习策略在母语和外语之间的可互转性，以及学习策略与TBL（即task-based learning）之间的关系，同时体现出学习者使用策略的个体差异性，较为全面地从各个侧面定义了学习策略。

三、学习策略的分类

对学习策略的分类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国内外语言教学研究者们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标准将学习策略进行了分类，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Cohen（1998）将学习策略归类为语言学习策略和语言使用策略。前者指对学习材料进行识别、区分、组织、反复接触和有意识记；后者包括检索策略、排练策略、掩盖策略及交际策略。


O
 ’
 Malley和Chamot（1990）将学习策略分为认知策略（cognitive strategies）、元认知策略（metacognitive strategies）和社会/情感策略（social/ affective  strategies）

1．认知策略

认知策略指学习者用以直接处理输入信息（incoming information）提高学习及记忆能力，特别是执行具体课堂任务和活动使用的过程和行为。学习任务不同，学习者的认知策略也不同。对听力理解有帮助的认知策略包括：




（1）重复（rehearsal）：听到新的单词或短语时，默默地或出声重复有助于记忆；

（2）推论（inferencing）：根据口头篇章的信息，进行必要的推理判断，推论包括对新的语言单位含义的猜测、结果的预测及空格部分词语的填充等行为；  

（3）概括或大意听力（summarizing or gist listening）：间歇地对所听到的信息进行综合，以确保将信息记住；

（4）关联（elaboration）：将新信息与记忆中的其他概念联系起来；

（5）移转（transfer）：使用先前获得的语言知识或概念知识，使新的学习任务更加简便。

2．元认知策略

元认知策略以认知策略为基础，包含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操作。元认知知识指学生对各种认知策略内涵、作用以及操作的了解，对作为语言学习者自身特征的了解，以及对各种学习活动的了解。元认知操作涉及对学习过程予以思考，如制定学习计划、确立目标、选择注意力、自我监控学习过程及自我评估等。

（1）确立目标（goal setting）：学习前确定自己要达到的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

（2）计划指定（planning）：根据学习目标制定自己的学习计划；

（3）可选择注意力（selective attention）：确定某一学习任务应特别注意的方面及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如听关键词或短语；

（4）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学习过程中监控自己学习任务的执行情况，调节方法的使用等；

（5）自我评估（self-evaluation）：学习任务完成后，对自己的作业情况、课堂中的表现情况及策略的使用情况进行评估。

3．社会/情感策略

社会/情感策略涉及社会、学习环境、动机、态度、焦虑感及自信心等因素。外语学习中的动机是指学习者学习外语的愿望和推动力。态度是学习者对外语学习的认识、情绪、情感、行为在外语学习上的倾向。焦虑感在外语学习中常表现为怕出错、怕丢面子、怕老师批评等。自信心是学习者对自己能力和知识水平的肯定看法；自信心强的人在学习中不怕犯错误，能大胆地用外语进行交际，学习成功率相对较大。Krashen（1985）情感过滤假说认为：第二语言习得的成功取决于学习者的情感因素。消极态度（包括缺少动机或自信和学习热情）被认为是一种过滤器，阻碍学习者对输入信息的运用，从而影响语言学习的效果。 O’
 Malley等人认为社会情感策略涉及两大方面：与他人相互作用（interaction with another person）和对情感的假想控制（ideational control over affect）。一般说来，社会/情感策略可运用于执行各种各样的学习任务。




（1）合作（cooperation）：与同学解决问题、汇总信息、核对笔记及获得学习活动的反馈；

（2）消除疑问（questioning for clarification）：请教师或同学重复（repetition）、换说法（paraphrase）、解释和/或举例；

（3）自我谈话（self talk）：对自己进行心理控制，以期减轻某一学习任务的忧虑或增强自信心。

Oxford（1990）的学习策略量表为随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多维度的策略分类以及有效获取学习者策略使用情况的途径。Oxford（1990）将学习策略分为“直接对学习过程产生影响的策略”（direct strategies）和“间接对学习过程产生影响的策略”（indirect strategies）。


第二节 听力策略训练的原则和模式


一、听力策略训练的基本原则 

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听力理解是一种高度综合性的技能。它并不是一个被动接受声学信号或刺激的心理过程，而是一个主动利用词汇、句法和语法等知识去辨认声学刺激，并对声学信息进行过滤、重组、编码和储存的过程。对听来的输入进行解码，需要认知知识；而对言语输出进行编码和生成则需恢复知识。目前，人们对听力过程研究的焦点主要在自上而下认识法、自下而上认识法和平行过程上，即听者是否运用先前已有的世界知识、情景和交往知识（高层次知识）来理解意义，然后利用词汇、句法和语法知识来理解语言形式；或者反过来，先自下而上，然后自上而下，以及两种过程何时和如何相互交替（平行过程）。




学习策略会因学习任务而改变，这一事实暗示，通过听力策略训练来改变听者的策略行为是可行的。但是，听力学习策略的训练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例如，在评论记忆训练所采用的助记技巧时，若干因素制约着体力学习策略的训练方法是否有效：学习者的个人差异因素包括年龄、先前的教育经历和文化背景、学习风格的偏好、任务特征和学习者的语言熟练程度；潜在的发音困难；缺乏将所学知识前后融会贯通的能力；按照要求，为学会事物之间相互联系所做的努力，等等。此外，进行听力学习策略训练时，部分学习者会产生拒绝接受的心理。正如O’
 Maley和Chamot所指出的那样，对学习策略很可能采取抵制态度的那些学习者恰恰是需要策略训练的那些人。

二、听力策略训练的操作方法

Rubin、Reiss、Gillette及Chamot等人对语言学习成功者进行了研究。综合他们的研究可以看出，语言学习成功有五个因素：（1）关注语言形式；（2）关注交际；（3）采取积极的态度执行任务；（4）意识到学习过程；（5）具有按照不同的学习任务要求灵活机动地采用学习策略的能力。David Nunan认为，在每个学习任务背后至少隐藏着一种学习策略。

首先，就课堂听力而言，教师对学生的问候、提问、指令、解释、讲趣闻（anecdotes）很可能是给学生所能提供的最自然，并且一般是最有效的听力实践活动，带进课堂的听力材料具有真实性时（如来自外部世界各种情景中的讲话，而且讲话含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和口音），对于模拟现实生活的学习者的听力活动及听力理解大有裨益。

其次，注意教学程序的安排。听力教学应以过程为主，一般说来应有三个阶段：“听前”（pre-listening）、“听中”（while-listening）和“听后”（post-listening），课堂教学应该包括“presentation”“practice”和“production”，而不应该只把重点放在结果上。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步骤：




（1）听前活动。这是听力教学中至关重要的步骤。在这一阶段，教师先让学生了解所要听的话题，内容形式。其次，将与听力材料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介绍一下，这样可以激活或补充长时记忆；然后可以让学生参与各种热身活动，例如，讨论相关图画及相关经历；由某一话题产生联想（associate ideas or vocabulary with the topic）；对将要听到的有关该话题的信息进行预测及写出有关该话题的问题。此外，教师还可以按顺序提供关键词或提供与听力材料相关的问题。最后，让学生明确听的目的，以便学生知道该听哪些具体信息或需要获得何种程度的细节等。

（2）听的过程。学生投入紧张的对声学信号的感知、解码、筛选和重组的心理状态，继续对他们的理解力进行监控，同时灵活机动地采用学习策略对其理解力做出评价，如与预测是否一致。由于听力具有稍纵即逝的特点，此阶段教师不宜对学生听力进行干预。

（3）听后阶段。要求学生对短时记忆处理的信息即时重组、解码，存于长时记忆，降低遗忘率，可以进行复述、发表看法、写概要、角色扮演、写出类似的篇章及辩论等活动。学生完成这些活动后，自信心有所增强，也会有成就感。同时，教师要求学生对听力任务的完成过程与结果予以评价，鼓励学生对所用策略的效果进行自我评估和反思，对不同学生采用的不同策略进行相互比较或讨论。

三、听力策略训练的步骤

Oxford（1990）曾提出一个策略训练的模式，包含八个步骤：第一，决定学习者的需要和可支配的时间；第二，选择好要教的策略；第三，考虑采用结合正常的课程学习进行的整体训练；第四，考虑动机因素；第五，准备材料和活动；第六，进行“完全知情（completely informed）训练”；第七，评估策略训练；第八，修订策略训练。通过完善Oxford的八步模式，我们建立了一个听力策略训练模式，使其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这一模式分为五个步骤：




（1）结合学生的听力障碍，判断学生的策略需要，确定要教的具体策略。

（2）配合学生目前使用的听力材料编写策略训练计划，使所教策略适合听力任务。

（3）实施策略训练。首先，介绍并讲解策略，告诉学生何时使用该策略。然后，示范该策略。接着，让学生在听力中练习使用该策略。最后，学生自我评估练习和策略使用情况，从而提高他们的策略意识。

（4）通过测试、问卷、访谈等方式评估策略训练的效果，考察训练对学生听力成绩、听力技巧、策略迁移、学习态度等方面的影响。

（5）根据情况修订和完善策略训练。这五个部分循环往复，第五部分的结束并非全过程的结束，而是下一轮的开始，是一个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修正的过程。

四、高效听力能力的培养

传统的听力教学往往只注重学生听的结果，然后分析是词汇还是语法的原因导致了学生的误听误解，忽视了学生听力过程中思维所起的关键作用，这其实是造成英语听力教学长期低谷徘徊的瓶颈现象的重要原因。只有改进学习者在听力过程中的思维方法，听力教学才有可能踏上一个新台阶。下面是几种能提高听力能力的有效方法和技巧。

1．预测

从外部的声音信号到内部的听觉理解大致经历三个阶段：①感知阶段——裂化信息，听觉器官对连续音流的感知与切分，听者需辨明输入语流中的每一单音的音质以及连续音流中的各个语句的成分或片段；②短时记忆——解译信息，将辨认出的句子片段留住，并迅速不断地与前后的话语相联系（构成句法关系）；③长时记忆——使信息意义化，经过辨认和联系原语句以高度浓缩的形式，形成意思并储入长时记忆，从而完成听力理解。整个过程中，听者必须凭借已有的语言知识及背景知识并通过一系列认知策略在瞬间内完成。这些策略包括预测、筛选、检验、修正、记笔记，等等，其中预测是语言接受能力中最强有力的因素之一。预测是指听者在做听力理解之前，根据各种暗示如答题选项、对话标题等已有的知识对即将听到的内容进行预测；或者在听的过程中，根据已获得的有关信息线索预测情节的进一步发展或说话者下一步要叙说的内容。有时即使预知错了，也会马上调整，使自己跟上输入的信息。




预测的过程包括，话语对听者总体经验的缩小和听者对话语内容的扩展。当听者在看了问题以后，就从第一个句子开始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对所听话语进行一个总体预测，如话语的主体是什么？说话者的观点如何？话语的目的是什么？文中用了哪些事例来说明观点？听者大致确定这段话语的主题范围以后，就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分析和理解整段话语的有限范围。在以后的听力中，每一个句子又将进一步限制听者对于随后内容的预测。但是预测必须基于一定的规则，如语音、句法、逻辑等规则，换言之，听者在对信息进行深层加工时必须凭借这些规则。因此在预测技能的培养中，我们也可以从语音、词汇、句法、逻辑关系等不同角度进行考察。

具体操作上我们经常用到答案预测法、标题预测法、主题句预测法、围绕下文预测法、语调预测法以及关联词预测法。预测是听者一种自觉的参与性心理活动，是一项有效的认知技能，也是一种良好的听力习惯。听者只有首先增强这种积极预测的意识，并在听的过程中运用各种预测方法才能逐渐地养成积极有效的听力习惯。

2．联想

根据图式理论，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所获得的信息和知识都会作为一些抽象的知识结构或图式分布排列在他的图式里，即多个图式储存在记忆里。在听的过程中，如果听者所遇到的词与他大脑中的某个图式或其组成部分接近或产生某种联系时，这个图式就被激活了。此时听者在大脑中就形成了一个与那个词有关的更大更全面的概念或知识结构，从而帮助他理解和记忆。因此图式理论给听力教学的启示是：听者在听的过程中必须善于激活头脑中已存的知识结构，如以这些熟悉的词句为线索，联系相关的其他词句，那么新信息就更容易被理解并融合到已有的图式中，从而加深记忆，把短时记忆转变为长时记忆。要实现这一目标，联想无疑是最直接、最简便的方法。当然联想的内容、范围以及如何联想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不同的听力材料决定了不同的联想方式。其中听力时语义间的横向联想用得比较多，即在看到一个词时自然联想到与之相关的语义范畴，如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派生词等。




3．推理

不论是听句子、对话还是听语篇，听者都面对一定的语境。这意味着听者在听力理解中必须充分利用上下文信息来激活其长时记忆中与答题相关的知识，并且将激活的知识和上下文信息在记忆中进行综合，进而引出新的判断，这一思维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推理。事实上听力不仅是指听的能力（即接受信息的能力），更在于听者是否有能力捕捉其中的主要信息，并对它们进行科学的加工综合。听力理解不是单纯的语言信息解码过程，而是一种解码过程与意义再构建过程的结合。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形式所起的作用往往只是触发听者运用已有的背景知识对语言材料做出解释。因此听者的逻辑推理能力、背景知识和纯语言知识同样重要，我们应该提高听力理解的学习策略，包括有选择地集中注意力，根据上下文推断意义和运用背景知识辅助理解，比如运用文化方面的知识对主题进行预先判断，对说话者的意图做出合乎逻辑的推测、推理，等等。

4．提高短期记忆力

人的记忆分为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短期记忆是指听者将听到的词句暂时保存在意识之中，以便全部理解语言。短期记忆对听力理解尤为重要，因为能否记住刚听完的内容，是理解全文和选择答案的前提。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从听到理解遵循这样一个过程：听音信号的接收（输入）—记忆（储存）—相应符号的转换—理解终止（输出）。因此记忆中储存的听音信息量越多，理解的条件就越充分，答题的把握性就越大。然而人的短期记忆的时间和容量是有限的，大约为7±2个组块，记忆的时间可保持1~2分钟。要提高记忆力，需要进行记忆力训练，并掌握重点记忆法、复述记忆法和情景记忆法等技巧，此外还有用简单符号和简图记录短文主要内容，帮助记忆的方法。

5．形象思维能力




在听力中各种感觉起着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作用，听觉常常唤起相应的视觉形象，并且不断地受到视觉形象的检验。听者经过过滤机制对所听信息进行筛选后，通过图像记忆，将听到的信息要义转换成某一画面，如图表曲线图、地图路线、符号等，从而在大脑中形成相关事物的视觉表象，可大大提高听力理解的效率。

6．意象思维能力

听力理解中有时会发生这样的现象：我们虽然能听懂每一个词和句子，但依然不明白说话者的意图，或者出现判断推理上的偏差。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听者缺乏意象思维的能力。听力中的意象思维是根据听力材料中的词语、句子或篇章，经过分析、综合进行判断、推理的认识活动过程，是一种高层次、具有综合理解能力的思维。意象思维的方法一般包括三个步骤：（1）分析，即分析听力材料所描述的不同意象；（2）组合，即将不同的意象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情景；（3）判断推理，即根据组合意象进行判断推理，得出正确答案。

总而言之，听者可以根据自己在英语听力学习中遇到的障碍，采取上述相应的对策，各个击破或者多管齐下，这样才能快速有效地提高英语听力技能，为不断完善听、说、读、写、译全面的英语交际能力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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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英语阅读概述









英语是世界上应用最为广泛的语言之一。要学好英语，除了要有语音和语法做基础，有好的听说能力外，还要进行大量阅读。阅读是认识客观世界，发展智力和情感，提高思维能力和了解各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阅读也是吸取英语语言信息，增加语言知识，扩大词汇量的重要手段。阅读技能不仅是最重要的语言技能之一，也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学习技能之一。

第一节 阅读的本质

不同的人，不同时期，对阅读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说，阅读就是“阅读理解”，有人可能会说，阅读就是认识单词，就是明白其意义。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阅读理论将阅读看成是语言解码和从字、词、句中构造意义的过程。随着认知研究的发展，人们开始注意到非语言因素即已有知识对阅读理解的作用（赵艳芳，2001）。下面是Nuttall（2002）列举的三种观点，阅读是：

（1）解码（decode），破译（decipher），识别（identify）；

（2）发声（articulate），说（speak），发音（pronounce）；

（3）理解（understand），反应（respond），意义（meaning）。

第一种观点强调：阅读是单词的辨认过程。第二种观点强调：阅读是读单词、朗读。第三种观点强调：阅读是理解、反应，获得意义的过程。第一种和第二种只是解码，即把书写符号转化成声音。第三种反映了阅读的本质：阅读是一个积极的过程，在教学中，不应强调学生弄懂每一个单词，而是鼓励他们理解全文的意义，阅读过程更应被看成是课文之中“构造”的意义。

Siberstein（2002）在其“Techniques and Resources in Teaching Reading”中介绍了外语阅读教学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他提出，阅读理解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与文本之间是一种互动（interactive）的关系。




Nuttall（2002）认为阅读是交际过程。他在其“Teaching Reading Skills in a Foreign Language”一书中，列举了几种广为认可的阅读观点。他把文本（text）比喻为一只盛满了水的罐子，充满了意义。而读者的大脑如同一块海绵在不停地吸收意义。Nuttall认为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可能会遇到障碍。信息接收者的脑海里产生了疑问。读者是否能完全接收到作者的信息，取决于读者是否被动、信息的难易程度、类型、作者与读者是否使用同一语种，是否具有共同的常识和相似的经历。甚至取决于作者和读者之间是否有相似的态度、信念、价值观。

第二节 阅读目的和风格

一、阅读目的

所谓阅读，简言之，就是看书面材料，理解它所表达的内容。可通过默读（silent reading）和朗读（aloud reading）获得的理解称作阅读理解。朗读可能产生理解，也可能不会理解阅读内容。朗读不仅能增强记忆，培养语感，还有利于理解欣赏文学作品。可改正发音、增强节奏感，提高措辞和释义能力，能检查流利与准确情况。

读者根据不同阅读类型产生不同阅读目的。一种是为生存或生活而阅读，如阅读地图、药品说明书、菜单等。一种是为学习或获取信息而阅读，如阅读报纸杂志、教材、字典等；一种是为消遣而阅读，如阅读小说、故事等。根据读者不同目的和不同类型的阅读材料，通常区分不同的阅读理解类型。

（1）字面理解（literal comprehension）：目的是理解、记忆或回忆文章中明确表述的信息。




（2）推理性理解（inferential comprehension）：指运用读者的经验和直觉通过推理去寻找文章中隐含的信息。

（3）评论性或评价性理解（critical or evaluative comprehension）：目的是为了把文章中的资料与读者本人的知识和价值观念做比较。

（4）欣赏性阅读（appreciative comprehension）：为了从文章中得到感情上或其他方面的共鸣。

阅读的意义在于：

第一，阅读可以扩大词汇量，通过阅读而掌握词的用法是一般的词汇练习所达不到的；

第二，阅读能帮助学生了解不同文体、文章结构和写作技巧；

第三，阅读能丰富学生的文化背景知识，为其他英语技能打下基础；

第四，阅读能提高学生的判断、分析、归纳、推理及验证等逻辑思维能力。

二、阅读风格

Reid（1987）认为学习风格是指学习者自然地、习惯地，吸收、处理和储存新信息、掌握新技能的方式；而在其他一些学者看来，学习风格是指学习个体在处理学习材料、与他人和与环境交互时所采用的个性化思维方式（Ellis，1992；Ehrman、Leaver，2003）和相对稳定的习惯性行为（Keefe，1979；Willing，1987）。谭顶良（1995）认为：学习风格是学习者持续一贯的带有个性特征的学习方式，是学习策略和学习倾向的总和。尽管以上定义各不相同，但在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点：学习风格是学习者喜欢或经常使用的学习策略和信息处理方式。

Kirby（1988）首次从理论上探讨了阅读风格与阅读理解能力的相关性。他划分了三种不同的阅读风格：分析型、整体型及综合型。分析型读者注重单词辨识，但相对忽视意义的提取，主要依赖自下而上的信息处理方式；针对听力练习信息寻找答案；主要依赖文章字面信息，不充分利用世界知识、经验知识等发掘文章的深层含义。这种风格的学习者通常以阅读任务中的相关细节为目的，过于依赖文字表面的信息，不能充分利用先前知识或者发掘更深层次的含义。整体型读者试图避免单词或语法等细节，通常过于依赖先前知识而相对忽略阅读任务中所提供的信息以及阅读材料中的部分语言信息，主要依赖自上而下的信息处理方式；通常使用策略来避免直接应对语音、单词或语法等细节；主要依赖世界、经验等知识而对听力文章中的具体信息重视不够。综合型读者交互地使用前两种风格中合理的方面综合处理信息，学习策略的使用更加灵活，综合前两种风格中的合理部分，针对不同听力任务灵活使用不同的学习策略。
























第七章 英语阅读理论研究发展









阅读是人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认知活动，是人类汲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认识周围世界的途径之一，是学习所有学科的基础，也是掌握外语的重要途径。由于文字的产生，使得把语言的声音信息转化为视觉信息并长期地保存起来成为可能，从而突破了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使人类社会所积累起来的经验能够系统地保留并广泛传播，极大地方便了人类的认知过程，提高了认知效率，使人类能够发展并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文化。在现代社会中，阅读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要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常运转，就离不开阅读活动；要使新生一代学习前人所创造出来的经验，也离不开阅读活动。阅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英语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为一种国际通用语，成为国际交往中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重要的工具。

在二战后国际交往中80%以上用的是英语，而世界上目前把英语作为外语学习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把英语作为本族语的人数。在把英语作为外语的学习中，无论是从学习过程还是从学习目的上来说，英语阅读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就把英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而言，大多数英语学习者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都会发现，阅读是他们学习英语的主要原因。有人甚至认为，阅读技能即使不比口语技能更为重要，也起码是同等重要的。

第一节 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阅读研究

有人把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阅读研究称之为古典阶段的研究。在这个阶段里，它的理论来源是传统的关于文章阐释的学问——语文学，即从文字出发来求解文意的过程。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外语阅读也通常是从文字出发，在弄懂词句的基础上达到对篇章的理解，因此这个阶段的重点在于词汇知识。阅读理论研究的突出影响是美国外语教学界发起的词汇掌握运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Michael West编写《通用词汇表》。与此同时，从心理角度出发的阅读研究也在进行中。这类研究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G.L.Romanes（1889）做的关于阅读速度的研究和Cattell（1890）所做的关于字母和词的识辨研究。在19世纪80年代后大约20年的时间内，当时的研究已经涉及大多数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重要的阅读的基本过程，其中包括字词认知的线索、边缘视觉的作用、对于课文的记忆以及阅读时的内部言语等。这个时期主要集中研究阅读的心理过程。这期间，E.B.Huey（1980）在“The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of reading”一书中，综合了当时的阅读研究成果，还讨论了内部言语的作用、意义和性质，阅读研究的历史，阅读的方法等。他还试图把阅读心理的研究与阅读教学法联系起来。但从此以后的近半个世纪里，阅读研究一直没有太大的进展。




第二节 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阅读模式研究

从20世纪60年代起，认知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的蓬勃发展为阅读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语言学研究的转向和心理过程的研究把阅读研究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到80年代初，许多学者提出的一系列阅读模式，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四个：Gough提出的信息加工模式；Goodman和Smith的心理语言模式；Rumelhart的交互模式；Adams等人的图式理论等。


一、信息加工模式


Gough（1972）提出的信息加工模式，也被称作自下而上模式，描述了阅读的整个过程，即从看到文字的时刻起一直到了解文字的意义为止。这个模式对单个的语言单位（如音位、字位、词）进行解码，并从最小的单位到最大的单位构建篇章意义，然后修正已经存在的知识以及基于篇章信息所做出的预测。首先，眼睛每次扫视过的字母都在大脑中形成图像表征（iconic representation），并进入特征注册表（character register），将特征注册表中的内容和音素的系列相匹配。由于在心理词典的条目中，意义的表征是通过语音特征指向语言符号的，这样读者就可以通过音素的表征来提取心理词典的条目内容，从而达到理解意义的目的。这种模式也被叫作数据驱动（data-driven），或基于篇章的（text-based）模式。和这个模式相似的是Laberge & Samuels（1974）的信息自动加工模式。这个模式仍然以文字为出发点，解释读者感知印刷信息并输送到大脑的各个部位以供加工的过程。它的一大缺点是忽视了意义，以至于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感知是关键因素，而理解并不十分重要”（Bernhardt，1991）。这种阅读解码模式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尤其是Smith和Goodman对这种模式提出了强烈批评并提出了新的阅读模式。




二、语言心理模式

Smith（1973）认为，解码假说声称书面语言只有转换成实际的或隐含的语音才能被理解，这个模式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他把阅读中所需要的信息分为两个种类：视觉信息和非视觉信息。这两种信息的作用在一定的范围内成倒数关系，一种信息更为充分就意味着对另一种信息需要的减少。Goodman（1967）也认为，把阅读看作是对一系列的词的知觉，那是把阅读过程过分简单化了，是一种错误的概念。因此他提出了一种依靠读者事先所具有的句法和语义学知识的心理模式，也叫自上而下模式，他本人则称之为“心理语言学的猜谜游戏”。在阅读错误分析研究和阅读中的心理语言学共性研究的基础上，Goodman逐步完善了他的心理模式，也叫概念驱动模式。这种模式从高端的信息出发，根据已有的知识，对文章进行推测或假设，然后依据篇章信息对预测或假设进行验证。所以，有人称之为“基于知识的模式”。他用四个相互交叉的椭圆形表示在阅读过程中，由视觉信息开始，通过知觉和句法处理，最后到达意义的过程。他还进而把这个过程分成五个步骤：①识别； ②启动；③预测；④修正；⑤结束。他强调背景知识在阅读中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他和Smith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后者坚决反对语音先于意义的说法，认为是先有意义才有声音。




在这些持“自上而下”观点的学者看来，意义已经存在于读者的大脑中，读者的视觉对文字的处理只是进一步证实他们的猜测。他用了一个典型的句子来支持他的观点“We should read the minute print on the permit”。在这种观点看来，高端的知识似乎起着驱动和指导作用，而读者不过是在提取篇章信息去验证假设。Goodman的模式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人甚至称之为“自上而下革命”，认为它对人们了解读者的阅读行为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这种模式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

高端的知识，即Smith所说的非视觉信息的作用被过度夸大了。他们通常强调高端的技巧，诸如通过语境线索或某些背景知识做出意义预测，而忽视了像词汇和语法形式等的快速和准确的识别这些低端的技巧。为了突出流利的阅读是一个认知过程，他们有意地贬低这个过程中知觉和解码方面的重要性（Eskey，1998）。Weber（1984）就明确表示，这种模式难以充分包容重要的实验证据。因此，对于非熟练的读者，尤其是外语读者的阅读过程，该模式的解释力显然有些不够充分。

三、交互模式

上述两种模式通常被认为是线性的，信息处理需要经过几个非交互式的阶段。每个阶段独立工作然后把处理结果传递给下一个阶段。信息传递的方向是单向的，高端信息无法影响低端的信息处理（Samuel，1998）。Rumelhart（1985）认为，阅读过程受到五种知识的制约：词汇、正字法、句法、语义和语境。这些知识从高端影响我们对篇章的处理和最终的解释。在阅读过程中，在各种水平上同时产生的各种假设共同构造对于进入的字母串的解释，信息中心是各种信息的交汇处。

阅读过程不仅仅是从篇章中提取信息，而是阅读行为激活读者所使用的一系列知识，这种知识又反过来受到来自篇章的新知识的纯化与扩展。阅读被看作是读者和篇章的对话。和心理模式相比，这种模式对感知加工，即对不同层次的形式特征的快速、准确的识别赋予了更大的重要性。支持交互模式的许多证据表明，阅读能力较差的人只不过是还没有获得自动化的解码技巧（Stanovich，1980）。因而，不得不在语境猜测上花费更多的加工时间，而心理模式却认为他们缺乏这种猜测能力。对于流利的读者而言，他们不必降低速度对语境进行猜测，因为他们的语境解释技巧不至于造成加工能力的过载。显然，交互模式的理论能够对阅读过程中的许多现象加以解释，而用信息加工和心理模式来解释则是有困难的。




在80年代，Rumelhart又对他的模式从平行加工的角度做了新的解释，从而在阅读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中引发了大量的引人注目的探讨和研究，其中Stanovich的交互补偿模式就是在Rumelhart的模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心观点是“任何层次的步骤都可以对其他任何层次的缺陷加以补偿”（Samuel、Kamil，1998）。之所以说它是交互式的，是因为在任何阶段，不管在系统中处于哪个位置，都可以和其他任何阶段沟通；之所以说它是补偿式的，是因为它认为任何读者在某种，尤其是更常用的知识源暂时较弱的情况下，都可以依赖比较发达的知识源。交互模式得到了许多阅读研究者的赞同。Weber（1984）评论说，交互模式旨在具有更好的包容性、严密性和条理性，强调了篇章的文字显现，不同层次的语言知识和过程以及各种认知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Stanovich（1980）、Perfetti（1985）和Waltz（1985）等都对这种模式表示了相似的观点。

上述模式的构造者各自从不同的视角和着眼点对阅读过程进行了描述。他们由于选用了不同的研究材料、研究对象、阅读水平和环境因而得出了不同结论。实际上，每个模式描述了阅读的一个独特的方面，这些模式已经被广泛地用在无论是把英语作为母语还是外语的教学中。

四、图式模式

近二十年来，阅读理论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对图式理论的研究。和交互模式紧密相关且极为接近的是关于知识表征的理论，即图式理论，这种理论的最近发展对当前的篇章理解观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阅读研究中，这是影响极大并具有较强解释力的一种观点。图式本是认知心理学中的一个术语，Bartlett在《记忆》一书中使用了图式（schema）一词，指图式是过去的反应，或过去经验的积极组织。（Anderson、Pearson，1998）。Bartlett认为，图式是个不断发生作用的既存知识结构，遇到新事物时，只有把这些新事物和已有的图式相联系才能被理解，因此图式又被称为认知框架。所谓图式理论就是运用这一认知心理学理论，分析这一认知框架在阅读过程中的作用。




完善起来的图式理论（Anderson，1977；Rumelhart，Ortony，1977；Adams Collins，979；Rumelhart，1980）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任何篇章，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其本身并不承载任何意义，而是向受言人或读者提供指示该如何从他们先前获得的知识中检索和构建意义。读者先前获得的知识叫作读者的背景知识，先前获得的知识结构叫作图式（Carrel，Eisterhold，1998）。根据这种理论，我们的知识不是静态的，而是不断重新组织的结构，在信息的认知加工过程中重新结合到已有的图式中去。无论是信息加工模式还是心理模式，其加工过程都离不开图式知识。Widdowson（1983）认为，图式是一种把信息系统地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的认知结构。阅读理解的突出特征是，以基于篇章的加工过程和以知识为基础的加工过程的相互作用，而后者和存在于读者大脑中的背景或图式紧密相关。在这个交互作用的过程中，读者要把篇章材料和自己的知识相关联，无论是单个的词、句子还是整个篇章的理解都不能仅仅依赖语言知识。理解的过程受这样一个原则主导：每一条输入都映射在某个已经存在的图式上，该图式的各个方面与输入信息均兼容。这里面又包含了信息处理的两个基本方式：“自下而上”加工和“自上而下”加工。前者由输入的数据启动，数据特征通过最佳匹配的底层图式和系统融为一体。图式呈等级结构，最概括的位于上层，最具体的位于下层。当下层图式和高一级的图式相汇合时，高一级的图式便被激活。后者是以高一级的较概括的图式为基础做出概括性的预测，然后在输入的信息中加以搜寻并结合进高等级的图式中去（Carrell，Eisterhold，1998）。

背景知识对阅读理解产生影响时，通常区分出两种图式：一种是修辞图式（rhetorical schema），即关于不同种类的篇章的修辞组织结构的背景知识；另一种是内容图式（content schema），指的是关于篇章所描述的内容领域的背景知识（Carrell，1998）。在阅读中倘若读者未能激活适当的图式，修辞的抑或内容的，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理解障碍。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作者在篇章中提供的信息不足以让读者启动自下而上的加工模式并进而激活读者已有的图式，另一种是读者不具有作者所预期的那种图式。在阅读研究中后者才是阅读研究者所关注的对象。根据Anderson（1977）、Johnson（1981）和Carrell（1981）等的研究，篇章所预设的隐含文化内容知识和读者所具有的文化背景知识内容相互作用从而使基于读者本身文化的篇章和句法比基于更生疏的文化的篇章更容易理解。在对修辞图式的研究中，Carrell（1984）的实验表明，在内容为常量的情况下，改变修辞结构会明显地影响到第二语言的理解。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读者理解篇章所使用的知识图式比篇章的结构和模式要重要得多。




图式理论认为，在阅读理解过程中，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的运作在各层次同时发生。输入信息作为实例证实图式结构中的相关概念或填补图式的空白，当输入资料提供的信息和读者的图式知识或根据图式知识所做的预测吻合时，自上而下的概念驱动可促进两者的同化；而当输入信息与预测不吻合时，自下而上的运作过程帮助读者对此做出敏锐的反应。自上而下过程还有助于读者利用已知的概念，消除歧义，从输入信息中选择合理的解释。图式理论还对图式知识的内容做了研究。Carrell认为，图式结构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引导理解文字内容的内容结构（content schema）和引导理解文字中修辞组织的形式结构（formal schema）。

图式理论的研究促使专家们修正单纯的自上而下的阅读模式，相互作用阅读模式由此产生。相互作用阅读模式是近年来理论研究的主旋律。相互作用理论既重视运用图式知识进行预测、推断这些高层次阅读技巧，又强调低层次的迅速解码能力，在实际阅读过程中两种能力可以互为补充。如果读者的低层次迅速解码能力欠缺，高层次的背景知识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反之，如果读者缺乏对阅读内容、背景知识的了解，就只能依赖对字面的解码来获取意义。
























第八章 英语阅读理解过程









随着心理语言学的发展，人们对阅读问题的探讨不再仅仅停留在如何指导学生学习和掌握阅读技巧这一层面，而是放在如何深入研究整个阅读过程，以便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探索对训练阅读能力，特别是阅读理解能力的更有效提高的对策。


第一节 阅读理解的心理层面分析


一、心理习得与认知维度

阅读英语表音文字与阅读汉语表意文字一样，读者在心理上都有一个绵延期。比较两种文字，表音文字音域和义域的相关度较汉语强，但并不造成情感反馈上的巨大差别。读者的情绪波动受文化心理因素的影响较大，而且持续的时间较长，因而心理绵延有较浓的情感色彩。不同的文化造成不同的人文环境和文化理念。而个人社会层次、人际关系及观察视觉的差异，也使人们的思想境界和文化心理各不相同。阅读理解是读者主体对客体世界特征的认知过程，交际双方文化理念和文化心理不一致，个体交际策略和个体在感知环境中的感受就难统一。

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主体只是客体世界“部分的对方”，其悟性局限于个人的视觉维度、心理知觉维度和情感感应维度。因此，情景心理运作具有机会运作的色彩。一个人学习母语时，语言习得和文化习得是同步的。但在学习目的语时却不同步，因为在母语文化环境中学习目的语，不仅存在语言的错位，而且存在文化的错位等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中介语和中介文化现象。究其实质，中介文化现象只是复杂心理运作过程中的一种有形表现形式，它需要通过心理习得修正。阅读交际是非往返式交际，心理习得不可能是错与纠错的简单机械重复，因为读者无法获取固定的心理习得参照对象。在作者写作心态和交际理念较难预测的情况下，阅读心理习得呈现波动反复的特征。习惯于语篇分析的读者，对此有较深体会。心理习得有有意识和无意识之分，语篇分析属于有意识习得，而更多的习得是无意识的，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文字信息对读者心理层面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文字形式变化所代表的文化含义的深度上。如果读者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和较好的西方文化素养，即使理解一时出现偏差，读者也很快就可通过无意识的心理习得来纠正。所以把探讨西方文化理念作为心理习得的切入点，比较符合汉文化的注重和谐节奏、以大观小的阅读心理，一旦建立起宏观认知维度，苦思冥想就被觑巧通变所取代。“变无知为有知，变有我为无我”，阅读心理习得方能渐入佳境。




二、场景与空间意识

英语阅读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思维场景，文字的组织、集合和配置本是一个构图过程。文字信息图化后映射到读者的思维镜面，经过抽象系统过滤，发生自我反思性投射。投射好比一个心理定位过程，发生于一个多元选择场景之中。在投射区间，读者的主观意识和客观意识彼此交汇、相互渗透，通过场景中的情景参量变化，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可是，读者的思路仍受到形象拉力作用的牵制。故作者要想情胜于文，用文字在情感上打动读者，首先得创造出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形象。因此，形象产生的意象境界是虚和实的结合，以实带虚，以虚衬实，化景物为情思，才能使读者有美的感受。

由此可见，阅读理解离不开一定的想象空间。但是，在空间意识上，中西方文化有很大的精神意境上的差别。这点往往被研究英语阅读理解的人们所忽视。每一种独立的文化都有其基本象征物，用以表现文化的基本精神。西方文化意识崇尚宇宙，着眼于宇宙无限的空间。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在空间追求上的意趣不是往而不返，归于无垠，而是向往回旋反复、“静照空灵”的境界；阅读由义生意，由意生灵；灵动则念生，念生则神驰。经过这样一个心理运作过程，读者才能有所领悟。我们在从事英语阅读实践时，应致力于营造一个相对宽广的信息场，使两种文化、两种思维方式有相互照应、补充的回旋余地。只要交际双方在空间意识上得到协调，相互间才会出现“彼此系连，交互映发”的机会。




三、反思与自我认同

反馈延时是阅读心理活动的主要特征。阅读理解实际上是读者通过形意时空组合所达到的意境。认知感悟的时间拖得越长，反思的时间跨度也随之加大，一旦交际双方的信任机制出现危机，自我意识便会急速膨胀起来。于是，怀疑和批判意识登堂入室，成了理解的前奏准备。

在当今世界，知识和经验的传递日渐复杂化。一方面，由于各种新型电子媒介的出现，全球信息传播距离缩短了；另一方面，技术上的过细分工使权威多元化，用英语出版的书籍、报刊和杂志的文化含量呈急速增长的趋势。在巨大的时代压力下，反思成了人们思维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充斥于英语阅读活动之中。读者为求得理性和情感的某种妥协和平衡，往往走反思这条捷径。反思意识权重的加大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反思机制对阅读理解的冲击是巨大的，反思不一定使人的认识变得客观。恰恰相反，反思倾向于积极动员个人的自身运行机制，以自我为中心来观察问题，故有很大的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思机制与信任机制是背道而驰的，只有当反思的自我发展倾向具有内在参照价值的时候，反思才能起促进理解的积极作用，这就是自我认同。也只有真正地认识自己，才能客观准确地认识他人。这对英语阅读交际双方——读者和作者都是一样的。

毋庸讳言，英语阅读活动中出现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机制，一方面由现代性制度所塑造，同时也塑造着现代性制度本身。就知识、经验和其他信息的传播而言，英语阅读活动的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授予关系，自我也不再是受外在影响的被动受体。值得注意的是，在读者阅读思维活动中，存在着一些与自我反思互动的结构性特征，例如制度性反思、时空重组和情景抽离化机制等。由于这些机制的出现，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极致的发挥。情感理解成了知识和经验的外延（extensionality）和个体思维意向（intentionality）在心理层面交糅互合的产物，成了反思和自我认同在情感上的一种宣泄。




第二节 阅读理解的认知过程分析

从心理的角度来看，阅读不是一个被动的机械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和积极主动的思维过程。美国著名心理语言学家Goodman（1967）视阅读为心理语言过程，认为阅读是心理语言学的猜谜游戏（a psycholinguistic guessing game），是思想和语言相互作用的过程。阅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借此过程，阅读者尽可能最好地重建以文字编码的信息。Goodman将这种重新建构的行为看作一个取样、预测、验证和确信的循环过程。Bernhardt认为外语阅读具有自己的特点，应当从心理学角度来认识外语阅读的特殊过程。以Smith为代表的认知论者鼓励读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背景知识来克服语言障碍。在整个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中，研究语言的理解极为重要，而且是学术界一直探讨的课题（桂诗春，1991）。语言的理解过程就是读者把其感知的字、词、句、段等转换为语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读者需要运用所学的各种知识，如字、词的构成及其意义，语法知识，篇章结构，背景知识等，把这些信息转换成一种与现实相吻合的思维表征。认知心理学认为，阅读理解的过程包括以下方面。


一、字词视觉感知阶段


感知阶段即对输入的语音或书面字形的印象进行早期加工，识别字词。它是在关于语音、词形、词态、短语的语言学知识作用下对语言输入进行知觉加工。读者接触文章内容时，首先要通过视觉将其映射到脑海中，在大脑中形成一定的印迹，这一过程是理解过程的初始阶段，为下面进行句子结构与语义分析做了充分的准备。视觉感知过程包括字形视觉感知、字词检索与辨认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必须对语言符号，即字形、词、标点符号等做出区别性的视觉反应，眼睛随着符号从左向右或从上向下移动，并不时停下来感知某些符号，产生了一个单词辨认过程。关于单词辨认的研究，有两个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词汇提取是通过激活一组“大脑词汇表征”（logogens）而进行的。感知的信息如拼写、语音、词性、语义等直接输入到词汇存储表中。每一个词位（lexeme）或单词都与一个表征形成对立，一旦感知的特征与表征内存的信息相吻合，即达到理解的目的。另一种观点是：词汇的提取是通过对一个存储库进行连续检索而形成的。感知的信息首先转换成一种模型，然后才被输入检索系统，直接找到与之相匹配的信息。两种模式虽有差异，但都提供了一个字词视觉感知的框架；词汇的提取可以通过以视觉为基础的整词辨认，也可以运用语音规律来辨认。可辨认的效率与词汇出现的频率、上下文情境、读者长短时记忆差异、刺激大脑的强度、文章的长度等有关。了解这些理论将有助于学生正确看待阅读理解中的生词。

二、句子结构分析与释义阶段

分析阶段包括语句分析和语义抽取。该阶段首先对语句进行语法分析，把握语句的表层结构。然后，根据词义、语义来理解句子。进一步则根据上、下文和以前的知识进行语义分析，形成对句子的语义表征或综合编码。理解句子结构应从语法和意义两种角度审验，二者缺一不可，相互制约。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要弄清句意，就要从词汇语法角度分析、释义。释义的过程是把句子分割成有意义的小段命题，并把多个命题综合起来得出整体意思的过程。释义的过程还包括如何理解句子潜在的含义。读者不仅要借用句子结构分析和词义搜寻与提取等手段，还需分析词汇与用法之间的关系，字与字之间、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等，判断作者的真实意图与句子的隐含意思。这些认知能力涉及读者对事物的认知能力、背景知识、对语言文化的理解等。在语用学中，言语行为理论通过分析语言的功能，推断出言内之意和言外之意。会话合作原则通过分析违反会话合作原则的言语推断出其含义。总之，释义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是一种高级神经系统的心理活动，需要读者调用一切言语和非语言（认知策略）手段进行信息译码加工。在这一过程中，读者从以视觉感知文章的语言符号进而完全理解了文章的意义，因此，这是一个与语言知识、个人经验等相联系的认知加工过程。





三、语篇理解阶段


篇章语义的理解是建立在对单句的理解之上的。实验证明，人们往往记住的是文章大体内容而不是某个单句结构。但是人们又是如何将一连串单个句子所表达的意思综合成一个连续的思维表征的呢？引起心理语言学家兴趣的是Halliday和Hassan的连贯环节理论（cohesive links）。他们把连接纽带分为五大类：连接手法、相关信息、替代、省略、连贯词语。读者在阅读时不断利用语言线索，如代词、冠词、短语等与前置词的关系和距离等因素，推断出上下文间的关系，从而把零碎的语言信息连接在一起。但仅仅依靠语言线索还远远不足以完成综合过程，根据库克的应用语言学原则，还要借助于逻辑限定、情景映现、情节牵引等来填补信息差，使语句中没有明确表示出的信息具体化、明朗化、整体化。


四、信息存储与提取阶段


使用阶段理解者根据一定的目的，对语词信息的意义制订可应用的行动计划，组织中介反应。阅读不仅仅是简单的“读”的过程，它应是在理解基础上长时和短时记忆综合的过程。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将记忆中存储的语言知识、社会知识、专业知识及其他知识综合、分化、排列，再根据文章内容进行比较筛选，肯定与否定，对内容信息进行吸收和同化，做出评价。具有评价阅读材料的能力是阅读理解的重要方面。读者在阅读时不知不觉地要受到大脑中已有图式的影响，运用图式去处理输入的信息并不断在大脑中形成新的记忆轨道。美国人工智能专家Rumelhart用图式理论解释了以等级层次形式存储长期记忆中的一组“相互作用的知识结构”：人们头脑中储存着各种各样的图式，如问路的图式、用餐的图式、使用电脑的图式，等等，外界信息激活图式引发联想。阅读中的理解就是使输入的言语信息与记忆中存储的有关信息整合起来，并相互作用的过程。如果缺乏有关信息，或者未能激活记忆中的有关信息，那么就不能或难以实现理解。所以理解的程度也取决于个人的记忆结构（即图式）的数量与质量。人们常说读得越多，就读得越懂，也就是这个道理。例如，阅读一篇有关电脑网络的科技论文，对电脑知识了解越多的读者肯定比那些所知甚少的读者理解率高。阅读能获得更多的知识、经验，而且丰富的知识、经验又有利于更有效地去阅读，由此循环往复，阅读水平将逐渐提高，知识、经验也将日益丰富。





第三节 阅读理解障碍分析


一、直观信息（visual information）接收的障碍

按照Smith（1978）的说法，为了理解语言，读者必须利用直观信息和非直观信息。Smith所说的直观信息，是指印在纸上的文字符号，是人眼可以直接从文章中看到的信息。它包括字母、词、句子等语言形式。获取直观信息是对语言形式及其表达的字面意义的理解，是进一步结合非直观信息进行深层次理解的前提。既然字面理解层是阅读理解的第一步，这里自然就是读者首先遇到障碍的地方。影响读者接收直观信息的主要因素有，词汇量太小，成语掌握得不够或语法不熟练等。阅读就是读者把文章由语言符号转换成意义的心理语言学过程。在这个解码的过程中，直观语言信息是基础。如果读者在这里出现了问题，阅读理解将无从谈起。这就如同让一个不认识几个字的人读书，其结果可想而知。当然，这种障碍大多出现在基础阶段的个别学生身上。

1．词汇障碍

词汇是搭建语言的基础，要想快速提高阅读能力，阅读者必须有足够的词汇量。词汇量太小，成语掌握得不够或范围狭窄等，是影响读者接收直观信息的主要因素。《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规定：1~2级要求掌握3400~3800个单词及一定量的词组，但事实上有的学生甚至中学学过的1630个词汇都没有完全掌握。Nuttall 指出：阅读的最低要求是共享语言符号，即作者与读者用同一种语言进行交流，并且读者对该语言有一定的了解。




在阅读中，学生对单词不熟悉，一味地靠从上下文推测词义，必定会影响阅读速度和对文章的理解。 Stanovich （1980）曾指出：阅读速度的快慢取决于读者识别单词和构建意义的速度，而不是运用预测的能力。Van Dijk 和Kintsch 也认为：熟练的读者可以用由下至上的方式迅速解码单词，通常无须预测。在阅读中如果文章生词过多，工作记忆负担重，势必影响自下而上的字词理解能力。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量提供有根据的猜测，即使有好的猜测能力，理解自然也不能顺利进行。

2．语法障碍

Stanovich （1980）曾经提出在阅读过程中，有三个层次的因素在起作用。它们分别是词语识别、句法分析、语境知识。语法相对词汇来说，是英语学习中比较难掌握的知识。部分学生对英语语法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对各种句子结构及句型不能进行正确的分析；对句式的识别，信息词的掌握不够；对多重复合句式，长句式的出现存在心理障碍；对一些联系上下文，表示转折、因果关系的副词、连词识别不敏感，这些都限制了阅读的速度。

二、非直观信息（non-visual information）欠缺的障碍

Smith（1978）认为：直观信息的作用非常有限，要想使直观信息有意义，读者还需要有非直观信息。非直观信息包括对文章所用一定语言的理解，对所论主题的了解和阅读技能。为了区别直观信息和非直观信息，Smith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灯一灭，直观信息就随之消失，此时非直观信息早已存在于你的大脑中眼睛所看不到的地方。”由此可见，直观信息是来自所读文章通过人的视线获取的信息，而非直观信息是读者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累积的各种知识，它有条不紊地储存于长期记忆中。




1．英汉语语言文化差异障碍

阅读的障碍有时并不是由于生词、语法结构造成的，而是由于文化的差异造成的。语言文化的差异包含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差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一部分。

（1）英汉语词汇的文化差异。词汇是语言学习的各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对词汇的解释也必然能体现民族或文化的差异。如“西风”在汉语中是“凄凉、萧条”的代名词，而在英语的“west wind”却是希望和力量的象征。

（2）英汉语句法的文化差异。英汉语两种语言在句式上的差异也反映出两种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式。西方传统思想持尊重自然、尊重客观的态度，中国传统思想却强调主观作用及其重要性。因此英语重客体，语言有扎实的逻辑基础，一般句子较完整，而汉语句子结构主要以语序为中心，在表达中，不管句子结构是否完备，只要表达出意义即可。

2．背景知识障碍

在我们的阅读中，选文题材广泛，内容涉及要闻播报、实事评说、人生哲理、教育要义、历史逸事等，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因此只有通过多阅读，才能让学生在自然而然中，感受、体验、积累和模仿，才能丰富我们的背景知识。因为大量的阅读可以广化、深化、美化学生的语感，并培养学生的语感。背景知识的缺乏会直接影响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例如，对于一些生物科学的文章，文科学生可能会摸不着头脑；而对于一些关于宗教理论等方面的文章，理科学生又会觉得生疏难懂。知识面窄，特别是缺乏西方国家社会生活习惯等方面的知识，也会造成英语阅读的障碍。只有多读，多接触，才能熟能生巧，才能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加深文学功底和修养。

3．阅读技巧障碍

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类的理解是以策略为基础的，在阅读过程中人们总会借助各种策略提高理解效率。阅读技巧得当，易于产生正确的理解，阅读速度也就快些，阅读技巧不当，理解就有困难，事倍功半。我们先来看看一些不良的阅读习惯。第一，指读。“指读”这种单纯的机械运动不仅会减慢阅读速度，而且还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错误的方向。第二，声读。阅读能力欠缺的学生会认为有必要大声读出阅读材料中的单词，这样做很容易将阅读速度和说话速度混淆起来。众所周知，一个人的阅读速度几乎是说话速度的两倍。第三，复读。所谓“复读”是指读者沿已读行逆向再读。复读的一般形式就是重复读过的单词或者短语一遍甚至几遍才读到下文，复读是阅读能力差的表现。第四，译读。很多中国学生在阅读时，总是用自己的母语去思考，将每个句子都译成汉语，这不仅会影响阅读速度，也会使自己陷入阅读的误区。




4．焦虑心理障碍

众所周知，在我国，英语是作为外语而学习的，学习者和目的语之间有一段相对较长的心理距离。俗话说，疏而生，生而畏，于是焦虑就产生了。心理研究表面，积极的情感或情绪提供推动力，消极情感提供抑制力。学习者的认知行为会因为被抑制而出现阅读中的思维迟钝、逻辑混乱不清等现象。这样就压抑了信息接受能力，影响了阅读效果。






























第三部分

英语听力与阅读
































第九章 英语听力与阅读的结合









大学英语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英语要从“听”入手，这是很多语言学家已经达成的共识，但目前在我国实际英语教学当中，教学重点过分地倾向阅读，没能很好地将学生的阅读能力转化为听力能力，导致“听”这个学生摄取和传递信息的重要途径较为薄弱。让学生不仅能看懂，也要听懂英语，这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全球化时代人文基本素质的重要构成部分。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将阅读教学与听力教学紧密结合，利用阅读教学活动提升听力教学水平，是我国高校目前亟须探索的问题。

阅读既是已有外语知识的应用，又是新的外语知识和言语材料的吸收和积累。阅读的教学目的主要是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言语能力。听则是听话者通过感知语音再现说话者借助语音所传递的信息的过程，是听话者运用记忆中的知识和经验理解有声话语所传递的信息的过程。作为言语理解的两个不同方面的阅读和听力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听力和阅读之间的密切关系表明，英语听力和阅读教学既增加了学生大脑中听力和阅读共享的信息资源，又增强了学生利用已有知识对于英语听力和阅读理解内容的预测和判断能力，从而增强学生言语理解的能力。

第一节 英语听力与阅读的相关性

语言学家Krashen在他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中指出，发展外语能力主要依靠两种途径：语言学习和语言习得。语言学习指有意识地学习外语的知识（包括语法、规则、语音、词汇知识）；而语言习得类似儿童习得母语的过程，通常是在大量语言信息的刺激下，通过语言的自然交际获得的。Krashen（1981，1982）认为习得比学习更重要。只有以本质上属于自然语言习得的方式进行英语的学习，才能真正掌握自然运用语言的能力，特别是用所学语言进行思维。大学英语听力教学总是习惯于在课堂上对所选听力材料进行反复精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听懂、学会，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专家们理论上的误导也使听力教学走进了进退维谷的死胡同，改革势在必行。Krashen认为，语言学习是建立在足够量的可理解的语言输入（读和听）的基础之上的。读和听作为领会式技能，是获取语言知识的渠道，是打好语言基础所不可缺少的途径，也是说和写、译（输出）的前提。没有输入就谈不上任何的输出。




根据Krashan的输入假说，提供大量足够的可理解的语言的输入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而阅读和听力正是语言输入的重要环节。“听”是输入的关键，听懂别人的意图才能与之沟通与交流。而阅读是语言学习的切入点，是提高语言应用能力的基础，能促进听、说、写、译能力的提高。在非英语的语言环境中学习英语，阅读无疑是大多数人吸收语言素材的最重要的方式，在阅读的时候，有意识地掌握语言形式和规则，不仅有助于语言知识的积累，还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语言应用能力的提高。显然，英语听、读能力之间是相互促进、互为支持的，利用这种相关性，我们可以在教学实践中以读促听，读听结合，使阅读和听力的教学效果都得到有效提高。

首先，心理语言学认为：理解无非是根据声音（或者文字）来建立意义，理解的过程就是意义建立的过程。也就是说，理解是要把听到和看到的信息反馈到大脑中，然后大脑对这些信息进分析、记忆、推理和判断，最后得出结论，这就是意义建立的过程。在听力理解过程中，听者运用听觉感知，对语言材料进行解码并做出种种推断，即在辨音的基础上，运用认知效应对该语言材料作各种解释、判断，达到理解。而阅读是一个复杂的双向交流活动，是阅读者和文字之间充满意义的互动过程。在阅读的过程中，阅读者采用各种认知手段，运用相应的认知效应和文化背景知识，对书面语进行辨认，运用头脑中的图式，与作者进行积极的相互作用，然后做出判断和创造性的理解。由此可见，阅读理解过程和听力理解过程具有相同的认知机制，两者都包含了语言感知、词汇识别、句式构造、语义图式、意图推导的过程。英语听力和阅读理解能力都是一种由速度、记忆、判断、概括和理解紧密联系的综合能力。听力和阅读两者都是英语学习的输入阶段，是领会式言语活动。两者都是对语言信息进行解码和意义再构建的过程，属于理解性和接受性的语言使用过程。所以，阅读者会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地运用认知过程和判断理解过程，从而不断地完善这种能力，这无疑会对听力理解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次，阅读的过程是学习者自外而内地获取语言的输入过程，阅读可以为听力积累和扩大词汇量。在大量广泛的阅读过程中，学生积累了大量的词汇，掌握单词的发音、拼写和意义，把握句子结构、语法等语言知识，了解英语行文的基本知识和特征，为听力理解做好了相应的铺垫。研究证明，不了解所听语音材料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是学生提高英语听力能力的一个瓶颈。如果没有一定的语言知识和文化背景，即使听懂了每个单词的意思，也不一定能知其意。通过广泛阅读这个问题可以迎刃而解。阅读涉及政治、历史、科技、经济、天文、地理和风土人情等，可以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学生对背景知识的了解和积累，从而促进听力能力的提高。

最后，“听”是通过听觉器官把语言刺激送到大脑中形成记忆，阅读是通过视觉器官把刺激送到大脑里面形成记忆，两者使用的器官不一样，信息在大脑中存储的部位也不一样。然而，阅读和听力都是语言信息的输入形式，通过反复的阅读和听力训练，大脑中主管阅读和听的细胞间就会建立起相应的连接，从而形成音形一体化的英语知识，这样，听的能力就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大量的实践表明，在具备一定的阅读能力的基础上提高听力能力的难度要远远小于英语阅读能力低的人提高听力理解能力的难度。

虽然阅读与听力所涉及的语式不同，但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语言信息解码与意义再构建的过程，属于接受性和理解性的语言使用过程，是一种由速度、记忆、判断、概括与理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综合能力，所遵循的思维方式基本一致（陈吉棠，1993）。当一个人在听别人说话时，他听到的音频讯息需要经过大脑的整合、解码，并进行符合语言逻辑的判断，最后得出语句的意思，而这种判断往往是根据听者已有的语言知识来进行的，也就是所谓的词汇、语法、文化背景知识，等等。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即一个人的词汇量越大、对所学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越丰富、语言功底越深，那么他的听的能力也就越容易提高。





第二节 英语听力与阅读结合的理论基础


一、信息加工论

Gough 提出的信息加工模式，描述了阅读的整个过程，即从看到文字的时刻起一直到了解文字的意义为止。阅读被看成是被动、精确、自上而下的过程。读者对印刷符号的刺激做出反应，由字母、单词辨认直至对更大的语言单位（如短语、句子等）的识别。通过逐词逐句的解码就可获得意义，因为意义附身于文字。这个模式对单个的语言单位（如音位、字位、词）进行解码，并从最小的单位到最大的单位构建篇章意义，然后修正已经存在的知识以及基于篇章信息所做出的预测。该模式强调把材料作为信息输入，阅读者从字母和单词的辨认开始，不断进行信息组合，完成阅读活动。Caroll（1964）对当时的阅读过程作过这样的描述：“阅读沿着‘视觉刺激→口头重新编码→做出字义反应’这一单向流程进行。”在这一阅读模式中，读者只对语言形式做出反应，忽视上下文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低估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积极能动作用。显然，用这种阅读理论指导教学，不利于学习者阅读能力的提高。这种阅读解码模式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尤其是Smith和Goodman对这种模式提出了强烈批评并提出了新的阅读模式。

Carroll认为语言的处理是在一系列不同层次的基础上进行的。最基本的是语音层面，这包括对音位和音节的处理，然后是词汇层面，听者将输入的音位和音节在语义记忆中搜索并与心理词汇对照，接着是语法层面，将词汇组织成切分成分再形成短语和句子，最高层面是语篇层面，将形成句子的意思与前面的内容相联系并将它们组织成更高级的语言单位。阅读和听都是复杂的信息加工过程。连续的口头话语的声学构造在其特定的语音环境中是不断变化的。更大范围的语境，例如相邻音节和分句对我们确定口头话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联理论认为语境是一个心理构建体。语境是由一系列假设构成的。理论话语的过程就是在语境假设和新信息之间所做的推理过程。理解口头话语和书面话语是在不同层次上进行的。关于言语的理解，心理语言学一般都介绍了三个模型：自下而上模型、自上而下模型、相互作用模型。




1．自下而上模型

自下而上模型就是语言处理从最低层到最高层的过程，而且，下一层的处理不会受到上一层的影响。例如音位的确定就不会受到词汇、句法或者篇章层面的影响，词汇的检索也不会受到句法或篇章层面的影响。在阅读的过程中，通常存在两种信息：一是直接从字母或单词的视觉完型中得到的知识信息，又称为视觉信息，一是由读者对单词和词组在头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所提供的高级信息，又称为非视觉信息。任何层面上的信息加工只会对随后一级较高层面的信息加工产生直接影响。在这个模型中说明了阅读和听觉理解可能在这个加工系统中结合起来。

2．自上而下模型

自上而下模型认为上一层面的信息会影响下一层面的处理，例如语境会影响句子中词汇的确定。也就是说，在自上而下的模型里，期望起了重要的作用。Carroll强调纯粹的自下而上模式无法完全解释我们是怎样理解语言的，也并不是所有的自上而下模型都能帮助人们去理解语言。桂诗春认为由于图式的作用，在母语处理过程中，自上而下的作用最为明显，但是在学习另外一种语言时，自下而上的过程也相当重要。人们在言语理解的过程中，通常用语言知识和有关经验在读者预期的基础上，对那些从知觉中选择出来的、最大的语言线索进行加工，形成暂时的预测和判定，然后在继续的阅读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拒绝和提炼。一定意义上说，言语的理解过程就成为一种语言心理学的猜词游戏，它是思想和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

3．相互作用模型

一般来说，言语的理解过程包括了视觉加工、听觉加工和认知加工，其中认知加工是言语理解的关键环节。视觉加工和听觉加工是对文字等视觉、听觉信息的处理，认知加工则需要读者的图式等非视觉和非听觉信息的帮助。人的头脑中有四个储存库：表音法知识，构词法知识，句法知识和语义知识。一方面，对视觉和听觉输入的信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加工而达到理解；另一方面，依赖读者头脑中的知识结构，即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对视觉信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假设、证实。这样，每一个阶段的知识分析同时依赖于更高一级和更低一级的知识分析的相互作用，进而达到理解。相互作用理论者认为语言的习得是学习者心智能力和语言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学习者的语言输入和内部机制相互影响。Sperber&Wilson（1985）认为储存在大脑中的信息可以分为逻辑信息（logical information）、百科信息（encyclopaedic information）和词汇信息（lexical information）。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无论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还是相互作用模式，阅读和听共同享用大脑中的信息资源。同时，它们都对英语图式的建立和扩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从以上的理论可以看出，阅读和听力都是言语的感知和理解活动。阅读是对输入的视觉信息进行加工，而听则是对感知到的听觉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以达到理解、领会。




二、图式理论

由于图式概念的出现及现代图式的广泛应用，研究者对语言理解的传统看法从根本上有了改变，国内外大多数的论著是把图式理论应用于阅读理解来研究阅读过程和听力过程的信息输入，方式虽有所不同，但二者的理解过程却存在相似性，因而两种理解过程采用的理解策略也应有相似性。

1．图式理论与阅读理解

20世纪60年代之后，图式理论逐渐被用于阅读理解过程的研究，认为在文本解读过程中，除了文本输入的信息外，读者还须利用他们大脑中已有的图式知识，使之与文本信息相互作用、产生共鸣，达到理解的目的。也就是说，读者在解读信息时，从头脑中激活的图式知识中获取最相关的背景知识，与文本信息相互作用，从而理解文本信息。这是一个动态交互过程。这种交互由两个同时起作用的激活过程引导，即“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过程。根据Adams和Collins（1979）的观点：“自下而上”是一种微观过程，是由刚进入认知理解系统的具体信息启动，这些具体信息激活最具体最低层的图式，理解过程因此从具体到抽象，自下而上进行。换言之，读者在阅读中调动具体的语言知识，即词汇语法知识来解读文本。相反“自上而下”是一种宏观过程，是从高层次或较抽象的图式和背景知识开始，以预测、推测、筛选、吸收或同化输入信息，并以形成抽象化的结果结束。体现在阅读理解过程中，就是读者调动头脑中的先存知识或背景知识来解读文本，是读者从宏观上、总体框架上，建立语篇中命题之间以及段落之间的连贯，从而全面、透彻、准确地理解整个语篇。




2．图式理论与听力理解

过去人们对听力理解过程提出的模式大多局限于对语言单位的切分和识别等句法层面，认为只需要“自下而上”策略来促进EFL（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听力理解，而很少从语篇层次及一些非语言因素方面来考察听力理解过程。近几年的实验研究表明，阅读和听力理解过程很相似。图式理论不但用于研究阅读理解过程，还用于研究听音理解过程，认为听者在听音时，需要借助记忆中激活的知识结构来填补话语中未表述出的细节内容，从而达到听力理解的目的。即根据已有的知识来重新获取或建构话语的意义。近20年来，由于深入宽泛地研究图式理论，语言学家和研究人员认为，应该把图式理论的两个同时起作用的激活过程，即“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信息处理过程，结合起来对话语进行信息处理，以求达到最佳听音理解效果。所谓“自下而上”听法，是把听力材料当作语料意思的信息源来听，理解的始发点是接受到的有关语料，听者渐进地在构成语料的声音、单词、短语和句子等各个层面对听到的有关语料进行分析，直到把意思弄懂。这实际上是一个运用词汇、句法和语法知识解码的过程。所谓“自上而下”听法，是指听者运用自己的世界知识、情景知识、背景知识和人际交互信息去推测和提取意思，理解所听语料意思的过程。不难看出，相关知识对从宏观层次上理解听力材料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听者头脑中固有图式是决定听力理解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三、输入输出理论

1．语言输入输出

首先，语言的输入理论由美国语言学家Krashen提出。他强调输入必须是大量并且是可理解的。一方面，一个人只有储存了大量的材料，在获得新知识的时候才不会困难。另一方面，材料的输入必须是可理解的，即既高于学习者现有水平，又在学习者可理解范围之内。较为简单或者无法理解的知识只会徒劳重复或者加重学习者的记忆负担。其次，有关输出理论的研究始于语言学家 Swain。她认为只有单纯的语言输入是不够的，只有通过语言的输出才能促进输入的语言转化，进而促进学习者语言能力的提高。而随着语言理论与实践的不断研究，现代外语教学理论越来越趋向于对输入输出的整合研究，Harmer 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输入、输出平衡观。他认为输入、输出应全面兼顾，平衡发展，不可顾此失彼。

Krashen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输入假说”（Input Hypothesis）。其主要含义是：当语言学习者大量接触略高于自己现有水平的可理解性输入时，语言习得就会自然而然实现。Krashen将可理解性输入定义为“i+1”，其中“i”代表学习者现有语言水平，“i+1”代表语言发展的下一阶段。此外，语言输入还应具备三个特点：相互关联性和趣味性、非语法序列编排性以及足够的输入量。

基于对加拿大的法语沉浸式教学（Immense Program）的调查研究，Swain（1985）提出了“输出假说”（Output Hypothesis）。Swain认为，成功的语言习得仅仅依靠可理解性输入是不够的，还必须存在许多可理解性输出。可理解性输出是语言习得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可理解性输出能不断提高学习者语言使用的流利性，从三个方面促进语言习得，即它的三大功能：

（1）注意、触发功能：学习者通过输出，自然而然地意识到自身语言表达中存在的问题，有意识地关注输入中的相关信息，发现自身语言与目标语形式之间的差异，从而获得新的语言知识，并巩固现有语言知识。

（2）假设验证功能：语言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通常会形成很多关于语言结构和形式的假设，输出为其提供了验证假设的机会，同时可根据反馈不断调整自己的语言输出。




（3）元语言功能：在输出过程中，学习者反思和分析自己和他人的语言，从中获得有关语言结构、形式和系统等方面的知识。

2．语言输入和语言输出的动态平衡

现代外语教学理论认为，语言学习过程由三部分构成，即语言输入（视听、阅读）、吸收（加工、记忆）、输出（说、写）。输入是第一位的，是习得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没有足够量的语言材料的输入，输出便是无源之水。输入要经过学习者的内化，才能产生输出。输出在语言学习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只有在输出的过程中输入的可理解性才能得到检验和修正，通过输出，可以看出输入是否被理解。同时，输出提高了学习者对语言的注意力，相对于输入，输出更能促进学习者对语言知识的内化。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输入和输出不可分割、相互依存。任何孤立地强调一方的做法都不可能有效地帮助学习者成功地习得语言。

“听”和“读”都是对输入信息的加工和理解过程，输入是输出的前提和物质基础，没有输入，输出就是无本之木。但仅仅依靠输入还不足以内化所学的语言规律，只有通过输出才能促进输入语言的转化，进而形成学习者自身的语言系统。

第三节 英语听力与阅读理解的相似性

传统上对语言四种技能的定义认为：说、写是主动地产出信息的过程，而听、读是被动地接收信息的过。听、说通过声音媒介完成，读、写则通过视觉媒介完成。随着心理语言学的发展，以及对语言理解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听者和读者只根据收到的语音信息和文字信息加以解码，并不能完成整个理解过程。传统的这种单纯线性编码和解码方式远远不能解释言语交际中理解的实现过程。

研究者通过实验发现，尽管在听音时，信息输入的方式与阅读有诸多不同之处，但它们在语言理解过程中有某些相似之处。实验研究发现，语言学习者听力理解和阅读理解的心理过程存在相似性，不仅表现在词汇句子层次上，如对语音的理解和词的解码、输入的词的检索及句子的综合，还表现在语篇层次上，如激活背景知识或相关知识、启动目标或兴趣及语言监控系统等。在编码信息过程中，写者、说者分别把信息通过文字和语音传递给读者和听者，读者和听者在解码时却不能只是听音、观文，还需要激活大脑中已有的知识去解读已被编码的意义，两种理解过程都涉及极其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相反，在解读或听音的过程中，被动机械地听或读词句，可能无法完成理解的任务。换言之，除了解码伴音和视觉媒体传递的语音和文字信息外，在听力理解和阅读理解过程中起积极作用的还有大脑中已有的背景知识、相关知识等，不主动激活这些知识，不但听、读的效率会受阻，还有可能造成对所读、所听内容的误解，甚至根本抓不住主要意思。




一、听力和阅读实质上的相似

事实上，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前人已做过不少实验研究。例如，Muholland & Neville（1989）进行了听音和完形填空的测验，并利用电脑对所有的答案进行了分析。测试的对象是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挑选的苏格兰小学生，其结果是：信息输入的形式并不明显地影响答案，两种测试的总分以及各单项分数也没有明显差异。经过统计学计算及对听音和阅读两组分数的比较之后，实验者声称听音和阅读两种形式在理解过程中并无明显差别。Townsend，Carrithers 和Bever，（1987）为了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做了有关实验。实验的具体目的是探讨较不熟练（less-skilled）的读者是否听音理解能力也较差。他们还试图发现在句子和语篇两个层次上熟练读者的理解过程与不熟练读者的理解过程有何差异。实验的结果是：阅读和听音理解过程有许多相似性，而且读者和听者采用相似的理解策略。

听力与阅读能力一样，都不是一种孤立的、超自然的语言和文字的接受能力，而是一种由速度、记忆、判断、概括与理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综合能力。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只要它有文字形式，就必然具有它自身完整的语法结构、语言知识及众多的词汇。人们要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无论是用口头形式还是文字形式，实质上都是对一种语言的语法、语音、语言知识及词汇的综合运用。由于这诸方面的因素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着的，所以任何一个方面的不足或者忽略，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听力或阅读能力的提高。




此外，英语的收听与英语阅读的整个过程，其实都是一个语法转换的过程，一个把英语转变为相应的汉语的翻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用在思考与判断上面的注意力占绝大部分，而用在音响信号或文字符号上面的注意力只是一小部分。正如美国著名的阅读专家M.A.Tinker所说，当我们阅读时，在大多数情况下，眼睛在纸上运动的精力只占百分之五，而百分之九十五的精力则是用于思考。我们在听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注意力虽然没有像阅读那样受文字符号的影响，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注意力总是用在对音响信号的记忆、分析、判断和理解上，而用于接受音响信号的注意力却只是百分之十左右，显然可见，听力与阅读能力是两种本质相同的语言接受能力，这两种能力所遵循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

二、听力和阅读过程心理活动上的相似

不少研究者把对阅读理解过程的研究成果，作为语言理解共有的过程而应用于听音理解过程的研究。Brown（1982）认为：尽管听音时信息输入的方式与阅读有诸多不同之处，但是与阅读理解却有相似的过程。这两个理解过程都是一个输入信息和听者、读者头脑中的图式知识之间的动态交互过程。因而，听力理解过程和阅读理解过程相似，都是一个互动的交际过程，是一个输入的信息和听者头脑中的图式知识之间的动态交互的心理活动过程。

1．听和读皆是一种交流

在听力课上，我们在听一个对话、访谈节目，或是一篇文章时，总是带一定的目的性，想要听懂谈话者（speaker）的意思，也就是达到交流的目的。而我们在阅读一篇文章时，也是想抓住作者想要传达的表层与深层含义，实现一种无声的交流。倘若听不懂或读不懂，那就是读者（听者）与作者（谈话者）之间交流的失败。




2．听和读皆具有被动性和主动性

上文提及听力理解与阅读理解，前者是听别人说的，后者是读别人写的，都处于被动，受制于人。听、读时还会碰到一些我们不熟悉的内容，听与读的过程中总有一些我们无法预知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不可知性。另一方面，听与阅读的理解过程又带有主动性，虽然学习者在被动地接受信息，而对信息的吸收及内化过程，即对语言信息的加工、处理过程，学习者与作者或谈话者的沟通过程却具有很大的主动性。

3．听和读皆具有不平衡性

对于听、读的内容，在文化背景、题材都熟悉的情况下，学习者做出的反馈也很快。以收听英语新闻为例，若某条新闻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即便是句法结构很难，那听者也能跟得上；相反若是关于美国某一城市的重大事件，那大脑对于信息的加工、处理过程就要放慢，这就造成一种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对学外语的人来说是正常的、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学习英语的人在听读中可以看到进步与差距，形成动力与压力。

4．听和读皆具有自由性

听与读是自为的行为，学生听的内容不限于课内，特别是在今天通信条件大为改善的条件下，听读渠道很多，学生自由发展的余地很大。

无论是听力理解还是阅读理解材料，要想达到满意的理解效果，学习者都要了解相关的背景知识、文化元素及图片，只有这样，学习者在听与读之前才能对文章内容做出准确的预测。

三、听力与阅读理解模式上的相似

听和读之间在认知上具备某些相似性。简单地理解，阅读是通过视觉和大脑思维共同加工获取的文字信息，产生理解；听力是借用听觉和大脑合作，共同加工有声信息以获取意义。由此，可以把听比喻为听者用听觉和大脑思维来“阅读”口头语篇，从这个角度看，读与听之间的确有很大的相似性。

阅读理解曾经被认为是简单的解码过程，即“自下而上”的模式。60年代之后提出的“自上而下”的模式（Goodman，1967，1971；Smith，1971；Carrell，1988）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阐释阅读理解。




虽然听力理解与阅读理解的解码技巧不尽相同，但有关听力理解的很多研究已经证明，有效的听力理解和有效的阅读理解所使用的策略和信息处理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Long，1990；Rost，1990）。在有效的听力和阅读理解中，听者或读者都需要借助先前知识来理解文章并做出一些合理的推测，同时需要认真听取或读取语言信息来确保对文章理解的准确性，并摒除不合理的猜测（Rost，1990）。

听力理解与阅读理解的模型都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上而下”的理解过程；一种是“自下而上”的理解过程。自上而下的理解过程就是先把文章作为一个整体理解，听读一遍能够抓住文章的主旨，记下一些关键词、主题词、结论句，而后再过渡到语句水平及特定的细节（如一个单词、词组或意群）；自下而上的理解过程则是先处理细节、语句，然后过渡到篇章理解。两种基本的信息处理方式必须在理解过程的每一层面上同时出现（Carrel，1988）。

1．词和句子层次

（1）语音的理解和词的解码。当学习者开始听音或阅读时，会运用音位与字位或者字位与音位的对应关系，及有关词素音位规则，对所收到的信息进行初步的分割。

（2）词汇的搜索。对每个输入的词，学习者都会在头脑中的词库搜索其对应的意义，其中词首部分的出现会立刻启动学习者记忆中的词汇，产生一连串与该词首有关的词，然后随着更多的语音或文字信息的出现，无关的词会被删除，直到最后只剩一个词。

（3）句子的综合。单独的词在这里被综合成句子，学习者利用语法知识对所输入的词套上句子结构，并推断出句子的深层结构以便能理解其意义。

2．语篇层次

（1）交际背景。当学习者开始听音或阅读并明白语篇的交际类型时，会立刻在记忆中找出以前类似情景中特别的或一般的情况。比如，若语篇是关于某人为找工作参加面试的故事，那么学习者会马上想起一般面试的情景。




（2）目标或兴趣的启动。在听音或阅读之前，如果学习者对语篇有具体的目的或兴趣，那么此目的或兴趣就会启动记忆中的有关情景。比如，当某人拿起报纸想寻找有关中东形势的最新发展时，其脑中和中东形势有关的背景就已经被搜索出来了。

（3）题目、告示或主题性句子的启动。语篇开头的题目、告示或主题性句子会激活学习者记忆中的相关知识。比如，当电台新闻开始说黎巴嫩的新战事时，学习者会联想起黎巴嫩的背景。

（4）句子内容的启动。如果前面几项所讲的情形都没能引起学习者对语篇背景的联想，那么语篇开头的一些句子内容所形成的命题就会起作用。当这些命题引起学习者的联想之后，学习者会在脑中试图形成某些合适的模式以便新输入的信息可以加进来。其中，上下文的连贯性能使局部的信息和整个模式框架保持一致，接下来所输入的信息，包括时间、地点或情景类型等会不停地对所形成的模式进行调整和修改以达到一致。

（5）语言监控。语言监控系统由交际背景所产生，其中交际背景包括交际环境、语篇的体裁、参与者的属性、学习者的目的或兴趣和语篇局部形成的大命题（macropropositions）等。此监控系统使暂时记忆中的局部信息或由联想所产生的理解框架不断地和语篇的上下文等整体信息保持一致。由它产生有效的假设，指明方向去搜索、启动相关知识和模式，并指挥如何把局部信息连接起来。

（6）修正。听音或阅读时学习者的相关背景知识并非全部一次性地被激活，而是在整个过程中逐渐地被启动。学习者头脑中已存在的旧模式通过此修正过程不断和新输入的信息结合并形成某个具体的模式。而当某些刚输入的信息使学习者意识到先前所形成的理解完全错误时，此模式会被彻底地更换。

（7）评价。对语篇的理解包括两层内容：①构成一个上下文一致的理解框架；②通过信息的重组和修正等过程构成一个具体的模式。除此之外，学习者还对不断出现的信息和所形成的模式进行评价。当形成具体模式之后，学习者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对语篇的事件、人物或行为做一番评估。有时候具体的情节已经记不得了，而自己对此所做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却记忆犹新。




既然两种理解过程都具有相似的心理活动，那么就应该看到听和读两方面的技能是互相关联的，平常多读各种报纸、书刊不仅对提高学习者的阅读能力有益，而且对提高其听力也有帮助；同样，大量地收听各种英语广播、多看英语电视节目和影片，对提高学习者的听和读的技能都会有极大的帮助。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这两种信息处理策略都贯穿于听和读的整个理解过程，因此在教学中两方面都应该顾及：第一方面是提高自下而上的认知解码技能，这里包括提高学习者对语言单位的自动识别能力和语法知识。在阅读课中，教师可通过认字练习训练学生快速准确地辨认各个层次的语言单位。不过在听音课中，教师应注意到，学习者已掌握的词汇中有相当多是通过读和写获得的（Rivers，1978）。因此，在听音时学习者往往很难把词的书写形式与其语音形式一一对应起来，对很多本已知道的词却很难听懂。为了解决这方面的困难，应着重训练学习者学好字位和音位对应关系的规则，只有熟练掌握词的书写和语音形式之间的转换才能打好扎实的听音基础。第二方面是提高自上而下的信息处理技能，首先，足够的背景知识对课文理解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次“自上而下”的技能还包括训练学生学会预测，即提高学生在理解过程中对课文内容逐步进行预测和证实的能力。总之，在听音和阅读理解的过程中，学习者需要掌握足够的语言技能和背景知识，需要全面学会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策略和技能，由于听音和阅读的理解过程存在相似性，因此掌握这些技能可使外语学习者大大受益。

四、听力与阅读微技能上的相似

在微技能方面，听力与阅读也有共同之处。

（1）辨认语篇中表示信息单位、强调和对比的重音用法。

（2）理解语调型：调核的中性位及其语调用法。

（3）理解语调型：通过语调变化及调核转移解释（作者或讲话人的）观点。

（4）通过音高、暂停和语速解释（作者或讲话人的）观点。

（5）推断生词的意思和用法。




（6）理解明确表达的信息内容。

（7）理解没有明确表达的信息内容。

（8）理解概念的含义。

（9）理解句子与话语的交际价值。

（10）理解句中的关系。

（11）通过词汇连贯手段理解文章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12）通过语法连贯手段理解文章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13）通过其他知识解释文章。

（14）辨认话语中的标记（indicators）。

（15）鉴别一段话语中的信息要点。

（16）区分中心思想与细节。

（17）选取突出几点进行概括。

（18）通过剔除不相关信息和项目缩短文章。

（19）基本的参考技巧。

从以上这些听读所共有的微技能可以看出，它们都是理解句段的技能。说明在听读过程中，听读者把注意力放到语言信息的内容上，而把语言的形式降到了次要地位。听者和读者在解读和听音时，除了解读词汇句法意义外，还需要积极地激活大脑中已存的知识结构或信息和文本或话语信息的相互作用，获得最佳关联意义。二者的相似性表明，听和读这两方面的技能是互相联系的，信息处理的策略应该有相同之处。换言之，适用于阅读理解的信息处理策略基本上应该适用于听力理解。

阅读与听力就其实质，都属于接受性和理解性的语言使用过程。是一种由速度、记忆、判断、概括与理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综合能力，所遵循的思维方式基本一致。但听力在一定程度上要难于阅读。

听是快速的，听者无法控制其速度；而读则可自己控制，可快可慢。听，一般是一次性的，在英语水平测试中只给被测试者一遍录音，懂与不懂只在这一遍当中。而读是可以重复的，看不懂，可以回头多看两遍。从直接效果看，听力理解要难于阅读理解。心理学对人类记忆特点的研究表明，单靠视觉记忆其效率为27%；单靠听觉记忆其效率为16%；视听并用其效率为66%，而不是二者简单相加的43%。因此，没有经过长期的听力训练，能读懂的东西，不一定能听懂。有些语言材料写在纸上，每个词都认识，也能读懂，听人慢速朗读，可能每个词都懂，速度稍快，就感觉吃力，这是为什么呢？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听力理解中的记忆过程，及记忆负荷问题。




记忆过程的第一步，是言语刺激作用于我们的听觉系统，在感觉储存阶段作瞬时的停留。感觉储存亦称回声记忆（echoic memory）。此时，我们按照已掌握的模式，对听到的语言信号进行检索和分析，并把它们分割成有意义的单位。声音结构被识别后便转入短时记忆。这种结构通常以单词形式出现，但表达信息的确切单词在短时记忆中停留的时间一般不长，意识被提取后，很快会被忘掉。也就是说，在学习外语时，外语单词往往使短时记忆负荷过重，一些单词还未被组成句子和释义便已消失。因此外语学习者虽然能够识别言语中的每一个单词，但不一定能够使听到的长句在记忆中保持较长的时间以供释义。这表明学习者对外语输入的记忆广度小于本族语输入的记忆广度。Call认为，既然句法规则有助于组词成句，扩充记忆单位的容量，那么掌握外语的句法规则，当然就能够增加语言材料在短时记忆中的储存。句法对理解外语输入十分重要。不熟悉句法规则而试图听懂外语材料无异于试图回忆那些随机安排的单词。Call认为，不少课本强调听懂意思而未注意让学习者听语言结构。他强调形成意思的这些结构，光有词汇知识不足以使一个学习者改善听力。学习者必须会利用句法帮助识别词与词之间的联系，使句子在短时记忆中保持较长的时间，以便弄懂意思。

与读相比，听力理解在以下六个方面客观上更难一些。

第一，声音信号很不稳定，口音、语调及音量是经常变化的；

第二，声音信号更容易受到诸如噪音等环境因素的干扰，因而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

第三，声音输入的速度是由讲话者而不是由听话者控制的；

第四，在正常语速的英语中，弱化及音素失落现象频繁，字与字之间完全没有间隔；

第五，阅读者可以反复读一个难点，而听者通常没有机会反复地听；

第六，有时听者需边听边记，这在快速英语中尤为困难。








第四节 英语听力和阅读的共同影响因素

语篇分析家Michael McCarthy和Ronald Carter（2008）在《作为语篇的语言：对语言教学的启示》一书中探讨了篇章语言学和语篇分析在现代语言教学中的运用，并论述了语篇中语音、词汇、语法、语篇的结构模式及分类等内容，为探寻制约学习者阅读和听力均衡发展的因素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一、语音与语调因素

语音和语调知识是听的基础，其实也是阅读能力中“读”的能力的重要体现。语音包括音标的正确读法、音节的划分、单词音节的重音和次重音、常用词的强弱读音、音的同化、失去爆破、句子的意群连续和各类句子的语调等。只有奠定了语音语调的基础，才能很好地进行听力训练和阅读能力的读的训练。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学生在语音语调方面的基础显得不够扎实。

关于语音和音韵知识在帮助听者识别听力材料时所起的作用，Gilbert（1995）认为听力理解和语音密不可分。口头语篇涉及韵律的运用，具体化为语调、音高、停顿等特征的合理兑现，而这些特征在预示语篇宏观结构及态度意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语言学习者普遍认为在语音方面只要做到掌握每个单词的正确发音就足矣，至于其他语音知识，如连读、弱读、语调、音高、停顿等则不重要。在这种观念下，学生的语音学习和训练主要表现为跟随录音读单词和课文。虽然机械模仿能帮助学生掌握单词的正确发音和句子的正确语调，但却无法让学生了解音调分布规律，懂得音调的作用和意义等更深入的语音知识，最终导致学生语音知识贫乏，无法运用语音知识在听力理解中捕捉可靠线索，重构文章的主要内容。 

与之相反，虽然词的发音是阅读的主要方式，阅读是按照词句的发音来进行的，但是学生在词句发音上并不薄弱，他们欠缺的主要是语调、音高、停顿等语音知识。这些知识对阅读理解影响甚少，毕竟阅读是接受可视文字符号的刺激，书写符号（包括标点符号）的辨认能力才是进行语篇阅读的基本条件。可见学生语音知识贫乏对听力理解影响很大，对阅读理解影响却很小；语音知识贫乏是造成听力水平滞后于阅读水平的原因之一。




二、词汇与语法因素

词汇是语言交流的最基本因素，语法则是运用语言的规则，而两者都是听和阅读的重要基础。在这两个过程中，学生往往会遇到一些自认为是生词的单词，而许多学生一听到或看到生词，便中断了自己原有的思路，把精力集中在回忆、搜索这个词的意义上，却置后面的内容于不顾，结果白白地浪费了听的时间或者影响了读的速度，以至于影响了对整个句子或语篇的正确理解。还有一部分学生虽然能听得懂、看得懂材料中的每一个词，但是由于他的语法知识概念不强，因此对整个句子、对话或篇章的理解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这说明听力词汇量不同于阅读词汇量，它小于阅读词汇量。为什么听力词汇量较小呢？原因之一是学生一般“听”英语较少，“读”英语较多。原因之二是他们在语言功能适用方面有差异。当听单词的时候，他们只是运用大脑的语音和语义储存系统；而在读单词时，除了这两种系统外，他们还得运用拼写储存系统来记住单词（Forster，1976）。这就加深了他们对“读”的单词的印象。

既然听力词汇与阅读词汇相关，那么在词汇教学中应该重视它们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阅读生词时，要注重发音的准确。为了充分利用两者的相关作用，应“音”“形”结合。先让学生听，然后再看，看了再读的教学步骤应是较好的词汇教学方法。应该明确，学生对能读懂的词不一定能听懂。因此想要提高听力词汇量，就应尽力缩小听、读词汇量之间的差距。对于学生已掌握的阅读词汇，要增加听的机会。阅读课应该有听生词的训练，听力课也要有单独听生词的机会。




三、文化知识背景因素

所谓的文化知识背景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个人世界文化的底蕴。我们知道语言是人们进行交流的手段，而在语言这门学问中通常都会涉及或者反映每个社会生活的变化、科技的普及与发展、异域文化、历史传统、民俗风情、生活方式、法律、宗教、地理气候、生存环境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等综合知识。所以学好一门语言除了单纯的学习之外，还必须了解所学语言的相关文化背景。文化背景知识会影响到英语的听力和阅读学习。

四、语篇因素

英语阅读与英语听力之共性和内在关联性如果以语篇为视点，阅读是语篇对读者的输入过程，听力是语篇对听者的输入过程。阅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Gerot（2000）曾下过一个定义：阅读过程自然涉及读者与语篇的互动，在此读者首先被认为是一个语言运用者，而语篇是语言运用的一个实例。这就意味着读者能够通过自己的语言能力赋予语篇意义，或者从语篇中解释出意义来。在阅读语篇时，读者不仅对赋予语篇的语言成分的意义做出反应，还要对可以通过语言模式重建出来的社会文化语境做出反应。从这个视角来看，听力理解的过程与阅读理解的过程是一样的。听和读都是语言信息输入的过程，都是对语言的分析和阐释过程，而且分析和阐释的不仅是词汇和语法等语言形式特征，还涉及文化语境、情景语境等。

1．语篇主位结构

主述位的研究最早是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Vilém Mathesius（1947）提出的，他认为一个句子可以划分为“主位”“述位”和“连位”三个部分。“主位”是话语的出发点；“述位”是围绕主位所说的话，往往是话语的核心内容；“连位”是把主位和述位连接起来的过渡成分。后来系统功能语法的集大成者Halliday（1985）认为，句子可以划分为“主位”和“述位”两个部分，合称为主位结构。位于句首的成分在交际过程中起了小句的起点的作用，因此它就是“主位”，剩余的成分为“述位”。“主位”作为一个句子的起点，能够告诉读者和听者这个句子承载的是新的信息还是上一个句子的继续讨论。能够充当“主位”的句子成分很多，例如传统语法分类中的“主语”“状语”“宾语”“定语”等。说话者或者作者通过选择特定的成分充当小句的主位，目的在于组织和呈现语篇的信息。而“述位”一般是新信息所在的位置。听者和读者要善于捕捉这个部分的信息流动，结合主位呈现的信息结构，便能更好地跟进全文和了解全文的结构。




2．信息结构

“主位+述位”是产生信息的方式。语篇中的信息流体现在对主位的选择和述位所蕴含的新信息上。组织得好的语篇，各个段落之间、各个句子之间有某种或显性，或隐含的逻辑关系，作者可以通过主位的选择和信息的推进来实现这种跨越小句甚至段落的衔接关系。借助于多种手段，作者的论述就像在一个隐形的链条上逐步地展开，但是他所要传递的信息总是围绕着这根链条，组织成一个整体连贯的篇章，最后完整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话语分析研究学者把一个小句呈现的信息区分为“已知信息”和“新信息”。已知信息是听话者根据情景语境或者已有的知识可以推导出的信息。在主述位结构中，“主位”常常呈现旧信息，或者是听话者可以推知的信息，“述位”呈现新信息。在阅读和分析听力文本中，需要体会，主位结构的体现形式是小句中各个成分的线性排列次序。一方面，整个篇章被分解成不同的元素，每个元素都在整个构型里承担一项功能——篇章里的一切都在“已知信息—新信息”这个框架里有某种地位；另一方面，衔接是把篇章里的一个元素跟另一个元素联系起来的一种潜能，不管这个元素在什么地方。信息单位作为结构单位，能跨越语法的结构单位或成分的层级体系。

新信息是读者、听者不可推知或不可凭借现有的知识、体验而恢复的信息。但是在语音体现层面上，句子的首重音通常落在要强调的承载新信息的实词上，旧信息所在的主位部分则不需要重读。所以听力语篇中的信息分布还可以由语音、语调这些线索得到提示。在听力中，说到语篇组织词的时候，前面一般有较长的停顿，而且往往是重读或放慢语速以示强调。

新旧信息的呈现，在一个小句中，可能有三种顺序：




（1）旧信息+新信息。

（2）新信息+旧信息。

（3）旧信息+新信息+旧信息。

小句的主位结构对整篇文章的信息展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信息结构独立于小句结构之外，在已知信息、新信息基础上把篇章组织成信息单位：即说话者认为听话者可以复原的信息（已知信息）和他认为不能复原的信息（新信息）。尽管篇章意义的这个方面在英语口语里主要通过语调来实现，信息单位被表达为调群，在语调曲线上处于最高位置的是信息中心，即最重要的新信息。在各个特定实例中，一个小句接着另一个小句，每个小句中选择哪个部分做主位并不是偶然的随机安排。小句主位的选择在话语的组织方式上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因为主位选择构成了人们一直以来所说的语篇“发展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贡献来自于独立小句中的主位结构。

在语篇阅读理解训练中，加强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等元语篇资源的意识，能促进听力理解的培养。中等水平的学生如果掌握了语篇的主位识别方式，体会主位推进模式，感知信息流动的特点之后，能够更完整地捕捉到所听到的语篇中蕴含的或明或暗的组篇信号，并在脑海中形成一个提纲，便能够把听到的文字、句子、段落组织成一个信号的网络，有主要脉络，也有重要细节，能因此构思出该语篇的大纲，捕捉主旨甚至文体特点，因而最能接近讲话人的发话意图。这样，在形成意义这个互动建构活动中，受话人通过利用语篇资源能更为准确地获取必要信息，使得语篇的意义从发话人那里较完整地送达受话人那里。对于说话者而言，掌握语篇知识能提高信息传输效率，能增加信息传输数量，达到最大限度的表达效率。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在听力教学中的更多的应用潜势尚需在教学实践中进行教学实验。

五、记忆因素

听力的过程和阅读的过程都是一个稍纵即逝的过程，也是要求学生边听边读边用简单明白的或者自己看得懂的符号，来记所听所阅读材料的内容的过程。所以培养听力、阅读过程中的短期记忆力显得尤为重要。记忆与听力理解、阅读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从听力、阅读到理解遵循着这样一个过程：耳、眼的接收到记忆到相应符号的转换到理解终止。所以，在听力和阅读的过程中可以储存的信息越多，理解也就越充分。而事实上很多学生在这两个过程中，很容易产生这种现象：听（读）了后句忘了前句；听（读）了后半部分忘了前半部分，等全部听完看完明白了全文中心，已不记得细节。




六、心理因素

听力测试、阅读测试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必要的词汇和语法知识，并了解语音语调的变化，着重要求对材料进行积极加工处理等综合能力。然而，由于许多考生在这几方面往往没有扎实的基础，所以在考试过程中就很容易怯场，常常是考试还未开始，心里已经慌成一团，从而导致自己的水平未能正常发挥出来。

由上可见，语法和词汇是阅读和听力相互影响的纽带。阅读能力的相应提高对听力的提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听力理解过程中，听者运用听觉感知知识，对语言材料进行解码并做出种种推断；换言之，在辨音的基础上，运用认知效应对该语言材料做各种解释、判断，达到理解。从较高层次上看，听者为了理解语篇意义，更需依赖认知效应进行理解。这是由于在篇章层次上，意义的产生往往是听者对语义的再创造过程。这一过程中，语言形式所起的作用往往只是触发听者运用已有的背景知识对语言材料进行意义上的构建，其中包括利用语用文化方面的知识预先判断，推测说话者的意图。显然，听者的认知过程和认知效应以及掌握的背景知识对听力理解非常重要。而在阅读理解过程中，读者使用种种认知手段，依赖认知效应和背景知识，在对书面语进行辨认的基础上做出判断和理解。由于阅读理解过程和听力理解过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读者会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地操纵和运用认知过程以及判断理解过程，并且不断地提高和完善这种能力，这对听力理解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众所周知，阅读的过程是增加词汇量和熟悉掌握句法结构的过程，更重要的是，阅读能增加和丰富背景文化知识。背景文化知识有助于人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有助于掌握说话者要表达的要旨。这样，背景文化知识越充足，语言知识及词汇量越丰富，听力理解也就越容易。因此，阅读和听力之间相互关联，密不可分。阅读是听力的基础。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加强听力的训练对听力的提高有着直接的、重大的影响。




第五节 英语听力与阅读的相互作用

阅读在将英语作为外语的国家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技能。它是掌握语言知识，获取信息，提高听力的基础。没有通过阅读建立扎实的词汇量、语言文化知识基础，即使感受到了音，听清了音也会难懂其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听和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阅读是基础，读先于听力，阅读对听力具有直接的影响。


一、阅读对听力的基础和制约作用


由于学习外语受语言环境这一客观因素的限制，阅读就常常对收听产生制约或促进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阅读制约影响听力理解的词汇量

以背词汇表或阅读的形式掌握的词汇，仅是与阅读有关的接受性词汇。换而言之，这些词汇只有在以可视文字符号出现时，学生方能勉强辨认；若出现在听力材料中，由于汉语和英语属于不同的语系，差别较大，语音联系不易建立，学生很难及时做出反应。可见学生的词汇积累是以阅读词汇为主，阅读词汇积累远远多于以语音形式储存的听力词汇。语言是一座建筑物，词就是建筑物的砖。（高华年、植符兰，1986）阅读过程离不开阅读词汇积累，听力过程离不开听力词汇积累，阅读词汇积累远远多于听力词汇积累必然造成听力水平滞后于阅读水平。

词汇量直接影响着听力的提高，阅读则是不断扩大词汇量，是加深对词义的理解与记忆的唯一途径。对于能听懂的问汇，学习者一般都知道如何去拼读，而不会拼读的词汇，学习者则很难听懂它的意思。“negotiation”这个词的字母虽然较多，但如果学习者接触过它，懂得它的含义并能掌握其拼读规则，这样，当这个读音一旦传入学习者的耳朵，学习者便可以不加思索地悟出它的汉语意思是“谈判”，“bus”一词的字母确实很少，但若学习者从来没有接触过它，别人就是反复讲它十遍，学习者还是弄不清楚它竟是每天见到的“巴士”。在英语收听的过程中，一个句子往往就因为存在一两个生词以致不能很好地理解其全部的意思。这就是词汇对听力的制约作用，这种制约作用会随着听力材料的加深而愈显得突出。当然也应当指出，掌握大量词汇的人，其听力不一定就很强，但听力强的人，他所掌握的词汇量一定是很大的。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提高英语听力，就不能不考虑如何扩大英语词汇量这个问题。实践证明，阅读是扩大词汇量的主要手段之一，因为学习者阅读一个材料时通常都会遇到一些自己不懂的或对其含义认识模糊的词或词组，需要学习者去查阅字典弄清楚其意思。在这一过程中词汇量不断地得到扩大，同时查阅字典又能加深学习者对词和词组的理解，提高对词汇之间的搭配所产生的特殊含义和连读现象的认识，从而使学习者在收听时能减少收听的障碍。




2．阅读制约影响听力的背景知识

知识面窄也对听力理解带来障碍，阅读能开拓知识视野，获得多方面的知识，从而增加听力理解的有利因素。

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学习英语必须懂得一定的英语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了解一些英美国家的风土人情及生活方式。不了解一种语言的社会文化，就无法真正掌握该语言。语言学家认为，对一篇文章缺乏形式方面和内容方面的背景知识可能导致阅读理解困难。在谈到外语学习时，章兼中也认为：语言来自于文化。英语作为一种交际工具绝不能从文化中割裂出来，而应该是与之密不可分的。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是广义的文化，即一门语言的背景知识，包括历史、地理、科学、哲学、艺术等。背景知识的贫乏是听力理解过程中的一大障碍。因为听力理解并非全部来自语言信息，而是根据信息及有关的背景知识做出的判断。例如：“Being a teacher is being present at the creation，when the clay begins to breathe.”这一句，虽然没生词，没有句法难点，但文化背景知识显示了其在听力理解中的作用。该句是从《圣经》引申出来的。根据《圣经》：人是上帝用黏土捏出来的，上帝对着黏土吹了一口气，它便有了生命。于是人就这样被创造了出来。此处作者把老师比作上帝，意思是老师可以帮助学生成为真正的人。如果缺乏了与主题相关的背景知识，理解将会陷入困惑。




因此，听力理解是听者将所听到的音响信息和听者已有的背景知识相互作用的结果。一个人的知识面越宽，文化背景知识越丰富，他的推测判断能力就越强，对所涉内容的理解就越深刻。反之，缺乏文化背景知识将直接影响对语篇的正确理解，而阅读则是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丰富背景知识的重要手段。为了有效地听，平时应加强阅读训练，加大阅读量，通过阅读，扩大词汇量，通过阅读了解背景知识，通过阅读进行分析、推理，把握句型结构和篇章结构，从而使听读相得益彰，两种能力都得到提高。

3．阅读制约影响听力的语篇结构

阅读学习处于中级阶段的学习者，把重点放在语境、语篇的结构模式及语篇分类等语篇知识的学习，以及通过语篇知识理解语篇的深层含义上。

多数学生阅读时运用语篇知识的能力不高，表现在：

（1）语篇意识差。根本意识不到阅读时学会的语篇知识可以向听力迁移，造成做听力时语篇意识几乎为零，错误地认为听就是把每个句子都听懂。在这种观念下，听出的内容零碎，缺乏连贯，往往听了后句忘了前句，最后即使每句都听懂了，却不知整段所云。

（2）语篇知识不牢固。学生阅读时学会的语篇知识掌握得不够牢固，不够深入，没有内化，无法向听力自然迁移。

（3）语篇信息获取失败。读是接受可视的文字符号刺激，而听是接受稍纵即逝的语音刺激。读者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自己的阅读速度，而听者的注意和思维却要受说话者语速的控制。多数学生听力时十分被动，无暇注意和思考短语间、句子间和段落间的语义、句法、逻辑和修辞等关系，不能获得必要的语篇信息。

英语是一门实践课，其语言技能需要通过学生的实践才能培养和提高。要想在我国现有的条件下有效地培养听力能力，阅读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通过阅读可以熟悉掌握各种句型结构。通常，阅读的过程是重复性的、长时间的过程，读者有充裕的时间详细地、慢慢地研究、吸收所学的内容，包括语言基础知识、词汇、句法结构等。通过阅读接触英语中的各种句型，进而熟悉掌握这些句型，并在大脑中建立起相关的知识。一旦有了这方面的知识，学习者进行听力理解时就能一听则明、一听则通。例如，当学习者听到材料中出现“Engines are to machines what hearts are to animals”，听者脑中马上就会反射出“The people is to the people’
 s army what water is to fish”的句型，而这一句子结构在阅读材料中虽不常见，但早已出现过。只要听者接触过并熟悉这一句型，就能一听则明。再如，当听到“Had you been more careful？”听者头脑中马上反应出的是“something might not have happened”，因为这是一个虚拟条件句，省略了“if”，直接把“had”移到了主语前面。而虚拟条件句的情况总是和事实相反。这样学习者的思维就能够同步甚至超前于他所听到的音响信息，并在头脑中形成对听力材料逻辑关系的迅速把握。这无疑会对听力能力的提高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另外，阅读是信息输入的主要途径，它能使学生从课文中频繁地接触不同的词语、句型和篇章结构，从而成为学生提高听力的源泉和基础。




4．阅读制约影响听力的思维能力

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和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训练思维，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尤其是创新思维能力已成为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思维方式的不同会影响思维的速度与理解的深度，阅读可以训练思维能力、理解能力、概括能力与判断能力，从而提高收听理解的速度与准确性。

学生通过阅读大量的材料，就可以获取大量的信息和知识。而信息和知识却正是思维的原料。只有原料丰富，才能更有效地进行思维活动。只有知识面广，思维的领域也才广阔。我们对学生进行语言训练，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实际上就是培养学生包括创造力在内的各种思维能力以及培养他们敏捷、灵活、深刻、独创的思维品质。因此，要提高听力，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可小视，而思维能力的发展与培养离不开大量的阅读。我们已知道阅读是从文章中获取信息的过程，自然阅读的过程便是展开思维的过程。




阅读是一个把英语转变为相应的汉语这样的翻译过程。由于词的意义“是概括的思维或概念”“语言中的语法结构是人们思维逻辑的表现”，因此，阅读的整个过程也是一系列的大脑活动过程，是注意、记忆、思考、综合、判断等过程的总体。这一系列过程与听力理解的整个过程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历史与地理位置的不同，文化渊源与语言结构形式的差异，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和以汉语为母语的民族长期以来就各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东方式的思维与西方式的思维。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语言的表达形式和接受、理解的方法上。如果我们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无论是语言的表达还是语言的接受和理解，说英语的民族与说汉语的民族都习惯于本民族的思维方式。例如，当说汉语的人听到“Where are you going？”他大脑中枢马上闪现出的是“你到哪儿去”这样规范的汉语句型，而不会按英语单词排列的次序理解为“哪里你去”这样别扭的句子。同样，当说英语的人听到“你叫什么名字”时，他大脑做出的反应是“What is your name？”而不是“Your name is what”。这只是表现在简单句子中英、汉两种思维方式差异的例子。实际上，在那些较长的复句中，这种差异更加明显，更加突出。用本族语去理解外语时必然会遇到思维受对方语言形式制约的问题。这种制约在语言的音响信号收听中更加严重，因为收听理解完全是靠听觉刺激大脑神经时所留下的印象作为思考的唯一依据，但听觉一般又受到时间、语流的严格限制。要改变这个局面，缩小思维差异的程度，使自己在收听英语时能快速而准确地适应英语句子的结构形式，在理解上符合英语的语言习惯，一种可行的办法是通过阅读这一途径进行思维形式转换的训练。

总之，大量阅读，高质量地进行阅读能促进思维的发展，提高智力水平。思维能力强了，听力理解水平自然就能得到提升。

5．阅读制约影响听力的推理与联想能力

听力训练不是提高思想意图推理能力的最佳方法。相反，外语的阅读理解训练则是较为有效的方法，是提高外语听力理解能力的良策（胡觉明，2004）。

在大学英语听力教学中，笔者曾注意到一个较普遍的现象，即录音放过两遍，学生往往只获得只言片语，无法对所听内容有个较为完整的理解。归根结底，学生缺乏丰富的想象力，不善于将自己的已知信息和录音中的新信息结合起来。所以，发现、创设情境，展开联想能力，从已知推想新知，能使学习者把在实践中所获得的感性材料条理化和系统化，从而达到理解声响信息的目的。按照心理语言学的观点：理解即根据声音或文字来建立意义，理解的过程就是意义建立的过程。




在建立意义的过程中，丰富的联想、逻辑性的推理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想象表象鲜明生动，能把听来的零碎信息迅速转化成具体的形象。想象帮助我们理解并组织进入大脑的信息，想象给我们提供推理和决策的方法，帮助我们选择适当的反映方式。无论我们在进行何种思维活动，想象必定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其中。例：“Nasreddin has an old shed. It had no windows, so it was very dark and it was full of old things.”这个句子的结构很简单。但“shed”一词却难倒了学生。其实，只要多加思考，推敲，不难悟出其义。因为它没有窗，黑乎乎，而且里面堆满了东西。这时，只要他们发挥想象力，把听到的声响信息同以往的知识经验加以联想，脑中便会浮现那种生活中所熟悉的堆放杂物和工具的小茅屋或储藏间。这样“shed”一词便能推测出来，而此时听到的声响信息也就完全转化成了具体的、生动的、似乎是清晰可见的图像。由此看来，学生要提高听力，不但要有词汇量、句法结构作基础，而且应该学会运用联想与推理来达到理解声响信息。这种通过想象或联想使脑中出现画面，对听力理解大有帮助。因为想象丰富时，当接触某一熟悉或与之有关的词时，就会联想到它的形、义及搭配，甚至某个句子、语篇也会一股脑儿涌现出来。

综上所述，听力是一个人多种能力的集中反映。听力能力的提高有赖于英语各项能力的共同提高。英语听力教学，作为一种主要以听觉感知音响信息来理解文字意义的教学，不仅仅要通过阅读来掌握句法结构，把握好词义、句义，及整个语篇的意思，不仅仅要依靠收听时所得到的词、句表层意义来诠释收听内容，还应借助阅读训练来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培养联想推理能力，并依托语境的功能和力量，使听力理解能力不断突破，达到质的飞跃。




二、听力对阅读的促进作用

1．听力能激发学习者的阅读兴趣

许多英语学习者都曾经有这样的经历，阅读过的内容再进行听力，会使听力的难度大大降低，并且能提高学生的听力兴趣。特别是听到熟悉的话题和内容时，英语学些者会感觉自信而主动。正是阅读对听力的这种作用，促使更多的英语学习者会不断充实自己的阅读量，并促使英语学习者能力在后续的阅读中有目的地去寻求、补充新的阅读材料来填补空白和改正错误。经过循环的听力、阅读，阅读、再听力，再阅读、再听力的训练，英语学习者就会在大脑中渐渐积累正确的英语语言材料，并激发自己主动阅读的兴趣，进而优化自己的英语阅读和提高听力理解能力。

2．听力能巩固阅读的词汇积累

一定的听说能力，是建立在一定的阅读量之上的，同时也有利于巩固所掌握的语言知识。许多同学都有这样的体会，一个早已熟悉的单词，只在阅读时认得，广播磁带中却反应不过来。这就是眼睛“看”会了新单词，耳朵还没有“听”会。因此学生在学习英语时要注意“多听”。听广播、磁带、学校的英语讲座，甚至听同伴的相互英语朗读。你会发现，这比一个人枯燥地坐在那里背单词、看文章的效果要好得多，多听磁带里朗读的课文和单词，你会发现记不住、记混淆的词汇在脑海里变得清晰了，而且效果加倍地好，甚至可以过耳不忘。教师应指导学生进行大量的听力训练，帮助学生掌握一定的听力技巧。教学过程中，要根据学生的学习进程循序渐进地利用适当的听力材料训练学生的听辨和理解能力，同时要教会学生善于抓住关键词，根据说话者的语气及其变化，通过语调的语用功能、语法结构等领会材料的确切含义，增强理解能力。教师通过传授学生听力技巧并辅之以大量听力训练，学生的听力会有很大提高，而听辨能力的提高又能极大地促进阅读能力。“说”也离不开词汇。一口流利的英语，离不开词汇的积累，同时在不断练习口语中也会加强词汇的记忆。因此，教师一方面要鼓励学生敢于开口，多与同学老师用英语交流；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多给学生提供说的机会，这样日积月累，词汇量就会越来越大，而词汇量的多少，正是阅读能力高低的关键。




3．听力能反馈对阅读材料的理解。

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英语学习者可以通过使用听力来获得英语阅读学习的反馈，从而了解自己英语语言使用中语言形式和语义功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听力过程中，当英语学习者总结、概括、模仿所阅读的材料时，才发现自己已经掌握或没掌握的语言点，或发现对阅读材料的理解存在的不足，如某些词、句理解不准确，或缺乏文化背景知识等，这些都可以促进阅读者进行再次阅读，重新修正那些没有理解准确的英语语言形式和结构，从而加深对听力材料的准确理解。

三、听力和阅读的教学结合

根据Krashen的输入假说，提供大量足够的可理解语言的输入是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学生通过读和听等输入方式，接受大量语言材料的输入，就可促进语言的习得。读和听统一在输入这一环节。阅读和听力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1．以阅读教学为龙头，贯穿听力教学

（1）强调有声读。

英语是有声语言，只有读得准，才能听得清。在精读课文的教学中，要求学生大声朗读、熟读甚至是背诵所学语篇。给学生讲解连读、失去爆破、弱读等发音规则以及英美式英语发音的差异，要求学生在朗读、背诵时注意这些发音规则。只有学生在“有声读”中养成了连读、失去爆破等习惯，才能在听语音材料时辨别出这些特点，增强对语篇的理解。很多学生在进行听力练习的时候，大脑中存储的单词或者语言信号不能准确地与听力材料中的语言信号对应，加上熟练程度不够，对听觉信号的反应速度过慢，因此导致看得懂听力材料却听不懂的情况。

（2）强调听写。

在阅读的教学过程中，坚持采用直接教学法（Direct Approach），教师应尽量使用英文，给学生创造更多的听英语的机会，以此培养学生的语感，养成用英语思维的习惯。同时，每个单元的词汇都要求学生掌握其发音、拼写、词性、搭配等使之成为积极词汇，要求学生一边听单词录音，一边将听到的单词写下来，做到耳到、心到、手到。这样学生的书写速度才能提高，同时可以确保学生在听到这些单词时能迅速在大脑中形成图式，缩短反应时间，为下一步的句子、语篇听力理解打下坚实的基础。在词汇学习时，可以从课文中选择与核心词汇相关的例句，通过听写或者听译的方式让学生进行练习。这样，既能熟悉核心词汇的用法，又能增加对语篇的了解。在进行课文讲解前，要求学生合上书，听课文录音。通过听来强化对课文中心思想的理解，锻炼学生对整个语篇的把握能力。给出关键词，让学生听完录音后，说出文章的主要内容。让学生熟悉不同的语音，进行听力训练。




（3）强调“循环重复”。

信息的输入频率会直接影响到理解和记忆的效果。对于语言习得而言，频率是一个重要原则。语言输入是理解的基础，而输入的频率直接影响到语料的输入，输入频率影响到语言的生成和使用。从记忆的角度来看，频率是一种较强的联系。新的记忆是在新信息和已知信息之间建立联系，而新信息的重复出现会不断地增强这种联系。语言成分和规则的生成过程，也是对词的提取过程。因此，高频率的词最容易提取和回述。研究证明，被强化了的输入更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也有助于记忆。单词在语境中的出现次数对学习效果有直接的重要的影响。

（4）阅读中重视对信息词的教学。

语言学家认为，人们阅读的目的有三个：第一，获取知识；第二，获取信息；第三，对文章进行鉴赏。为实现这些目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要不断地进行猜测，对信息词进行辨析。在阅读中，即使有些单词和结构学生不熟悉，但是并不影响对全文的理解，这就是对信息词的辨析。这一点与我们进行听力理解是相同的。当我们听到相关的信息词时，就会对整个语篇做一个预测（predication），以此进行更有效的听力理解。在阅读教学中，不仅要对信息词进行讲解，同时要让学生能够辨认和使用，并进行相应的积累，以便用于听力理解。因为信息词不仅具有本身的单词意义，同时还具有非词汇意义，即逻辑关联作用。信息词的学习和使用在英语阅读和听力教学中非常重要。可以通过引导学生对信息词的辨别来训练学生对文章不同意义的叙述，进而理解上下文之间的关系。




2．注重以教材为蓝本的语篇教学

“以读促听”的教学理念基于下列两个理由。首先，从语篇角度看，有研究（任晓涛、许家金，2002）已证明，语篇资源对英语专业学生的长语篇听力理解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对处于中等语言水平的学习者特别有提高作用。语篇教学是指在学生掌握了基本的语法知识和一定的词汇量的基础上，为了提高阅读能力，以较快的速度理解和掌握英语文章的主要内容，获取所阅读文章的最大信息量。要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搞好语篇教学，教师就必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要求学生进行有目的的预习。为配合学生的预习，教师须设置预习工作检查习题，并坚持进行课堂检查。在学生有预习准备的情况下，再用英语进行语篇教学，介绍与课文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分析句子之间、段落之间的层次关系，讲解段落之间的思维逻辑与语言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引导学生准确地理解作者的意图和文章的主要内容。在语篇教学的同时，也要适当地进行词汇和句子结构的教学，做到点面结合，并结合课后练习强化对课文中语言点的理解。这样学生既能全面地把握课文内容，又能详细地掌握重要语言点。

在听力教学中贯穿语篇教学，尽量多给学生听和说英语的机会，使学生形成较强的语感，从而养成用英语思维的习惯。如每堂课前让学生听六个从课文中选出的句子，让学生听写或听译。在语篇分析之前，首先让学生听课文录音，要求学生尽量不看课文，使学生能将预习过的课文中的信息与录音结合起来，通过听，强化对课文中心思想的理解，在学生听录音的同时，将课文重要词汇及短语板书在黑板上，在学生听完录音之后，给学生讲解这些词汇及短语，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听懂老师马上用英语口述的内容，这样学生又多了一次通过听来了解文章大意的机会，既锻炼了学生的听力又强化了课文信息。此外，在进行语言点讲解举例时，最好将英语句子给学生口述一至两遍，让学生尽量通过“听”来理解其含义。对于学生难以听懂的例句应板书出来，使学生能够将所听到的信息与真实信息进行对照，从其信息的反差中总结听力失败的教训。最后，还应用英语口头归纳教学重点，让学生通过听将课文重点内容、重要语言以音的形式得到强化，这样能使所学知识形象、持久。这种在语篇阅读教学中始终贯穿听力教学的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用英语思维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听力理解力。




3．通过强化听力理解力，提高阅读教学的效率

只有在说的练习中才能掌握说的技能，只有在听的过程中才能掌握听的技能。显然，只有指导学生进行大量听力训练才能使他们掌握听力的技能。听力训练的内容可分音位、词语、句子、篇章几种。教学过程中，要根据学生的学习进程循序渐进地利用适当的听力材料训练学生的听辨和理解能力。在听力教学中，要尽量把不同听力材料相结合，注重听力材料的渐进性，提供对话的真实背景，同时将听与说结合起来，能给学生提供训练日常会话的机会。因此，教学中要将两者相互渗透，扬长避短，使学生在单位时间内尽量多地获取听力信息，训练听力理解力。

帮助学生掌握一定的听力技巧。在听力教学过程中，要根据材料的需要恰当选择“泛听”或“精听”阅读材料。“精听”的目的在于完全听懂听力材料，特别是材料中有关的时间、地点、人物、数字等信息，听后能够口头复述或回答有关问题。“泛听”的目的是要求学生抓住大意，善于从上下文来判断，推测短语或句子大意。听力教学中要教学生善于抓住关键词，根据说话者的语气及其变化，通过语调的语用功能、语法结构等领会所听材料的确切含义，增强理解力，同时也能提高阅读理解能力。

4．强调词汇和背景文化知识的积累

背景知识对听力过程的影响不言而喻，学习者对熟悉的话题的兴趣和理解率都要高于一般的话题。因此，在教学中要为学生提供广泛的与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相关的泛读材料，并要求学生在完成阅读后写reading report或summary，并进行讨论，加深对背景知识的理解。要坚持广泛阅读，以积累丰富的语言知识、文化背景知识，为英语听力建立相应的语料库。毫无疑问，大量有效的阅读能够扩大学生的词汇量，而词汇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听力理解能力的高低。阅读能够加深对词法、句法、语法知识的理解及其运用，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活跃思想。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积累各种背景知识，学生能够在听力过程中意识到不同体裁语篇的风格，有效理解整个语篇内容。




因此，教师应向学生介绍一些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方面的背景知识，包括交际知识和生活习惯。如在某种特定场景中一般会发生的有关情况、交往礼仪和民风习俗等。在听力教学中必须结合这些知识，才能将所听材料的内容转化为可理解的信息，通过传授学生听力技巧和知识，并辅之以大量听力训练，学生的听辨理解力会有很大改善，而听辨理解力的提高又能极大地促进阅读教学。目前，在大学英语课堂里存在着一种普遍现象，学生由于听力较差，常常做出“反正听不懂，索性不听”的放弃。随着听力的改善，学生能听懂教师讲课内容，跟上节奏，上课便有了主动性，就会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活跃阅读教学的气氛，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

综上所述，阅读教学和听力教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英语教学中应将阅读和听力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带动和促进学生说、写、译等技能的提高。

英语听力与阅读都是一种综合理解能力的锻炼。读和听是领会式技能，是获取语言知识的渠道，是打好语言基础的必经之路，是说、写、译（即输出）的前提。虽然阅读和听力涉及的语式不一样，但它们的实质都是语言信息解码与意义再构建的过程，都属于接受性和理解性的语言使用过程，是一种由速度、记忆、判断、概括和理解密切联系的一种综合能力，它们的思维方式基本一致。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阅读和听力之间的相似性，在阅读教学中强调听力理解，使听力训练贯穿阅读始末，提高学生听力理解能力。另外，为了降低情感过滤，教师应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以确保输入的信息生动有趣，有助于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收听或阅读同一内容的材料时，人们的记忆往往对熟悉的词发生兴趣，因而记忆特别深刻，收听和阅读的思维过程在内容相同时几乎是一致的，理解的结果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以阅读的方式来训练思维，必然给听力带来好处，它会促进听力思维更加敏捷和活跃。然而必须明确，有助于提高听力的阅读，应具有如下特点：




（1）阅读的目的要明确。

阅读目的，必须是在阅读理解的基础上扩大词汇量和训练语言转换能力，而不是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对内容的分析与对情节的欣赏上。

（2）阅读应采用快速阅读法。

阅读并不是浮光掠影的浏览，而应讲求实效，力求做到理解与速度并进。对于那些不严重妨碍理解的生词，可搁下暂时不管，待阅读了完整的段落后，再查找字典弄清其意，不要遇到一个查阅一下，因为断断续续会影响思维速度的顺利进行。

（3）阅读材料的相关性。

阅读材料应当既广泛，又与收听材料相关。但程度的深浅基本上要一致，而且须与自己的实际水平相适应。因为在相关的材料中，不仅内容有联系，而且用词范围也相近，存在着不少相同之处，很有借鉴的意义。随着英语学习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会自然地发现英语听力与英语阅读关系的密切关系，也会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英语阅读对英语听力提高的重要性。
























第十章 英语不同文本的听力和阅读





第一节 会话文本的听力和阅读

对话是听力材料的基本形式，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经常涉及的文体形式。

一、会话文本的特点

听力材料因形式不同而有着各自的特点，会话听力材料有以下特点。

1．重复、停顿和迟疑与信息冗余

在会话中，因为说话者的表达习惯或是思维的影响等因素往往有重复、停顿和迟疑。而且在现实中，人们谈话往往说得很多，不断重复同一件事，或在谈话中突然停住，换成另一个话题等。因而对话中不可能每一个词都含有信息，其中必有冗余部分。

2．省略现象与信息空缺

人们在谈话中，均有一种省略现象，共知的信息越多，会话中的“省略”就越多。这种省略就会造成会话中的信息“空缺”（missing links）。这种“空缺”的出现对缺乏共知信息的人来说，往往会造成话语理解上的困难（邱天河，1998）。会话中，听话者对发话者的反应往往不是直接的，出于各种不同的意图会留下一些信息空缺，在形式上表现为答非所问。这在表面上看来是前言不搭后语的回答，却往往更为直接、更为准确地回答了说话者的问题。“对这种对话中的特殊含意的推导，有时要经历两次或两次以上的推导过程，才能得出最后的含意”（徐盛桓，1994）。




例如：




	
A：What’
 s the time？

B：  Well, the milkman has come. 

（刘润清，1999：25）













这里，B并未直接回答A提出的问题。要理解B说的话，可将其分解推导为：送奶人一天来一次或若干次；他来的时间是固定的；会话双方均知道送奶人到来的时间；依具体次数和时间推导出相应的时间。由于信息空缺，需要进行多次推导，这就增大了听话者解码的难度。

3．含蓄、委婉的表达方法

对话中，说话者出于种种原因往往使用迂回的表达法，人们对好与恶，对与错，是与否的回答，更喜欢使用含蓄的表达方式，这样既实现了交际意图，又能避免出现唐突、尴尬的局面。例如：




	
A：How do you like my painting？

B： I don’
 t have an eye for beauty, I’
 m afraid.

（贾玉新，1997：57）













答话者未直接表明自己的好恶态度，但间接表示了否定的看法。Wittgenstein称这种语言和构成语言的行为交织成的整体为“语言游戏”（贾玉新，1997）。也就是说，人们只有懂得并遵循这种“游戏”规则，才能让“游戏”顺利地进行。

4．口语简化形式

由于谈话内容均为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话题，谈话者的语言一般都属于非正式语体。而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谈话时，通常会省掉一些词，以求省事。例如，“wo dju say？（What did you say？）”你必须习惯他们的谈话方式。在口语的这种简化形式中，又往往出现弱读。如：haven’
 t /vnt/，而且，有的同音不同形，或不同义，有的意近形不同。如：he
 ’
 s ［hiz］=he is/he has；I
 ’
 d［aid］
 =

I should/I would/I had，这些都会给听力理解带来困难。

5．用重读、语调、语气来表意

英语中句子重音的不同传递的信息也不同。在句子里，要重读的词往往是实词或需要强调的重要词，所以可以通过辨别句子重音来找到谈话的关键和中心意思。语调具有表意功能。在会话中，语音、语调的升降变化，可以表示说话者的不同态度、意图或情感等。在口语中，语调意义的重要性，有时往往超出语音和词汇本身的意义。相同的句子，用不同的语调说出来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意义。如：陈述句读降调，表确定；读升调则表疑问。因而应根据讲话人的不同语气、语调听出他的“言外之意”。




6．日常生活内容

会话内容大多涉及日常生活、学校生活、一般社交活动等，就对话所提的问题大多是征询信息，判断地点、人物职业或身份、人物关系、活动等，根据谈论话题进行预测，推测态度、情感或“言外之意”等。主要测试听者对交际语言特点的理解，即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交流什么样的信息，所用语言体现交际语言的何种功能。

二、言语行为理论

20世纪60年代，J.Austin首先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在语言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一度出现了一个言必称“行为”的局面，语言学的研究得到了深入和拓展，语言学文献大为丰富。这一理论无疑为我们对语言本质的理解和解释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之后的言语行为理论研究中，Austin的学生Searle继承并发扬了言语行为理论，确立新的分类标准，批评和修正了言内言外行为，进行更系统的分类，被认为是继其之后言语行为理论的集大成者。

1．言语行为理论的含义和分类

Austin（1962）创立言语行为理论，是针对言语行为本质的哲学阐释，旨在回答使用语言时所产生的行为效果（What do we do when using language？），主张说话就是做事。在进行言语行为时，只要说话者说出有意义、可理解的语言和相关信息，就表明他已经实施了某种言语行为。实际上，人们使用语言的目的不光是为说话而说话，或表达一种思想，而是通过说话来实现某种目的，即以言行事。在言语交流中，人们善于理解说话者的表层含义，“以言指事”或“显件施为”的直接言语行为，却忽略或没有把握对方的深层意图，“以言行事”或“隐性施为”的间接言语行为，而这却是言语双方交流的重心所在。如果没有准确把握深层的隐性间接言语行为，言语行为说话者很容易彼此间产生误解，甚至无法继续言语行为的进行。




Austin（1962）认为，语言研究的目的应该是澄清所有言语交际情景中的所有言语行为。为了更好地研究各类言语行为，奥斯汀将言语行为理论分为三类：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其中，至少两种或两种以上分别蕴含于说话者言语行为中。

（1）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

言内行为指的是“说话”这一行为本身，它大体与传统意义上的“意指”相同，即指发出语音、音节，说出单词、短语和句子等。这一行为本身并不能构成语言交际，但在实施这个行为之中，我们通常实施了—个言外行为，有时还同时实施了言后行为。表述特定言语时，这些话语具有特定意义或指称，其功能就类似于陈述一个语句（the act of saying）。言内行为交流和传递着语言的音、形、意表层意义和语法结构等重要信息，是语言交流的载体，是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进行施事的前提。

（2）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

言外行为，也译成施事行为。Austin曾认为，完成一种施事行为就是完成在说某种事情中所存在的一种行为（an act in saying something）。言外行为这类行为的话语都存在—定的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如命令、警告、劝阻、表扬、通知等，从而实现以言行事功能。言外行为通常可以表达为 “In saying ‘x’I was doing ‘y’”。其中，“x”包含着话语的语音、语调、句子等表层信息，因而该言语行为实际上即言内言语行为“y”，而“y”则是带有语力的言语施事行为。以言行事行为的完成有赖于交际语境。以言行事行为可以采用直接手段，也可以采用间接手段。至于何时用直接手段何时用间接手段，不能一概面论，其中存在着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并且能反映出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和交际风格的差异。




（3）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

当说话者的用意表达出来时，它会给听话人、其他人，甚至说话者自己带来影响，从而实现某种感情、思想和行为。就实质而言，以言成事就是“By saying ‘x’，I did ‘y’”或 “By saying ‘x’ and doing ‘y’，I did‘Z’”。虽然这种言语行为对听者、说者或其他人的感情、思想和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如言内和言外言语行为是因以言施事行为而产生。它不是双方在言语行为进行过程中所实施的某种言语行为，而是言内和言外行为可能产生的言语行为效果，即言后之果。然而它与言内和言外行为的言语施事行为紧密联系，是它们进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交际效果。因此，大多数学者还是把它看成是第三种言语行为。

三、会话文本听力的障碍因素

学生的语言知识（语音、语法、词汇）和非语言能力（包括文化背景知识、心理因素、预测能力和推测能力等）的不足直接影响会话听力能力，形成了会话听解的语言和非语言障碍。

1．语音障碍

语音障碍一直是听力语言障碍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如前所述，在会话的快速语流中，会有各种语音现象。如缩略、弱读、连续、重读、节奏和语调等，然而，大多数学生对自然语流中音的变化这一现象不敏感或了解不多。况且，言语的听辨过程不是孤立音素的听辨，因为语言是连续性的，听者不能把它切割成分离的声音单位。一个音节的发音受它前后音节的制约，几个音节平行地传递到耳朵里，听者的听辨困难就增加了。也就是说，当别人快速说英语时，你不能分辨出一个单词在哪儿结束，一个单词在哪儿开始。如果有人以很快的速度说“You shouldn’
 t ’
 ve done that”（你本不该做那件事），这句话听起来就像一个词，而实际是由“you”“should”“not”“have”“done”“th
 at”六个词组成的。而且大多数学生在记单词时，只记其形和义，根本不注重它的读音。如果读不准或根本不会读某个单词，那他自然也就不能从语流中听出这个词了。更何况在答题时，近音词又常常对正确答案形成干扰。因而词的音、形、义分离是听力理解的又一大障碍。对语调的表意功能，很多学生也不太熟悉。因而对以语调、语气来表示的句子的真实含义，常常把握不准，也就常常造成听解失误。




2．语法障碍

语法知识是会话听解中不可缺少的。对话中的语气、时态、语态、否定、句型等都是理解会话的关键点。而且不同的句型结构，表达不同的功能和含意。如果没有牢固的语法基础，句型结构不熟悉，对会话中的省略句就无法根据上下文补全句子被省略的部分。在快速的语流中，更谈不上对句式的识别和对一闪即逝的信息的把握，因而无法准确理解说话者的意图。H.Clark（1977）曾认为：听话者认识组成成分和它们表达的命题（字面意义）时，用的是语法知识。因此，应训练学生利用已知的语法规则、句型、词组以及句子组成成分要素，去判断或猜测听的内容，去补充漏听的部分，从而对会话达到基本理解。

3．词汇障碍

英国语言学家D.A.Wilkins说：“没有语法，人们不能表达很多东西，而没有词汇人们则无法表达任何东西。”（莫京静，1999）词汇是搭建语言的基础，没有足够的词汇量是不可能提高会话听力理解的。大多数学生缺乏应有的日常词汇及短语，再加上对词汇的声音识别重视不够，听力练习又少，能用耳听辨出声音的听能词汇则更少。因而生词多是听解最大的障碍。而且在听解过程中，学生往往一遇生词就会停下来，集中注意力去想这个词的意思，而把随之而来的本来简单的信息也错过了。结果造成精神紧张，整体理解不佳。因此，生词的阻碍作用往往使学生失去“听”的兴趣。会话听解题中，也经常会有要求对原文释义的题（What does the speaker mean？），而答案项常用与原文不同的词或词组表达与原文相同或相近的意思。因此，应尽可能多地记忆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听力词汇、短语和句型。听力词句指口语中常常使用的、简单的、灵活的，代替较为正式的或公文式的书面语的词句。而且最好是用英英词典理解它的基本意思，才能根据不同的语境猜出它的准确含义。

4．文化障碍

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播媒介。《英国新百科全书》指出：“每一人类社会的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中英文化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潜在差异。由于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的不同，往往是同一个词对讲话者和听话者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反应。如：“dragon”和“dog”两词在中英文化中都各自有着很不相同的内涵意义，反映了不同文化的人们的完全不同的好恶态度。所以文化背景知识是能否正确理解讲话人真正含义的关键因素。听力理解是听话者有目的的，借助于相关非语言知识（即文化背景知识、生活常识等）赋予听到的语言以意义的过程。（Brown，1953）而在会话听力中，学生自然会频繁接触到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知识。然而由于学生所接触的关于中英文化差异方面的语言材料有限，对英语中某些有关文化的词汇、知识就会不了解。一般来说学生往往能较好地回答出有关字面意思的问题，如时间、日期、数字等，却不能回答与文化背景有关的理解问题。




5．心理障碍

听解是听者通过听觉领悟语言的复杂过程，即语言知识与心理活动相互作用的过程。学生会因语音方面的知识掌握不牢，会有个别地方听不清、听不懂，或因词汇量小、语法基础较差听起来吃力，加上听者往往难以控制甚至无法控制所听材料的语速，录音内容的不间断性，难免引起学生紧张焦虑的情绪。（Harmer，2000）。这就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自然也就很难记住所听内容。在Penny Ur（l996）看来，学生听力理解的心理障碍还包括：①追求理解每词每句。②不能理解快速的自然语言。学生总希望所听内容是一词一词单独读出来的，那样的话根本无法处理日常的非正规语言。③总想多听一遍。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不得不面对和处理只能听一遍的情况（one off listening）。又由于传统的语法翻译法教学，培养了学生以汉语为中介的翻译或思维方式，不能直接用英语思维，学生的听力理解常常是借助对所听英语的语法分析，将其翻译成母语后才达到的。然而实践证明，心译这一心理过程是根本跟不上声音的信号的。在心译的过程中，随之而来的信息却无法输入大脑，学生听到的只能是些片断，因而无法达到对整体会话的综合理解。因此，学生的追求完美的心理，加上精神紧张、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差、心译方法等对听力理解形成了心理障碍。




6．会话含意理解障碍

会话听力中，经常要求根据双方的对话，判断其真实含义，这常超出原文本身的语言意义，因此要求学生善于把语言与语境联系起来，推测出其表达的请求、命令、否定、犹豫、责备等深层次意义。由于学生对上面所述的信息空缺及多用含蓄、委婉的表达法等会话特点不甚了解，而且不知道会话中的单词、短语和句子的意义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下确定的，同样的句子在不同的语境下所体现的语言功能不同，因此表达的意思也就不同；所以，在听力理解中，往往停留在孤立地理解单词和词组的意思上，不善于推理、猜测、捕捉说话者的弦外之音，再加上听音中，学生缺少揣摩时间，要准确理解说话者的真实含义，难度较大。

四、会话文本的听力和阅读

我们都知道，理解话语必须借助语境。传统的观点认为，语境是指话语产生时的社会环境，话语参与者的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等。随着语用学的发展，语言学家还提出了认知语境的概念。认知语境概念认为，语境不是事先就设定好的，是在人们对话语进行认知理解的过程中形成的。而认知语境对话语的理解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话语理解中，单靠语境还远远不够（何自然，1995）。关联理论认为，推理是语言交际的核心。在关联理论中，语言交际被看成一个示意——推理过程，即在言语交际中，发话人通过明示行为向听话者表达自己的信息和交际意图，听话者则根据发话人的话语，结合认知语境进行逻辑推理，从而获取发话人的信息意图。短对话听力训练是英语听力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实生活中，与别人能够成功地交流的前提就是能听懂别人说话，否则，交际就是失败的，因此会话技能是一项基本的技能。而学生在听短对话时，常常出现的状况是句子听出来了，但是不知道意思是什么。教师除了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的语法知识以外，运用一些相关的语用学理论来指导教学也是必需的，

自Austin提出言语行为理论以来，该理论就对外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言语行为理论也对听力对话教学产生了重要的指导意义。利用言语行为理论指导短篇对话听力，有利于把握对话听力进行的常规模式，减少不必要的处理信息的思维活动，避免短时记忆超负荷，可以大大减轻脑负荷。




在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中，短篇对话是听力Section A中的第一小题，篇幅短小，由一男一女两人进行一问一答的对话，每人各陈述一至两句，然后针对双方对话相关内容进行提问。表面上，说话者表达的语言形式与所传达的经常并不完全符合，似乎毫不相干，类似于文学中的意识流，捉摸不透，好像是完全不相关的内容拼凑在一起。但如果学生仔细将所获取的语言、语音、语调等信息，结合对话的场景语境进行分析、推理，就不难理解语句及话语的真实含义和双方预期的交际目的，领会该话语在交际行为中所产生的最佳语言效果，以及对说话者双方的言语行为可能产生的情感、思想和行为影响。如2008年12月大学英语四级考试A卷第15题：




	
W：I really like those abstract paintings we saw yesterday.What do you think？

M：I guess it’
 s something I haven’
 t acquired a taste for yet.





Q：What does the man imply？

A.The woman possesses a natural talent for art.

B.Women have a better artistic taste than men.

C.He isn’
 t good at abstract thinking.

D.He doesn’
 t like abstract paintings.（答案为 D）













当听到男女说话者所陈述的语句（the act of saying）时，表示他们的“话语行为”的完成。女说话者（Speaker W）话语行为中所传递的“命题行为”表述“对昨天看到的抽象画的喜欢”的言语行为。男说话者（Speaker M）则在“话语行为”中表述“他猜想（认为）抽象画是一种他还没有获得的品位”的命题意义。通过所指词语和谓词“guess，haven’
 t acquired a taste”所实施的“谈及”和“谈述”的言语行为，双方实施了言语交流的言内行为（the act of saying something）。女说话者的“阐述类”表述在表达她对抽象画的喜爱，并提示男说话者她想拥有这幅画。可是，她并没有得到男说话者的直接、具体明确的答复。男说话者通过其表达类（expressives）的表述“他猜想（认为）抽象画是一种他还没有获得的品位”，来提供给对方的一种间接含蓄的回应，来表达他对抽象画的不喜欢（D 选项）。同时，双方的言语行为的言语存在一定的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女说话者陈述了她想购买这幅画的“请求”，而男说话者表面上的回答与女说话者的问题牛头不对马嘴，但其实，他采用间接言语行为委婉地“拒绝”了对方的请求。用Austin关于施事行为，即言外行为的公式：“In saying ‘x’I was doing ‘y’”。双方在表述一件事情（言内行为“x”：女方对画的喜好和男方不拥有该画欣赏的品位）时，实际上却在进行另一件事情（言外行为“y”：女方的购画请求和男方拒绝买画的表述）。二者应用了间接言语行为进行言语交流，通过含蓄地交流言语行为的真正目的，实现了言外行为的实施。当女说话者的“购画请求”用意表达出来后，它给男说话者带来某种影响：比如说花费一定数额的金钱，从而实现自己“拥有昨天看到的那幅抽象画”的喜爱。而男说话者的“拒绝买画”的表述传达后，则会给女方带来一定的影响，如因无法实现买画的想法，而情绪低落。而女方低落的情绪对男方也会产生影响。所以，男女说话者的言语行为经由双方表述产生一些效果，又相互给对方产生影响力，因而是一种收言后之果的言语行为，实际上就是言后行为。当男说话者顺利理解女说话者的言语，按照其言语意义做出言语回复时，不管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回复，则该言语行为就已经算成功了。所以，说话者在进行言语交流时，三类言语行为共存于说话者的言语行为中，服务于言语行为交流的目的。




虽然类似上述例子在四级短篇听力中极为常见，但是，很多学生难以在有效的时间内理解言内行为与言外行为的突兀性转变，没有正确把握二者的关系，错误地认为男女双方的对话似乎没有任何的关联，因而很容易就进入理解的误区。尤其是在改革后的四级听力理解中，理解者所输入的语言信息（scripts）仅仅朗读一次（除了短文听写外），要求理解者必须在极为有限的几秒时间内对所输入（input）的语言信息做出准确、快速的判断。否则，就影响到后面语言信息的理解，很容易出现连续几题错误。在进行短篇对话听力教学时，教师应结合言语行为理论，应用言语行为理论指导短篇对话听力，帮助学生理解各言语行为在言语交流中的不同作用，掌握说话者言语行为的真正意图。如果教师能以言语行为理论，一语中的指出短篇对话的各种言语行为的具体表现，相信学生就会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好。大学英语四级短篇对话听力虽然短小，但同样要求学生能迅速理解所接触的语言信息，理解说话者双方言内言语行为的表层含义，把握言外行为所暗含的确切含义，推测出可能产生的言后言语行为，培养对应的言语行为交际能力。尽可能地避免短时记忆超负荷，可以大大减轻大脑负担，为后面的长对话、听力短文和复合式听写节约足够的精力，提高听力题的正确率。同时，教师也要指导学生将该理论灵活地应用到日常言语行为的实践中，不仅可以委婉地拒绝对方的要求，又可以较好地为对方保留面子，促进言语行为的顺利完成，构建和谐关系。




研究言语中其言外行为所蕴含的语力，结合言语行为表述时的心理状态，充分阐释说话者的言外之意，把握其言语行为的真实意图，顺利地挖掘言后行为的言后之果。把握听力言语行为中的言外之意，提高语言学习者言语行为和言语交际能力。

第二节 短文文本的听力和阅读

短文的分类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进行，以表现手法的角度分，有记叙文体、议论文体、说明文体、抒情文体；以社会功能的角度分，有政论文体、文艺文体、科学文体和公务文体等。其中，每一个文体还可以按照不同的角度继续分下去。比如，文学文体，可从有韵无韵角度，分为韵文和散文两大类；从塑造形象方式上，可分为叙事类、抒情类和喜剧类。这些分类为研究、讨论短文文体提供了一定的具有使用价值的规范。


一、短文文本的特点


1．题材广泛

这是由短文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每篇短文的长度都在200字上下，是对话长度的近十倍，而且中间并无停顿。同时短评的题材也很广泛，一般包括一些社会问题，如污染、交通、资源、文化教育等；另外还有一些集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的文章，如历史事件和节假日的来历等也是经常出现的题材。因此听力短文要求考生具有一定的理解、判断、组织和记忆能力。




2．句式复杂

一篇短文中有时会有一两句长度大、结构复杂的句子出现，而且这些句子往往又是考点，这是短文听力的一个大障碍。

3．结构清晰

在结构上，几乎所有的六级听力短文都可以一分为三：段首、中间部分、结尾。段首：与短文的主要脉络相关，往往是文章的主题句。中间部分：具体阐述部分。内容丰富、细致、翔实，是短文的主干，也是考试涉及最多、最为重要的部分。结尾：短文内容的总结性部分。若是故事类短文，则通常是整个文章的核心和主旨部分，是必考的题目。

4．问题分布规律

短文问题的分布与短文结构相呼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一般说来，段首部分有一个问题，中间主体部分有一至两个问题，结尾部分有一个问题。这样共有 1+1+1=3个问题，或者1+2+1=4个问题。当短文的第一题或最后一题是名词或名词短语时，该题往往测试的是主题（topic）。考生还可以根据这些选项预测短文主题。问题的内容一般是按照顺序排列的，具有一定的距离，第一个问题如果涉及第一句的内容，那么第二个问题绝不可能涉及第二句的内容。

二、语篇的衔接

语篇不是一连串句子或语段的无序组合，而是一个结构严密、功能明确的语义统一体。黄国文（1998）在《语篇分析概要》一书中对于语篇做了以下定义：“语篇通常指一系列连续的话段或句子构成的语言整体。”他认为，语篇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必须合乎语法、语义连贯，包括与外界在语义上和语用上的连贯，也包括语篇内部上的连贯。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创始人Halliday认为，语篇在语言学中用来指任何能构成一个统一整体的语言段落，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也无论其长短。胡壮麟（1994）对语篇的定义是：语篇指任何不完全受句子语法约束的在一定语境下表示完整语义的自然语言。




Geoff Thompson（1996）认为衔接是指发话者用来表示经验和人际方面语义连贯的语法手段，是语篇现象。在《英语中的衔接》（Cohesion in English）一书中，Halliday和Hasan对英语的衔接手段做了全面的描写，并把这些手段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语法手段，另一类是词汇搭配手段。胡壮麟（1994）在《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中认为，“对一个有意义的可接受的语篇来说，它在语言各层次（如语义、词汇、句法、语音等）的成分都可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衔接”。他还讨论了音系层有关语音各范畴和语篇衔接的关系，从体现衔接关系的形式机制上增加了语音衔接机制，包括语调、重音和信息单位。

衔接既是一种语义单位，又是语篇的有形网络。了解语篇的衔接手段可以更好地把握语篇的连贯意义。在短文听力过程中，笔者要求学生特别注意文章中的连词或信号词。如顺接连词（如“in addition”“moreover”“furthermore”“also”等）表明前后的内容大致相似；表示转折意义的连词（如“but”“however”“yet”“nevertheless”等），往往引出新的内容和观点；引导让步状语的连词（如“although”“despite”“spite of”等）之后必有转折，听力过程中需要注重让步的内容；表示结论的信号词（如“as a result”“in short”“conclusion”“all in all”等），引出的是作者对前面所述内容的概括和总结，这些对了解作者的观点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也要关注文章中具有关键意义的实词（动词、名词等）。

2．衔接与连贯

衔接（cohesion）是语篇特征的重要内容，它体现在语篇的表层结构上。Halliday和Hasan 把衔接定义为：存在于语篇中并使之成为语篇的意义间的联系。他们认为衔接是一个语义概念，是语义上的一种联系，如果篇章中的某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理解起着关键作用，这两部分之间就存在着衔接关系。衔接手段主要包括两种：语法衔接（grammatical cohesion）和词汇衔接（lexical cohesion）。

连贯（coherence）是指语篇中的语义的关联，连贯存在于语篇的深层结构中，通过逻辑推理来达到语义连接。Brooks & Warren（1972）把连贯界定为：一个有效的语篇，其中各个部分必须紧密粘连。就衔接与连贯的关系而言，衔接是通过语法、词汇和篇章的手段表达的语篇组成部分之间的显性关系；而连贯是听者或读者通过阐释显化语篇组成部分之间的浅势意义及隐性关系。衔接是语篇结构上的连贯，连贯是语篇意义上的衔接。在短文式听力训练中，听者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自己听到的语言片段、重点词汇和语境结合起来，对整个语篇进行加工和分析，通过预测或推理建立起语篇的衔接和连贯关系，从而达到理解的目的。




（1）语法衔接。

语法衔接是指利用语法手段使句际和句组之间达到上下文衔接的目的。因为只有超句关系之中的语法手段才能使篇章上下文产生衔接。语法衔接主要有四种形式：照应（Reference）、替代（Substitution）、省略（Ellipsis）和连接（Conjunction）。这些衔接机制在短文式听力中都有体现，例如，《新视野大学英语听说教程》（教师用书）第三册149页的一篇短文式听力：




	
Busy schedules often prevent us from getting together with our friends. But do you know that maintaining a group of half a dozen or so good friends is actually good for your health？It is true！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those who had a strong net work of friends were 22 percent less likely to die at a younger age than those with fewer friends. Researchers suggest that this could be because friends can influence health behaviors, such as discouraging smoking and drinking, and also can affect a person’
 s mood, selfworth, and ability to cope with a loss. So, if you don’
 t have close friends, you might want to get some soon. And if you do, then you should be grateful for them．













此篇听力短文通过不同的语法手段实现了句子之间的衔接。在此语段中，“but”属于连接词语，表示转折的语义关系，即前一句语义和后一句语义截然相反。通过使用“but”连接词的衔接，使整个语段的重心转移到了“but”这个句子上，为听者指明了语义发展的方向和线索。“This”属于指示照应，指的是上一句提到的“Those who had a strong net work of friends were 22 percent less likely to die at a younger age than those with fewer friends”这一事实。前后两句紧密相关，实现了上下文的衔接，从而对理解语篇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语段中“some”省略了“close friends”；而“do”则替代了“have close friends”。省略和替代是为了更好地衔接上下文，通过省略和替代，可以减少语篇的冗余信息，既可以避免与前面相同成分的重复，又可使语篇中的语言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显得简洁明了。




（2）词汇衔接。

词汇衔接是指语篇中使用一些相互之间存在意义联系的词语，从而建立一个贯穿语篇的语义链条，以确保语篇的连贯性。它在形式上可通过词的重复、同义、反义、上下义、互补、整体与部分等关系达到语篇语义连贯。在解读语篇的过程中，通过探索词汇间的衔接关系，就可以使篇章中各句子的意义相互联系，从而推断语篇的宏观主题，把握语篇的思想。例如，《新视野大学英语听说教程》（教师用书）第三册21页的一篇短文式听力：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exercise.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regular activity and exercise can improve overall health substantially… Athletes must do physical training on a regular basis to increase their level of performance. Exercising includes walking,  running, biking, and plenty of other activities as well. My advice would be to pick something you enjoy doing and wouldn’
 t mind pursuing on a regular basis… Also, always stretch before physical activity！This is very important as you do not want to pull muscles. Most importantly, to keep a healthy body you must stay active！















在此语段中的词汇衔接主要有词汇之间的同义（或近义）和上下义关系。同义（近义）词 “exercise”“regular activity”“physical training”和“physical activity”使此语段体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exercise）。这些词结合在一起，不仅可以避免单调、啰唆，而且还可以更准确地表意，在语义上相互补充，互为衔接，使整个语篇结构的衔接更加自然。“exercising”和“walking”“running”“biking”体现的是一种上下义关系。上义词的含义概括而抽象，下义词的含义则是具体的。因此这种语义关系可以使一些词语衔接上下文，实现语篇深层结构上的连贯。




三、语篇的连贯

连贯源于篇章的语义内容，通过逻辑推理来达到语义连接，是语篇中语义的关联和语篇整体意义的无形框架。Geoff Thompson（1996）认为连贯（coherence）存在于作者和读者的头脑中，是一种心理现象，无法像衔接一样易于辨认和量化。有的语篇没有明显的衔接，但语义是连贯的；有的语篇具有明显的衔接机制，但语义上却不连贯。由于语篇的连贯实际上是听话者根据语境信息和语用知识来掌握说话者的交际意图，在这个意义上，听话者对语篇的理解越透彻，越能掌握语篇的连贯性（胡壮麟，1994）。连贯常常与交际双方的共有知识、语境——包括语篇内部的环境即上下文（linguistic context）、情景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和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等因素相关。

语篇的连贯是一段话语或某个语篇的不同部分在意义上的联系。连贯是一种逻辑上的、存在于语篇深层的、隐性的无形网络，它把语篇凝结成一个语义整体。语篇的连贯是语篇统一性的表现，表明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更表明各部分与语篇中心思想之间的关联。例如，《新视野大学英语听说教程》（教师用书）第四册5页的一篇短文式听力：




	
You young people go crazy over famous people. Will you listen to me when I tell you your generation is wrong about this？Let me use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my point to you. I hope that this example shows you the dangers of fame．
 Believe me，
 it is best just to live a simple life．














这两段分别是听力短文语篇的开头和结尾。它们之间的连贯与语篇的中心主题“the dangers of fame”相关联。第一段中的 “use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my point”与结尾段中的“this example shows you the dangers of fame”在逻辑关系上吻合，“my point”指的就是“the dangers of fame”。连贯使得语篇中相隔较远的段落也能联系起来，对语篇连贯的了解可以促进学习者对主题和整体信息的把握，有助于明确各信息之间的关系。

语篇的连贯性既有其连续性又有其动态性。所谓连续性是指听话者/读者在理解语篇时，从言内有形到言外隐性，然后再到言后无形连贯的连续体。动态性则指的是当听话者/读者从言内行为中找不到语篇的先进形式时，便根据社会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推导出语篇言外之意的隐形连贯，或者在隐形连贯的基础上与发话人/作者产生心理互动的无形连贯。从而在心灵上产生共鸣或者在行为上产生反应。




四、语篇短文对听力理解的影响

1．听力语篇短文的短处及对听力理解的负面影响

（1）走神现象。首先，大学英语听力语篇短文的语速为每分钟150~170个单词（以大学英语四级听力为例），而人脑每分钟可加工700个词。（参见张少林，2003）所以在短文语篇信息的输入过程中，大脑容易产生与语音材料无关的联想或次要联想，导致走神现象。其次，在大学英语听力课程与测试中，听者所要加工的信息对象是机器播放的语音材料，信息单向传播，缺乏说者与听者之间的互动，缺乏视觉图像的补充。所以较长的听力语篇必然增加听力理解的难度和听者走神的可能性。

（2）对后续听力内容的影响。语音信息不像文字信息那样有空间形式，它只以时间顺序依次出现而不能倒转，若前面的信息捕捉不到，就会给后面的信息加工带来困难。

（3）记忆信息丧失。短文语篇的信息传递需要少至1~2分钟，多至10来分钟，甚至更多，大大超过了理论上认为的短时记忆贮存时限。容易造成记忆信息的丧失。

（4）对听者快速知识结构重组能力的要求。语音信息不像文字信息那样有空间形式，它只以时间顺序依次出现而不能倒转，若前面的信息捕捉不到，就会给后面的信息加工带来困难。许多短文语篇没有标题提示，听者无法预先在记忆中提取相关的知识经验以备信息加工之用，因而要求听者具备快速的短文语境反应能力。说者（语音材料）与听者之间存在文化背景和共有知识的差异，因而听者必须具备开放的心态和快速的知识结构重组能力。

（5）对听者快速语境反应能力的要求。许多短文语篇没有标题提示，听者无法预先在记忆中提取相关的知识经验以备信息加工之用，因而要求听者具备快速的短文语境反应能力。




由此可见，短文类语篇对听者的注意力、短时记忆力、快速加工能力的要求很高。一旦听者对单词、句子听辨有困难，就会影响对语篇的理解。

2．听力语篇短文的长处及对听力理解的积极影响

（1）减少注意力的分散。衔接是语篇的句子在语言和表层结构中的连接方式，它使说话者分散的语句跨越句子的边界关系而扭结在一起，吸引听者的注意力。衔接是一个语义概念，它存在于语篇内部，是促进语篇连贯的重要手段。

（2）克服短时记忆容量小的困难。连贯指的是一段话语或某个语篇的不同部分在意义上的联系，是语篇分析的一个核心。听者可以依赖其自身的认知能力去赋予或创造语篇的连贯性。短文类语篇总是由一连串互相连贯的句子组成，对某个事件或论题进行扩展性论述。连贯性是短文类语篇最基本的特征。如果听者通过语篇的特征与语义在头脑中建立起一个说话者意图中的世界状态，该语篇对他来说就是连贯的。连贯是心理现象，它存在于发话者的头脑中，无法在语篇层面上找到线索。衔接是语篇的有形网络，而连贯是语篇整体意义的无形框架。

（3）分享说者的逻辑思想。任何一个语篇都是统一的语言单位，是思想内容和思维形式的统一。在叙述某个事件或观点时，其话语中必定有相应的命题，事实或证据合乎人类认知逻辑的发展过程或推理步骤。听者随着这个过程与说者展开隐性的对话，产生互动效果。短文语篇整体性所提供的语境为克服单词与单句听辨困难带来方便。

（4）对后续内容的预测。对于短文语篇中的一个句子而言，语篇无疑是一个大的语境，语篇中的上下句，段落甚至整个语篇所提供的狭义语言环境和语篇。主题提供的广义语境，为听者猜测少数听不懂的词、句提供了依据。

（5）减轻短时记忆压力。短文语篇的试题设计与简短对话语篇的试题不同，一般从信息整体上考察听者对语篇主要内容的理解。在细节方面可以以印象式模糊语言代替短文中的精确语言，减轻记忆的压力。




五、短文文本的听力和阅读

张德禄（2003）认为，提高听力涉及三个主要因素：听准音、听懂音、理解音。听准音是由生理条件形成的听力条件；听懂音是把所听到的话语与意义联系起来；理解音指听者既听懂了微观层次上语言项目的意义，也能把这些项目联系起来组成一个连贯的语篇。

听力是一种语言交际，是积极的思维活动，绝不是消极地对字符进行识别和接受。听者对材料的字面意义的理解，是最低层次的理解。但如不具备对文章各个意念相互联系的逻辑判断能力，就无法达到理解说者的意图和目标。如果我们对文章各个意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弄得清楚的话，就能更好地理解说者的意图，达到对材料的深层次的理解。由此可见，成功的听力理解，不仅要求听者对语言知识（语法、词汇）有正确的了解，更重要的是要求读者有一定的逻辑推理、理解能力。

众所周知，每个说话者在说话时都有一定的意图，每篇文章都有一定的中心思想，在安排语言材料的时候必须围绕着他的意图和文章的中心思想来安排。所以说，材料的句与句、段与段之间必然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也就是文章的意念联络关系，而这种意念联络关系又必须通过一定的表现形式来表现。这种段落和段落之间、句与句之间的意念联络关系，就是文章或段落的连贯，而表现它的手段就是衔接。在做短文听力时，我们可以通过外在的衔接手段和结构形式，推导出句与句间、段与段间的逻辑关系，从而不仅达到对文章的字面理解，更重要的是达到对文章综合的意义理解。

1．借助音系衔接机制

“音系衔接指由音系特征实现的语义联系，主要有人际功能和谋篇功能，包括音系模式、语调、重音、韵律、押韵等。”（张德禄，2000）“任何一类篇章的语调都有一个层次结构……都采用重音和调式运动来突出最需要强调的内容……终止性的调型通常是降调，非终止性的调型通常是升调或平调。在语义联系紧密的调段中还常常采用相同或相似的调型的反复出现来表达话语的连贯和衔接”（何安平，1994）。比如在下面的语篇中，第（4）句和第（7）句，为了表达话语的连贯和衔接，朗读者会反复采用相同的调型——升调。另外，升调的使用意味着话语还未结束，学生还可以根据语音重读来判断重要的信息和内容。由于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语音知识不多，教师在教学中把这些简单却重要的有关语音（如重读、弱读等）、语调的知识教给学生，这对短文听力有积极作用。







	
（1）“Where is the university？” is the question many visitors to Cambridge ask.（2）But no one could point them in any one direction because there is no campus.（3）The university consists of thirty-one self-governing colleges.（4）It has lecture halls↑, libraries↑, laboratories↑, museums↑and offices throughout the city↓.（5）Individual colleges choose their own students who have to meet the minimum entrance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university.（6）Undergraduates usually live and study in their colleges where they are taught in very small groups.（7）Lectures↑ and laboratory↑ and practical work are organized by the university and held in university buildings↓.（8）There are over 10,000 undergraduates and 3,500 postgraduates, about 40% of them are women and some 8% from overseas.（9）As well as teaching,research is of major importance.













2．借助衔接机制中的语法手段和词汇手段

（1）照应（Reference）。

“照应”指的是语篇中一个成分用作另一个成分的参照点的现象。Halliday和Hasan（1976）把照应分为人称照应、指示照应（指用指示代词或相应的限定词和冠词等所表示的照应关系）和比较照应（指的是用比较事物异同的形容词或副词及其比较级所表示的照应关系）。另一种分类法是把照应分为指内（endophoric）和指外（exophoric），前者指的是有关成分的参照点在语篇之中，后者说的是有关成分的参照点在语篇之外而不在语境之中。指内又可分为指前（anaphoric）和指后（exophoric），指前就是用一个成分反指上文出现过的某个成分，指后则是被指代的成分在下文之中。

（2）替代（Substitution）。

“替代”指用替代形式去代替上下文出现的词语，它分为名词性替代、动词性替代和小句替代，常用的替代词有：“so”“one”“same”“do”“both”等。例如：







	
①They work extremely well together and each has their own duties.（名词性替代）

②In the next few decades, people are going to travel very differently from the way they do today.（动词性替代）

③Either person may decide to break the engagement, if this happens, the woman usually returns the ring to the man.（小句替代）













（3）省略（Ellipsis）。

指语篇中某些成分的省略，也可分为名词性省略、动词性省略和小句省略。例如：




	
①Some people dream of being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ome（people）（dream）of becoming hot in a Hollywood movie, and others（dream）of making millions of dollars overnight.（名词性省略、动词性省略）

②Edith, on the other hand, makes all the staff arrangements, and when（it is）necessary, does the cooking.（小句省略）













（4）连接（Conjunction）。

指连接句子的各种连词（conjunction）、连接性副词（adjunct）。Halliday & Hasan 把连接分为增补型、转折型、原因型和时间型。如我们都知道的：“and”“as well as”是属于增补型的连接词，“but”属于转折型的，“because”属于原因型的，而“since”属于时间型的连接词。

（5）复现（Reiteration）、同现（Collocation）。

“复现”和“同现”是实现衔接的两种词汇搭配手段。“复现”指的是运用相同词、近义词、上义词、下义词、概括词等所构成的词汇链。“同现”指的是词汇共同出现的倾向性（co-occurrence tendency）。围绕一定的话题而组织的语篇中，就会有一定的词汇共同出现，这种词汇的同现与一定的语域场（semantic field）关系密切。同现关系包括反义关系和互补关系。一般来说，当语篇中出现了某个词时，读者/听者就会期待在该语篇的另一个地方找到与之搭配的另一个词。（朱永生、严世清，2001）因此，学生可利用词的搭配功能去预测将要出现的内容。案例中就有14 条搭配链：







	
（A）the university, Cambridge

（B）university, colleges

（C）university, campus

（D）examinations, exams

（E）students, undergraduates, post-graduates, university members

（F）students, women

（G）question,  ask

（H）university, lecture halls, libraries, laboratories, museums, offices, students, practical work, university buildings

（I）students, live, study

（J）students, teacher

（K）teacher, taught, teaching, research, study

（L）specialist subject libraries, the university library, copyright library

（M）book, publish

（N）degrees, awarded













其中A、B、C、D属于复现搭配链，另外10条属于同现搭配链，这些搭配链对于语篇的衔接起了很大的作用。听者从链A和链B可以知道该语篇谈论的主题是剑桥大学，从链E和F可了解该大学的学生种类及各类学生所占的比例，从链H、L、M可知道该大学所具有的各种设备，链I、J、K可使听者了解该大学里的教学情况、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以及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情况。由此看来，该语篇的大概内容就不难了解了。另外，在该语篇中，有一些常重复的关键词如“university”“students”“teacher”和“library”等等，它们都有助于学生了解文章的大意。学生在做笔记的时候就应该抓住这些重点和细节，而避免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一些并不重要的单词、短语、句子和细节上。

3．借助上下文

对上下文（linguistic context）的理解有助于理解语篇的意义和交际意图，从而使语篇保持连贯性。一定的语境能让人清楚地了解、推测话语的含义，能使看似不连贯的语句合情合理。在听力过程中，学生可以利用上下文从已知信息去预测未知信息。以案例来说，学生应该知道如果谈到大学，肯定会涉及大学里的校园、设备、学生和教师等内容，而案例先介绍了剑桥大学的校园分布情况，学生应预测到接下来会介绍大学的设备、学生和教师，只是它们出现的先后次序不同而已。另外，要提高短文听力水平，不仅要借助语篇表层的衔接手段去理解，更要根据主题、一般常识、背景知识和发挥想象力等方面来分析理解连贯的听力语篇。具备一点文化、背景知识对所听的短文会有一种熟悉感，一个更深刻的理解，甚至能弥补语言上的一些不足。材料所涉及的主要人物、地点等，如是场景类的材料，应联想起与该场景有关的词汇，全神贯注地倾听相关信息。比如，如果事先已经了解了剑桥大学，在听案例时就会有一种熟悉感，做起题来就会得心应手。




4．借助篇章结构知识

篇章结构能影响句与句之间，甚至整篇文章的语义连贯。如果篇章结构违反了逻辑顺序，它将使语义不再连贯。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宏观结构特点和写法。具体说来，历史事件和故事型的叙述都含有时间、地点、人物和情景，一般用过去时，按时间顺序叙述，应该捕捉并记录可以回答“who”“what”“
 when”“where”“how”“why”等问题的有关信息，从而抓住故事发展的脉络，理解全文。人物传记属于记叙文，一般是对真人真事的记叙，大多记叙中外历史上一些杰出人物的生平事迹或事业上的成就，也有的介绍普通人物的特殊经历和业绩。学生应该特别注意人物的生卒年月、地点、主要业绩，以及对人物的社会评价，这些一般都是明显的信息。如果能经常阅读这些类型的文章，熟识其篇章结构，对培养语感、提高听力都大有帮助。

总之，大学英语短文听力需要学生具有较高的在语篇层面上的理解能力。在听力教学中，教师应该让学生具备衔接与连贯的知识，具有一定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熟识了解相关的篇章结构，注意运用衔接与连贯的知识去综合理解语义，抓关键词，不孤立地理解一个句子或单词，而是通篇联系起来听，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提高短篇听力水平。

在阅读课上引导学生把语篇的结构模式及语篇分类知识向听力自然迁移。要求学生能听懂以时间为导向的记叙文和以主题为导向的论说文。在阅读课上老师若有针对性地讲授这两种文体的结构模式和行文特点，并帮助学生领会听和读一样，也可以利用语篇分类知识及语篇的结构模式知识，自上而下，主动预测信息，从而提高听力理解的效率，那么对听力的帮助将会是事半功倍的。




例如阅读课学习论说文时，可以不失时机地告诉学生论说文的段落结构模式和行文特点——段落结构模式包括比较—对比型段落的结构模式、因果型段落的结构模式、例证型段落的结构模式、分类型段落的结构模式等；行文特点则包括两方面：一是主题句的位置规律，二是说明主题句常用例证、阐释、对比等程序说明事物的特征和本质。学习记叙文时，可以向学生传授时间型段落的结构模式的相关知识，以及以情景（人物、时间、空间等）为线索的行文特点。这种融语篇知识于阅读过程的授课法能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内化语篇知识。只有在语篇知识真正内化后，才能向听力理解过程自然迁移，使学生更好地抓住所听听力短文的完整内容和要点，而且对短文的层次能更准确地把握。

第三节 新闻文本的听力与阅读


一、新闻文本的特点


英语新闻是一种灵活性很高更新很快的教学材料，不仅可以为提高英语听力技能提供大量训练素材，而且还能使学生通过英语新闻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及国际大事，新闻英语听力不同于其他的听力材料，其文体自成风格，包含着诸多不利于听力理解的因素。要克服这些难点，首先要熟悉新闻英语的语言特征，其次还要有较宽的知识面和一定的速读速记能力。

1．新闻文本基本结构特点

书面英语新闻与广播、电视英语新闻不同之处是：书面英语新闻有标题，读者可以从标题中预测新闻内容；广播、电视英语新闻没有标题，但新闻导语的高度概括就起着标题的功能，对理解整则新闻语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闻英语的结构篇章特点十分鲜明。新闻报道一般采用新闻导言法即将新闻的内容按其重要性依次铺展开来。新闻导语（news lead）可被看作是新闻的灵魂，它往往围绕新闻报道中的基本要素，用极其精练的语言把事件的过程和真相一语道破。新闻报道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一条新闻报道最重要、最吸引人的内容，次要的内容放在其后，最不重要的、起补充说明的内容则放在最后。这种信息重要性依次递减的特点构成了新闻英语独特的“倒金字塔”（inverted pyramid）结构。新闻导语高度浓缩了整篇新闻的核心思想，通常用我们熟知的五个W和一个H（Who，What，When，Where，Why和How）这六个要素来陈述新闻事实。




英语新闻导语往往是英语新闻报道中的核心部分，如果能迅速、准确地记忆并理解导语就等于听懂了英语新闻的主要内容。因此，新闻听力主要的注意力应置于新闻开头，即导语上，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听力教学中，应该指导学生的注意力投向导语的理解，抓住文稿的主要内容，就易于全面地把握整篇报道。

2．新闻文本的词汇特点

新闻英语一般具有下列特点：专有名词和数字数词大量使用。新闻报道常含有人物、事件、时间、地点、人名、地名、国名、组织机构名称等，这些专有名词在新闻报道中屡见不鲜（胡文仲，1989）。新闻报道还经常使用借代手法，用地名或建筑物的名称指代政府所在地或某一机构。其次，缩略词在英文报刊上频频出现，其构成方法基本上有两种：一是首字母缩写，如UN（the United States）。二是截头、去尾或把两个词各取一部分合在一起，如“motel”就是“motor”和“hotel”的缩略词。当今世界发展日新月异，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因此，新闻词汇相当丰富，新词语不断出现。疾病类：如SARS，space sickness（宇宙病）。

外语学习者在语言习得上较之母语更加依赖于词汇，是以词为中心的，所以词汇在新闻听力中显得尤为重要。新闻报道涉及政治经济自然灾害等多个方面，面广量大，为了更好更准确地传递信息，长期实践形成了独特的词汇使用现象。

（1）常用词重复率高。

尽管新闻报道所使用的词汇量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是语言的基本词汇是稳定的，也就是说，每天的新闻中会读到的单词有很大一部分都属于“常用词”（commonly used vocabulary），这些常用词是以新闻内容的相关领域分类的，如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新闻等，进而构成这个领域的高频核心词汇。如VOA special English的新闻常用词汇约为1500个，其中有些词的重复率非常高，如“ceasefire”“collision”“presidential election”等政治军事词汇，“stock”“mortgage”“antitrust”等经济类词汇，以及“space shuttle”“robot”等科技类词汇。同样地，新闻报道中有一些相对比较固定的用于报道事件的词，称为新闻体词语 （journalistic words）。如“blaze”（fire）；“hit” （criticize）；“hold”（detain/arrest）；“mark”（celebrate）；“voice”（express）；“axe”（dismiss/reduce）；“weigh”（consider）。例如，新闻报道中用“ban”表示禁止，而不用“prohibit”。还有一些新词被人们普遍使用后，就进入了常用词的行列。如“visual pollution”（视觉污染）；“crib death”（婴儿突然死亡）；“ready—to—eat food”（方便食物）。只要掌握了这些规律，听英语新闻时就比较容易了。




（2）缩略词使用频繁。

新闻英语中常常会出现一些缩写词，如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ASEAN（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东南亚国家联盟或东盟），IOC（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DJI（Dow Jones Index 道琼斯指数），GMT （Greenwich Mean Time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英语新闻中还时常出现一些节缩词，如： “Aussie”（Australian 澳大利亚的），“biz”（business商业），“champ”（champion 冠军），“con”（convict 罪犯），“pro”（professional 专业的、职业的），“tech”（technology 技术）等。需要注意，不但要了解缩略词的确切意思，还应该知道它们的读音。

（3）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使用频繁。

在新闻英语词汇中还存在换喻（Metonymy）形式的名称，指借用人名、物名、建筑物名称等专有名词的做法。例如：借用人名Washington指代美国政府，借用建筑物Pentagon指代美国国防部，借用地点Downing Street No.10指英国政府或英国首相，Foggy bottom（雾谷，美国国务院所在地），Hollywood（美国电影界），Wall Street（泛指美国金融界）等。正是新闻英语词汇的这种复杂多样性直接导致了学生听力上的困难。




（4）近义词使用频繁。

近义词的使用在新闻报道中屡见不鲜，这样既可以避免同样的词语重复出现，也能使报道增色。例如新闻报道中经常谈到“加强、促进双边关系”，其中“加强”和“促进”就可以用“advance”“enhance”“elevate”“develop”“imp
 rove”“promote”“strengthen”等词汇来表达。

二、新闻听力理解的图式阐释

图式（schema）一词来自希腊语，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和心理学著作中，18世纪康德曾论述图式的哲学意义，他认为人的大脑中存在纯概念的东西，图式是连接概念和感知对象的纽带。Anderson（1983）、Pearson（1984）和Bartlett（1932）将图式概念用于讲述和追忆故事，他们得出结论：记忆不是复制，而是根据大脑中已有的图式重构将要记忆的内容，即改变新认识的事物使其与已有的图式融合的过程。对“图式”含义的理解各家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图式是大脑为了便于信息储存和处理，而将新事物与已有的知识、经历有机地组织起来的一种知识表征形式，使相互关联的知识构成完整的信息系统。人们对新事物的理解和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大脑中已经形成的图式。

1．图式理论与新闻听力理解

听力是人们获取信息与相互交流的有效途径之一。其中，新闻听力一直是听力理解中的一个难点，因此图式理论与听力理解关系的探讨适应于新闻听力理解。如何对听力材料达到最有效理解，一直以来都是心理学家与语言学家研究的重点。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受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传统听力理解观认为听力理解是一种基于语音、词汇和句法知识的信息被动接收过程。听者在整个过程中，只要通过语言符号的刺激就可做出反应，通过逐词逐句的解码就可获得意义，听者的能动作用完全被忽略，听力理解成了一种机械的刺激反应过程。20世纪60年代末，心理学、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极大地推动了听力理解研究的发展，尤其是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图式理论被广泛应用到对阅读、听力与理解等心理过程的研究之中，听力理解得到了科学的解释。




这些研究表明，听力理解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动态的心理活动和信息处理过程。它并不是一种单向的信息接受活动，也不是通过对词、句、篇的解码而获得意义的过程，而是听者已有的语言知识、背景知识等与听力材料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听力材料以其语言文字形式、内容和结构作用于听者，向听者提供信息，同时听者也以自己已有的知识作用于听力材料。也就是说，在处理听力材料时，除了由材料输入的信息外，听者还必须利用他们的语言知识和背景知识，并使之同材料信息相互作用、产生共鸣，以达到理解的目的。图式理论学家称之为“材料驱动”（data-

driven）和“概念驱动”（concept -driven）。前者促进读者能获得与先验图式相符合的信息，后者帮助读者通过对输入信息进行拟合优度评价从而做出合适选择与解释，进而达到对听力材料的理解。

2．新闻听力理解的图式类型及意义

根据图式理论，新闻听力理解的效果主要受三种图式影响：即语言图式、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语言图式是关于语言方面的知识。内容图式是指有关文本内容的背景知识，即听者掌握的有关材料主题知识，它是听力理解的核心和关键。形式图式则是关于语篇结构方面的知识，即听者对新闻材料体裁的了解程度。大脑中储存的这三种图式分别与听力材料的语言、内容和形式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对材料的理解。

（1）语言图式。

理解和掌握基本的语言知识是听力理解的前提。实践证明，语言知识的多寡对听者的听力理解有着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学习的初级阶段。如果语音错误、词汇贫乏、语法薄弱，听力技巧和策略再好，听力理解也难以达到应有的效果。具体而言，新闻听力理解中的语言图式，就是关于听力材料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①语音方面：英语新闻播报语速较快，而且经常伴有连读、同化、弱化、省略等发音现象。英音与美音为英语两大标准变体，BBC和VOA是其主要的代表节目，两者发音略微有区别。

②词汇方面：英语新闻词汇可分为一般新闻词汇、缩略词、新词、借用语等。一般新闻词汇指在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的稳定词汇；缩略词又分为缩写词和简缩词。缩写词，又称首字母缩写词，如WTO简缩词主要是通过截头去尾，或是将一个词的首部加上另一个词的尾部构成，如Expo。英语新闻中的新词非常重要，主要有三种形式。如：“euro”属于新事物催生新词；“headhunt”（出自原始部落猎取敌人人头作为战利品这一习俗，现用来比喻以高聘金等方法从同行业对手中挖走人才或猎头等）属于旧词衍生新义；“cyberspace”（cyber表示“网络的”）属于旧词派生新词。新闻中的借用语通常借用地名、建筑名指代该国或其政府及有关机构，如Pentagon指代美国国防部等。




③语法方面：英语新闻的语法特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前置定语种类繁多，经常出现多重修饰语；时态呼应不拘规则；被动语态占较大比重；广泛使用直接和间接引语，一则显示出该新闻的真实感，二则增添新闻的生动性。

由此可见，听者一定要加强语言基础知识的学习，牢固掌握足够的新闻词汇，熟悉习惯的新闻报道的语音语调，把握新闻报道的语法结构知识规律，建立完整的语言图式，为良好的新闻听力理解打下扎实的基础。

（2）内容图式。

要想获得颇为有效的听力理解仅有语言图式还不够，还需要关于文本内容的背景知识。换而言之，对听力文本所涉及的主题的熟悉程度，是决定听力理解的核心和关键。任何听力文本，都不是语言基础知识的简单组合，它还在各个层次上体现着使用该语言的民族的文化，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文化背景知识是构成听者内容图式的重要部分。内容图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语言图式的不足，帮助读者预测和选择信息，排除歧义，提高听者对材料的理解程度。新闻内
 容包罗万象，涉及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果听众对英语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习俗、宗教等背景知识不了解，对新闻的内容就缺乏认同感，那听力活动就很难进行或者产生听力理解错误。

（3）形式图式。

形式图式是指对各体文本篇章结构的知识。对听力材料体裁的了解程度，与语言图式和内容图式一样，影响其对内容的理解。英语新闻听力中形式图式主要指它的三种主要的结构特点。




①“倒金字塔结构”。又称“倒叙法”，为新闻中最常用的结构。这一结构主要包括导语和主体。导语通常是首句或首段，概括新闻的要点。主体部分则会围绕导语按重要性以依次递减的顺序展开，对导语内容进行扩展或补充，适于报道“硬新闻”。

②“金字塔结构”。是将报道的事实按时间顺序排列，逐渐进入高潮，故又称“编年史结构”。其通常由开头、正文、结尾三大部分组成，展开情节的节奏较缓，适于报道“软新闻”。

③“倒叙—顺序”混合结构。这种结构由导语、主体、结尾构成。导语为概要性导语，交代事情的轮廓，主体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报道，结尾可以是一个精彩的尾声，这种结构适用于较长的报道。

三、新闻文本的听力和阅读

从前文对英语新闻语篇特点的分析，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英语新闻听力理解的关键是对首句英语新闻导语的记忆和理解。英语新闻导语通常比较长，结构较为复杂，多用复合句。那么，如何对较长的英语新闻导语进行记忆和理解？我们通过以下的新闻听力策略帮助解决。

1．关键信息的记忆与理解

已有太多的实例表明，初听英语新闻的学生往往会因为记忆内容太多而影响对新闻导语内容的准确理解。如选自《英语新闻听力教程》第10课Section E：




	
Secretary of State Condoleezza Rice offers some words of comfort today at a ceremony honoring four African-American girls who were killed at a Birmingham Church in 1963.













这样一句较长的新闻导语，包含了头衔（Secretary of State）、人名（Condoleezza Rice）和教堂名（Birmingham Church）。对于初听者来说，这些专有名词并不熟悉，要求同步记忆和理解这样的一句长句，困难可想而知。因此，初始阶段，学生无须字字记忆，而要学会简化，记忆和理解关键信息。可以根据新闻导语的要素（who、what、when、where）寻找关键信息。此句中的 who 是“Rice”，what 是“offers comfort to killed girls”，when是“today”，Where是“at a ceremony”，所以，此句导语的关键信息是“Today Rice offers comfort to killed girls at a ceremony”。这样做既便于记忆又便于理解。当然，这种方法适合新闻听力的初学者，且非常有效，随着新闻听力能力的增强，听者对新闻内容的完整记忆和理解都会同步提高。




2．英语新闻导语的翻译

新闻导语包含的基本要素（who、what、when、where）决定了新闻导语句式采用复合句或带扩展结构的简单句才能承载较多的内容。常用的有带宾语从句和定语从句的复合句与带同位语和分词短语的扩展结构的简单句。由于句子长，如果对其结构不熟悉或不明了，听力理解就会很困难。因此，我们可以采用翻译英语新闻导语的练习，熟悉英语新闻导语的句子结构和常规表达方式。教师可以布置学生课后对听过的英语新闻导语进行英译中练习，要求学生认真分析新闻导语的语法结构，按新闻常规的表达方式简明、准确地进行翻译，教师定期检查和解析学生的翻译情况。久而久之，学生就会熟知英语新闻导语的句法结构和表达方式，从而促进对英语新闻导语快速、准确的理解。

3．英语新闻词汇的学习和理解

词汇是建构英语新闻听力理解的基石，没有一定量的词汇就不可能产生理解。通常学生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阅读掌握词汇，即主要是通过眼睛识别词汇，用大脑记忆词义。所以，大部分学生对词汇的形状比较熟悉，如词的长或短、以什么字母开头等记忆犹新，但对词的发音则比较陌生。这样，多数学生经常会出现对学过的词汇听不懂的现象。

（1）“听”学词汇。

在其他英语课程教学过程中使用率很低，且听的机会更少，因此，学生对听到的声音与词汇瞬间匹配并诠释词义的能力较弱，并对词义的命题和句子的合成带来直接的影响。因此，除了用“眼睛”学词汇以外，我们应该鼓励学生用“耳朵”学词汇，即通过“听”学词汇。这样，才能训练学生对语音的敏感度，以达到迅速辨词释义的能力。“听”学词汇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步骤实施：第一步，听英语新闻，记录陌生单词的发音；第二步，复听英语新闻，确认单词发音并联系上下文揣摩词义；第三步，根据发音记录，查词典确定词义。如果学生能以此种方式学习新闻词汇并长期不懈地坚持下去，不仅能积累更多的新闻词汇，还能不断提高瞬间辨词释义的能力，从而促进对英语新闻的理解。




（2）运用语境线索猜词释义。

除了学习和积累英语新闻词汇外，英语新闻听力理解过程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猜词释义。如上所说，英语新闻中有很多新创词、旧词添新义、合成新词、派生新词等诸多词汇。有些词汇听上去熟悉但理解起来却很困难，何况听的过程中无法查阅字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运用语境线索猜词释义。Malinowski认为话语和环境互相结合在一起，语言环境对于理解语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何自然（1997）对语境的阐述包括：①语言语境。文章或言谈中话语的上下文或上下句；②非语言语境。人们交际时所共处的社会环境，即说话者使用语言和听话者理解语言的客观环境，如交际场所，交际双方的身份、地位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双方的社会、文化背景等；③交际双方各自不同的认识环境，即各自不同的经验、经历、知识等足以影响交际认知的种种情况。因此，笔者认为听者对语境的理解是构成词义和语义的基础。下面我们用实例展现运用语境线索猜词释义的过程
 。例如：




	
Hostess：And who will get the benefit？In 25 years, many worry only rich Americans will be able to afford genetic tinkering.

Dr.Getsy：There is going to be a growing gap between the haves and have-nots,and so the children of the rich really might be beautiful and the children of ordinary people won’
 t have access to the same sorts of expensive technologies.…（选自ABC News Nov.8，2006）













这是2006年11月8日ABC新闻的一则英语新闻电视采访选段。学生在听完Dr.Getsy的讲话后，教师提问“Can you tell the meaning of ‘the haves and have-nots’
 in the sentence？”大多数学生的回答是“拥有者和非拥有者”。有些学生回答：“已有的和没有的。”当教师再问：“Can you tell the meaning of the sentence？”很多学生在“the haves and have-nots”上纠结，无法确定匹配的中文翻译。因为无论翻译成“拥有者和非拥有者”或“已有的和没有的”，语句意义都不明了。接着，教师让学生把“the haves and have-nots”与下半句中的“the rich”与“ordinary people”联系起来思考，学生马上茅塞顿开。此处“the haves and have-nots”指的就是“富人和平民”，那么，整个语句的意义就非常明了。




4．英语新闻语篇的理解

英语新闻语篇的理解不仅仅限于对词、句的理解，而且还要求理清楚句与句之间的关联性或逻辑关系，从而推断出语句的真实意义。除此之外，新闻语言上的修饰，如比喻、反义、双关、幽默等，要求听者必须通过分析和思考来理解新闻的言下之意。另外，英语新闻语篇的理解要考虑各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差异，同时，需要大量的背景知识。总而言之，英语新闻语篇的理解既要理解语言本身，也要理解语言背后的真实意图，这就更需要使用一些策略帮助我们准确地理解英语新闻。

（1）激活认知语境。

Linell & Korolija（1997）认为：除了具体语境，还应该有认知环境。认知环境包括参加者的语境模式（即参加者对所谈论的事物的假设、理解、知识和看法）、说话者关于受话人的背景知识、抽象的情景定义以及普通的背景知识。与具体语境线索相比较，认知语境更为复杂，它需要动用所有的知识或经验等，对听到的信息进行联系、揣摩和推理。




	
Well, there’
 re certainly three steps that Microsoft would recommend .The first of those is to make sure you are running an anti-virus product on your PC；the second of those is to turn on something called firewall which helps protect your PC to ensure the people can’
 t gain entry into it；And third thing is to keep up-to-date. There are lots of information about security in the marketplace，and it’
 s important to make sure you are running the latest updates on your computers at home.（选自 BBC News May17，2005）













在此条新闻听力理解过程中，小部分学生的理解迅速又准确，大部分学生被新闻中的“running an anti-virus product”“firewall”“to keep up-to-date”“the latest updates”这些词汇所困扰。他们本能地把“running an anti-virus product”译成“跑一个反病毒产品”，“firewall”译成“火墙”，“to keep up-to-date”译成“保持最新”，“the latest updates”译成“最近日期”，这样无论如何达不成对语句的理解。而据小部分学生陈述，当他们听到“running an anti-virus product”时也有迟疑，但他们马上与已有的电脑防护知识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很快得出结论，此处的“running an anti-virus product”指的是“运行防毒软件”，接下来出现的“firewall”“to keep up-to-date”“the latest updates”自然就理解成“防火墙”“更新软件”“软件最新版本”了。因此，孤立地只局限于对字面的理解有时很难做到对新闻语句和语篇的完整理解，只有学会结合具体语境，活用固有知识才能建构新的信息。




一般说来，背景知识在大脑中处于长期储存状态，动其所用还需要一个激活过程。因此，教师可以通过听前提问、提供关键词、看新闻题目预测新闻内容等来激活学生的认知语境。事实上，激活认知语境就是激活思维，非常有助于学生对新闻意义的建构。

（2）积累背景知识。

人们是通过相关的知识来推导进一步的新信息，从而理解话语，认识世界的。英语新闻听力理解是一个复杂的信息加工过程。在听的过程中，听者不可能光凭记忆就能听懂新闻，更重要的是要主动建构意义才能达到对新闻的准确理解。而这种意义的建构必须是建立在已学的知识基础上，结合听到的信息进行加工与创造。背景知识对听力理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有干扰作用，因为缺乏背景知识，新闻理解就有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下面的一则新闻可以证明背景知识对新闻理解的重要作用。




	
The sun shone over New Orleans on Sunday, illuminating the murky water, death and debris that covered the city. The Deputy Police Chief said the Big Easy was completely destroyed, and that there was no power, drinkable water or food for those still there. In the City of New Orleans, the storm surge caused more than 50 breaches in drainage canal levees and also in navigational canal levees and precipitated the worst engineering disas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选自CNN Student News Aug.29，2005）
















这是一则连续性的跟踪报道，描述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the Hurricane Katrina）袭击美国新奥尔良，造成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新闻的大意不难理解，但新闻中出现的“the Big Easy”这一词组的确切意义很难把握。如果结合下半句“and that there was no power，drinkable water or food for those still there”，我们可以把“the Big Easy”理解为灾前那种“有电、有水、有食物的安逸生活”。但是“the Big Easy”为什么大写呢？是不是另有所指呢？通过查找资料，我们从英国The Phrase Finder的网页上得知“The Big Easy is the nickname for New Orleans, USA, referring to the easy-going, laid back attitude to life that jazz musicians and local residents indulge in there”（The Big Easy是美国新奥尔良的绰号，意指当地居住的爵士音乐家和居民们逍遥自在、悠哉的生活态度）。通过这则英语新闻听力的理解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有些新闻必须要有背景知识才能准确理解。因此，有意识地积累各种背景知识是英语新闻理解必做的功课。

背景知识主要是依靠平时的阅读，尤其是通过新闻报刊阅读、收听新闻广播、收看电视新闻等渠道获得。因此，有意识关注阶段性的热门话题，记录国内外重大事件，对扩充知识面和背景知识会有很大的帮助。

5．速记关键词

标准英语新闻报道语速快，信息密度大，重复信息少，对听者来说，记忆非常困难。事实上，听者在听的过程中无须字字记住，重要的是通过关键词的记录回顾听过的语句，达到对新闻语篇的理解。因此，速记关键词有助于新闻内容的记忆。我们可以围绕特殊疑问句what，when，where，who，why，how，how many/much等相关信息记录重要的名词、动词、数词等实词。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速记方法提高记录速度。


（1）利用标准的缩写字：cp（compare） /cnf （conference）/dept （department）。




（2）记录第一音节：pol （politics）/dem （democracy）/lib （liberal）。

（3）拿掉所有元音：mat （market）/msg （message）。

（4）保留前几个字母：info （information）/ins （insurance）/exch （exchange）。

（5）缩略词：US （United States）/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6）其他（自创符号、缩写等）：用“
 °”代表“人”，那么“3中°&8US°”指的就是“3个中国人和8 个美国人”，记录会变得非常方便，看起来又很明了。又如：用“□”代表“国家”，用“→”代表“参加”，用“⊙”代表“会议”用“（）”代表“包括”，那么“5□→⊙（US）”指的就是“包括美国在内，5个国家参加了会议”，记录起来方便快捷，又容易读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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